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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
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
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义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被称为是“绝学”。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知识。



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
人类的发音器官，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是肺，第二是声带，第三是口腔。人类的发音，也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是呼气，第二是成声，第三是构音。呼气是肺所起的作用，成声是声带所起的作用，构音主要是口腔所起的作用。
肺好像一个风箱，它管人类的呼吸，也管人类的发音。发音一般只用呼气，不用吸气。没有肺的呼气就不可能有语音，正如没有人的吹气，笛子不会自己发音一样。肺对发音虽然这样重要，语音学并不以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单靠肺的呼气也不能成声，而各种语音的区别也不是靠肺的动作来区别的。但是，呼气的量则是跟语音的强弱发生关系的。同一种语音，如果它的高度不变，呼气量的大小和语音的强弱就成为正比例。在语音实验中，音的强弱表现为振幅的大小。
声带是发音所赖以实现的一种器官。声带形似两唇，在喉头里边；它们是富有弹性的，能左右分开或合拢。声带的中间叫做声门。当我们发音的时候，声带合拢，声门紧闭，肺里呼出的气流从一对声带当中挤出来，使声带颤动，这样就令人听见正常的“人声”。声带的紧或松和语音的高低成正比例。注意：这里讲的高低是音乐上所谓高低，是频率的关系，不是指大声或细声。
单靠呼气作用和成声作用（声带作用），还不能构成各种不同的语音，还要靠第三个步骤——构音作用，使语音具有各种不同的音色。构音作用主要是利用口腔各种不同的形式来造成的。
大家知道，音波需要有共鸣器与之共鸣，然后能使声音加强，令人能够听见。口腔正是一种共鸣器，而舌头位置移动则是用来调节这个共鸣器的。通常我们以为人用舌头来说话，这虽然不完全正确，却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舌头位置的移动，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共鸣器，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音色。
音乐上有乐音和噪音的分别。乐音听起来令人感到是单一性的，有一定的音高。噪音听起来正相反，令人感到是非单一性的，音高不容易确定。语音学上把语音分为两大类：元音和辅音。元音都是乐音，发音时舌头翘起最高的时候也不至于接触到上腭，口腔有足够的孔道让气流自由地通过。辅音都是噪音，或主要成分是噪音，发音时舌头、嘴唇、小舌等把口腔塞住了然后突然放开，或者是只留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
元音　最普通的元音是舌面元音。舌面翘起时，其前后高低的变化，形成了各种元音。舌面平放，差不多像没有发音时的状态，这是一个［A］音，我们把它叫做中性［A］。舌面的前部翘起，由低到高的顺序是［a］，［ɛ］，［e］，［i］；舌面的后部翘起，由低到高的顺序是［α］，［ɔ］，［o］，［u］；舌面的中部翘起，比较常见的只有一个［ə］。就嘴唇的情况说，前元音和中元音往往是不圆唇的；后元音往往是圆唇的。但是，前元音也有圆唇的，如跟［ɛ］相当的圆唇元音是［œ］，跟［e］相当的圆唇元音是［ø］，跟［i］相当的圆唇元音是［y］；后元音也有不圆唇的，跟［ɔ］，［o］，［u］相当的不圆唇元音是［Λ］，［γ］，［ɯ］。
上述的元音发音时，都只有一个共鸣器，这就是口腔。假定发音时软腭下垂，让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都通过，引起口腔和鼻腔的同时共鸣，那么又形成鼻化元音，如［ã］，［ẽ］，［ɔ̃］，［］等。
除了舌面元音之外，还有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舌尖元音［ɿ］只出现在舌尖辅音［ts］，［ts‘］，［s］的后面，［ʅ］只出现在舌尖辅音［t］，［t‘］，［］的后面（关于这些舌尖辅音，参看下文第7页）。［ɿ］的发音部位跟［s］相仿，［ʅ］的发音部位跟［］相仿，只不过把舌尖降低一点，使带有元音的性质罢了。舌尖元音［］是北京话及某些汉语方言里的一种特殊的元音，发音时舌头的位置比中部元音［ə］稍前，舌尖向硬腭前部翘起，带有卷舌的［r］的色彩。
跟音乐里的乐音一样，语音中的元音具有四种要素:即1．音色，2．音长，3．音强，4．音高。音色是共鸣器的关系；音长是时间的关系；音强是振幅的关系；音高是频率的关系。在汉语里，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声调。声调主要是音高的高低起伏的关系，同时也跟音长有关。北京话和某些汉语方言还有一种轻声，它们跟音长、音强、音高、音色都有关系，轻声字比一般字音较短、较弱，而其音高、音色也跟字音重读时有所不同。
两个或三个元音相结合，成为复合元音。复合元音不等于平行的两个元音或三个元音。两个元音复合时，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长、较强，后一个元音较短、较弱，例如“爱”［ai］；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短、较弱，后一个元音较长、较强，例如“列”［liɛ］。三个元音复合时，则是中间的元音较长、较强，两头两个元音较短、较弱，例如“辽”［liau］，“桂”［kuei］。注意：复合元音中，较短、较弱的元音一般总是最高元音［i］，［u］，［y］，但是实际读音不一定达到最高的程度，也可能只达到了［e］，［o］，［ø］的位置。
辅音　从物理学上说，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是因为元音是乐音，辅音是噪音，或者是以噪音为主要成分的音，上文已经讲过了。从构音方式上说，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是因为元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口腔中通行无阻，而辅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口腔中受到某种阻碍的缘故。
从阻碍的性质看，辅音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全阻，称为闭塞音，又叫破裂音，实际上是先闭塞而后破裂，发音时口腔被塞住了，然后突然放开，令人有破裂的感觉，如［p］，［t］，［k］等；第二类是半阻，称为紧缩音，发音时口腔并不塞住，而是留着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如［f］，［s］等。闭塞音不能持续，一破裂就算结束，所以如果没有元音相伴，单发一个闭塞音是不容被人听见的；紧缩音可以持续，所以即使没有元音相伴，单发一个紧缩音也能令人很清楚地听见。
紧缩音又可以大致分为四种：1．摩擦音，发音时口腔的孔道狭窄，令人感到摩擦的声音，如［f］，［s］等。2．边音，发音时舌头的中间部分翘起，让气流从两边的孔道出来，如［l］。3．颤音，发音时舌尖或小舌颤抖，使口腔孔道多次开闭，如［r］。颤音也有不颤抖的，只是发音器官有弹性部分轻轻一闪，如英语的r。有人把不颤抖的r叫做闪音。普通话里也有一种r，和英语的r颇相仿佛，只是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我们把普通话里的r标音为［ɽ］。4．半元音。半元音是处在元音和辅音的交界线上的，可以认为是高元音的转化，发音时舌头翘起超过了元音的高度，使舌面跟上腭有轻微的接触，发生一种轻微的摩擦音。原则上，一切最高元音都可以转化为半元音，但是常见的半元音只有三个：跟［i］相当的是［j］，跟［u］相当的是［w］，跟［y］相当的是［ɥ］。汉语以［i］，［u］，［y］起头的字，实际上是以半元音起头，汉语拼音字母写作y（＝［j］），w（＝［w］），yu（＝［ɥ］），如“羊”yɑnɡ，“文”wen，“园”yuɑn。由于这种语音常常是很快地滑过去的，自己不能构成音节，所以现代语音学家一般都把它们归入辅音一类。应该算是一种紧缩音。
上文说过，辅音发音时，气流在口腔中受到阻碍。阻碍就是一种构音作用。但是，发生阻碍以后，必须除去阻碍，然后辅音才完成它的过程。语音学家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1．成阻；2．持阻；3．除阻。原则上，一切辅音的形成都有这三个阶段，但是在闭塞音的构音过程中，这三个阶段特别明显。有一种闭塞音，只有成阻、持阻，而没有除阻。并不是始终不除去阻碍，而是说它不是突然放开，所以令人感觉不到它的除阻阶段。这种闭塞音有一个专名叫做唯闭音。广州话的“鸭”［ap］，“压”［at］，“轭”［ak］，尾音的［p］，［t］，［k］就是唯闭音。
闭塞音和摩擦音结合，成为一种塞擦音。塞擦音发音时，成阻阶段是闭塞音，除阻阶段是同部位的摩擦音，如［pf］，［ts］，［t］等。塞擦音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辅音的平列（复辅音）。国际音标没有为塞擦音特制音标，所以写成了两个字母，我们不可因此误会为两个音。有人在两个字母下面加一个相连号，表示是一个整体，写成［］，［］，［］。也有人把两个字母连起来写，如［ʤ］【1】。
以上所述，都是从口腔发出的辅音；此外还有一种鼻音。鼻音发音的时候，软腭下垂，气流从鼻腔中出来，如［m］，［n］等。鼻音也是闭塞音之一种。但是鼻音能够持续，和一般闭塞音不同。
从声带的作用看，辅音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清音，第二类是浊音。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叫做不带音，如［p］，［t］，［k］，［f］，［s］等；浊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叫做带音，如［b］，［d］，［ɡ］，［v］，［z］等。边音、颤音、闪音、鼻音等，一般也都是浊音。
从除阻时呼气的强度看，辅音又可以分为不送气和送气两类。由于闭塞音的除阻阶段特别明显，所以不送气和送气的分别一般只限于闭塞音和塞擦音。除阻时，马上就来一个元音，叫做不送气；除阻时，不马上来一个元音，而是先来一股强烈的呼气，再接上元音，叫做送气。在汉语中，送气不送气的区别非常重要。我们用［‘］作为送气的符号，例如跟“班”［pan］相当的送气音是“攀”［p‘an］；跟“单”［tan］相当的送气音是“滩”［t‘an］；跟“簪”［tsan］相当的送气音是“餐”［ts‘an］，跟“干”［kan］相当的送气音是“刊”［k‘an］，等等。
半元音、鼻音、边音、颤音，都被称为响音，因为它们是乐音成分占优势，比较接近元音的音。除半元音外，其他响音都有可能自成音节，如广州的“唔”［］（′表示辅音的元音化）。了解响音的元音性，对汉语音韵学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参看下文第19页）。
以上所讲的，都是辅音的发音方法；下面我们再谈一谈辅音的发音部位。结合汉语的情况来谈，从发音部位看，辅音可以分为下列的八类：
（1）双唇音　发音时双唇紧闭，然后突然放开。双唇音一般是闭塞音，如［p］，［p‘］，［b‘］，［m］。例字：北京话“包”［pau］，“抛”［p‘au］，“猫”［mau］，上海话“袍”［b‘ɔ］。
（2）唇齿音　发音时上齿和下唇接触。唇齿音一般是摩擦音，如［f］，［v］。例字：北京话“分”［fən］，上海话“文”［vən］。
（3）齿音　发音时舌尖抵住前齿龈。如［t］，［t‘］，［d‘］，［n］，［l］。例字：北京话“刀”［tau］，“滔”［t‘au］，“挠”［nau］，“劳”［lau］，上海话“桃”［d‘ɔ］。齿音又有塞擦音和摩擦音，发音时舌尖抵齿，比［t］，［d］，［n］，［l］的部位稍前，如［ts］，［ts‘］，［s］，［z］。例字：北京话“糟”［tsau］，“操”［ts‘au］，“骚”［sau］，上海话“曹”［zɔ］。按，这种塞擦音和摩擦音的发音部位也可以与［t］，［d］，［n］，［l］的发音部位相同，所以不细分为两类。
（4）卷舌音　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一般是塞擦音和摩擦音，如［t］，［t‘］，［］。例字：北京话“招”［tau］，“抄”［t‘au］，“烧”［au］。在卷舌音中还包括一种闪音，即［ɽ］。例字：北京话“饶”［ɽau］。
（5）舌叶音　发音时舌面边缘跟上臼齿接触，舌面向硬腭翘起，如［tʃ］，［tʃ‘］，［ʤ‘］，［ʃ］，［ʒ］。例字：广州话“烧”［ʃiu］。
（6）舌面音　发音时舌面前部向齿龈和前腭翘起，如［t］，［t‘］，［d‘］，［］。例字：北京话“骄”［tiau］，“敲”［t‘iau］，“萧”［iau］，上海话“桥”［d‘iɔ］。
（7）舌根音　发音时舌面后部向软腭翘起，舌根闭塞音有［k］，［k‘］，［ɡ‘］，［ŋ］。例字：北京话“高”［kau］，“考”［k‘au］，“昂”［aŋ］，上海话“狂”［ɡ‘uɔ̃］，“熬”［ŋɔ］。按，［ŋ］是与［ɡ］相当的鼻音。舌根摩擦音有［x］，［Ɣ］。例字：北京话“好”［xau］，“饿”［Ɣɣ］。
（8）喉音　发音部位在喉头。有闭塞音，有摩擦音。喉塞音发音时，声带合拢，声门紧闭，然后突然放开，国际音标写作［ʔ］。例字：广州“安”［ʔɔn］，上海“屋”［ɔʔ］。喉擦音实际上就是呼气，不过呼气呼得重些，带着摩擦音的性质，即［h］。例字：上海话“好”［hɔ］。还有一种浊喉擦音，写作［ɦ］。发音时，声带颤动和元音一般，但是由于呼气呼得很重，带着摩擦的性质。例字：上海话“豪”［ɦɔ］，“遥”［ɦiɔ］。
舌头是非常灵活的发音器官，它所可能接触的部位决不止上述的五类（八类之中，第一、二类和第八类与舌头无关）。舌头之外还有小舌也能发音。但是，为了汉语音韵学的需要，像这样简单的叙述也就够了。
下面是一个汉语语音简表，借此把上文所叙述的东西总结一下。表中所列的是普通话里的语音和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语音，还有少数是连类附及的音。表中清浊音平列。括号（　）表示圆唇。
上文所用的音标，凡带有括号［　］的，都是国际音标（语音表中把括号省掉）。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字母有所不同。国际音标要求准确，所以用了许多特制的音标；汉语拼音字母要求便利，所以限定只用26个字母（实际上是25个字母，因为V是备而不用的）。汉语拼音字母跟国际音标不同之处主要是下面所讲的几点。
（1）［ɿ］，［ʅ］，［i］一律写作i，因为［ɿ］，［ʅ］跟［i］性质相近，而它们出现的地方［i］不会出现。
（2）［ɣ］，［ə］，［ɛ］，［e］一律写作e，因为它们的性质比较相近，而又不会在同一场合出现。

（3）［］写作er，这是用双字母代表一个单纯的音素。
（4）［y］写作ü（仿照德文），但除了在n，1后面以外，ü上的两点可以省去，因为在其他情况下ü和u是不会冲突的。
（5）［u］写作o，［uŋ］写作onɡ，以o代u只是为了少用u，因为u的手写体容易跟n相混。
（6）送气符号［‘］不便于书写，所以汉语拼音字母一律不用送气符号，以p，t，k代表［p‘］，［t‘］，［k‘］；同时，又改用b，d，ɡ来代表［p］，［t］，［k］。因此，汉语拼音方案中的b，d，ɡ并不表示浊音。
（7）［t］，［t‘］，［］不便于书写，改用了j，q，x。注意：汉语拼音字母的j并不代表半元音［j］，x并不代表舌根摩擦音［x］。
（8）［ts］，［ts‘］写作z，c，是为了少用双字母。注意：汉语拼音字母的z并不代表齿摩擦浊音［z］。
（9）［t］，［t‘］，［］不便于书写，改用了双字母zh，ch，sh。这样，zh，ch，sh和z，c，s正好两两配对，h在这里表示卷舌作用。
（10）［ɽ］不便于书写，改用了r。这是很合理的。上文说过，［ɽ］实际上是［r］的变种。
（11）［x］用h表示，因为［h］和［x］性质相近。
（12）［ŋ］在26个字母之外，所以改用双字母nɡ。
下面再列两个对照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的异同，同时也更好地掌握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甲）元音对照表

唇音后面的o常常读成uo，在汉语音韵学也该认为uo，参看下文19页注①。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ü在跟j，q，x拼的时候，ü上的两点可以省略。
（乙）辅音对照表

在音韵学上，yin被认为in，yun被认为yn，不算是半元音开头，而算是元音开头。参看下文第17页。
讲到这里，都只讲的是语音学方面的知识，还没有讲到音韵学，但是这些语音学知识又是音韵学所必需的基础。从下章起，就正式讲到音韵学了。
注　释
【1】［ʤ］是［ts］的浊音。



第二章　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汉语语音学把语音当做一种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来研究，汉语音韵学则把语音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来研究。语音学上许多细微的辨析，到了音韵学上，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例如“根”［kən］里的［k］和“观”［kuan］里的［k］，实际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不尽相同：前者的部位较前，后者的部位较后；前者不带圆唇，后者带圆唇。音韵学家对于这些现象没有兴趣，因为某一语音受前后语音的部位和方法所影响而稍为改变自己的部位和方法（“根”中的［k］受［ə］的影响而部位移前，“观”中的［k］受［u］的影响而部位移后并圆唇），那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并非由于语言交际上的要求，假定［k］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始终不变，也不会令人误会为别的语音，使交际受到影响。元音方面也是一样。在普通话里，uei和uen在舌根音的后面时，或在齿音后面而读上声或去声时，其中的e比较明显；若在齿音后面而读阴平声或阳平声时，其中的e比较模糊，听起来很像［ui］，［un］【1】。又iou在读阴平或阳平时，其中的o也比较模糊，听起来很像［iu］。又如ian中的a，因受前元音i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变为［ɛ］。这些变化在音韵学上都是可以不必措意的。当然，在学习语言的时候，语音学的细微辨析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人们把语言学得更像。但是，这种细微辨析对于音韵学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容易模糊了语音的系统性，强调了非本质性的区别，把同一个语音的各个变体看成是不同的几个语音去了。
以上所讲的道理构成了“音位”的理论。很粗地说，音位就是具有某些变形的同一语音，而这些变形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因为变形而变更了意义。音位是随语言而不同的，例如在英语里，送气不送气不产生辨义作用，不送气辅音是送气辅音的变形，即［p］是［p‘］的变形，［t］是［t‘］的变形，［k］是［k‘］的变形，它们两两地成为同一音位；在汉语里，送气不送气产生辨义作用，“怕”［p‘a］不同于“霸”［pa］，“叹”［t‘an］不同于“蛋”［tan］，“考”［k‘au］不同于“搞”［kau］，它们成为不同的音位。同样，音位又是随方言而不同的，例如在上海话里，清浊音产生辨义作用；在北京话里（即在普通话里），清浊音不产生辨义作用，北京的闭塞音有时受前面的语音的影响也可能变为浊音（如“扁豆”［piɛndou］里边的［d］），但那只是清音的变形，不是辨义的，不构成独立的音位。
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基本上应用了音位学的理论，使现代汉语显出它的严密的系统性。下文我们也将要应用音位学的理论来讲述汉语音韵学。
在汉语音韵学上，音节的概念非常重要。汉语在古代曾经是单音词占优势的语言。所谓单音词，就是一个词只有一个音节。在现代汉语里，双音词占了多数，但是这些双音词从来源说也是单音词的复合，所以每一个音节都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音节表现为一个字。
依照传统的说法，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元音，元音的前后可以有辅音或半元音【2】。就汉语来说，元音的音高的升降和音长的总和形成了声调。因此，汉语音韵学规定，每一个字都有声、韵、调。声是声母，韵是韵母，调是声调。现在从音韵学的观点上，对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　声母
声母和辅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辅音是语音学名词，声母是音韵学名词。它们所指的东西虽然大致是相同的，但是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
声母是音节的第一个音素，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声母。辅音作为声母，这是大多数的情况。但是也有元音开头的字，例如：
鹦［iŋ］
鹉［u］
云［yn］
霭［ai］
习惯上把这一类声母叫做“零声母”。零声母只算一类，不再区别它拿什么元音开头。
声母既然是音节的第一个音素，那么，字尾的辅音就不能看做是声母。例如“安”［an］，“全”［t‘yan］，昂［aŋ］，藏［ts‘aŋ］，其中的［n］和［ŋ］就不是声母。普通话里的［ŋ］只用于字尾，不用作音节的第一个音素，因此，［ŋ］永远不充当声母。
现代汉语共有22个辅音。在22个辅音当中，去掉一个［ŋ］，加上一个零声母，总数仍是22个声母。
为了便于记忆，我们编了一首22字的《太平歌》（这是半首《卜算子》），作为22个声母的代表字：
太平歌
子夜久难明，喜报东方亮。
此日笙歌颂太平，众口齐欢唱。
这22字所代表的声母是：
唇音：报［p］，平［p‘］，明［m］，方［f］。
齿音（塞）：东［t］，太［t‘］，难［n］，亮［l］。
舌根音：歌［k］，口［k‘］，欢［x］。
舌面音：久［t］，齐［t‘］，喜［］。
卷舌音：众［t］，唱［t‘］，笙［］，日［ɽ］。
齿音（塞擦，擦）：子［ts］，此［ts‘］，颂［s］。
元音：夜○【3】
二　韵母
汉语音韵学把一个音节分为两部分，即声母和韵母。声母在前，韵母在后，韵母是字音中声母以外的部分。
韵母可以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两大类。单韵母共有七个，即：
［i］ï（［ɿ］，［ʅ］）［u］［y］［a］［ɣ］［］
例如：
［i］：离［li］　奇［t‘i］
ï：诗［ʅ］　词［ts‘ɿ］
［u］：路［lu］　途［t‘u］
［y］：纡［y］　徐［y］
［a］：发［fa］　达［ta］
［ɣ］：德［tɣ］　泽［tsɣ］
［］：儿［］　二［］
复韵母有些是加韵头的。韵头只有三种，即［i］头、［u］头、［y］头。例如：
［i］头：家［tia］　街［tiɛ］
［u］头：瓜［kua］　果［kuo］　婆［p‘uo］【4】
［y］头：雪［yɛ］　原［yan］
有些是加韵尾的。在普通话里，韵尾只有四种，即［i］尾、［u］尾、［n］尾、［ŋ］尾。例如：
［i］尾：蔡［ts‘ai］　雷［lei］
［u］尾：曹［ts‘au］【5】　周［tou］
［n］尾：陈［t‘ən］　韩［xan］
［ŋ］尾：程［t‘əŋ］　唐［t‘aŋ］　宋［suŋ］
有些是既加韵头，又加韵尾的。例如：
［uai］：怀［xuai］　帅［uai］
［uei］：归［kuei］　水［uei］
［iau］：挑［t‘iau］　妙［miau］
［iou］：流［liou］　求［t‘iou］
［iɛn］：连［liɛn］　先［iɛn］
［uan］：关［kuan］　钻［tsuan］
［yan］：卷［tyan］　玄［yan］
［uən］：寸［ts‘uən］　论［luən］
［iaŋ］：良［liaŋ］　祥［iaŋ］
［uaŋ］：黄［xuaŋ］　广［kuaŋ］
［iuŋ］：穷［t‘iuŋ］　雄［iuŋ］
［uəŋ］：翁［uəŋ］
这样，每一个音节最多不超过四个音素，而且韵头与韵尾形成了整齐的局面。［n］和［ŋ］作为韵尾，其作用与元音收尾差不多，因为［n］和［ŋ］都是所谓“响音”，带有元音的性质。声调不但寄托在元音上头，而且还寄托在韵尾［n］、［ŋ］上头。韵尾［n］与韵尾［i］配对（［i］是前元音，［n］是齿音）；韵尾［ŋ］与韵尾［u］配对（［u］是后元音，［ŋ］是后腭辅音），也是很整齐的。
汉语音韵学按照韵头的不同和主要元音的性质，把韵母分为“四呼”：
1．没有韵头、而主要元音不是［i］，［u］，［y］的，叫做开口呼，如“南”［nan］，“北”［pei］；
2．有韵头［i］的，或者主要元音是［i］的，叫做齐齿呼，如“九”［tiou］，“七”［t‘i］；
3．有韵头［u］的，或者主要元音是［u］的，叫做合口呼，如“黄”［xuaŋ］，“红”［xuŋ］；
4．有韵头［y］的，或者主要元音是［y］的，叫做撮口呼，如“雪”［yɛ］，云［yn］。
我们做诗是按照韵部押韵的。韵部和韵母不同：韵母包括韵头（如果有韵头的话），而韵部不包括韵头。不同韵头的字，只要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如果有韵尾的话），就算是韵部相同，可以互相押韵了。例如：
田　　家
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ma］），
村庄儿女各当家（［tia］）。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kua］）。
音韵学的标准和语音学的标准不同：音韵学并不要求韵母的主要元音完全一致，音色近似的元音也可以认为是属于同一个韵部。下面我们分别叙述划分韵部的标准。
ï和［i］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本来，ï本身就包括两个不同的元音：［ɿ］和［ʅ］。但是，这两个元音的位置是跟前面辅音的位置相一致的，［ts］，［ts‘］，［s］后面只能有［ɿ］不能有［ʅ］；［t］，［t‘］，［t］，［ɽ］后面只能有［ʅ］，不能有［ɿ］，可见［ɿ］和［ʅ］实为一体，它们是互相补足的。至于［i］和ï，它们也是互相补足的：［ts］，［ts‘］，［s］，［t］，［t‘］，［］，［ɽ］后面不能有［i］，其余辅音后面不能有ï，而它们的音色又相近似，所以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6】。汉语拼音方案把ï和［i］一律写成i，是有理由的。
［y］和［i］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因为它们都是前高元音，发音部位是一样的【7】。
［ɣ］和［o］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ɣ］和［o］不相对立：［ɣ］只用于开口呼，［o］只用于合口呼【8】，互相补足。
［an］，［iɛn］，［uan］，［yan］被认为是同一韵部。［iɛn］是实际读音，但是，既然不另有［ian］跟它对立，我们尽可以把它看成［ian］。汉语拼音方案把它写成in是合于音位原则的。
［ən］，［uən］，［in］，［yn］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uən］中的［ə］是或隐或现的：在阴平、阳平的齿音字上，［ə］音非常模糊，简直等于［un］，例如村［ts‘un］，存［ts‘un］，吞［t‘un］，豚［t‘un］【9】，但是音韵学家是不计较这些区别的。汉语拼音方案把辅音后的［uən］省写为un，是合于音位原则的。［in］和［yn］虽然实际上没有读成［iən］和［yən］，但是传统音韵学把它们认为是［ən］的齐齿呼和合口呼，它们的音色是跟［iən］，［yən］相近的。
［əŋ］，［iŋ］，［uəŋ］，［uŋ］，［iuŋ］被认为是同一个韵部【10】。［iŋ］是［əŋ］的齐齿呼，事实上也有人说成［iəŋ］，不过［iŋ］，［iəŋ］可以互换罢了。［uəŋ］是［əŋ］的合口呼没有问题，它在普通话里和［uŋ］是互换音位，在零声母是［uəŋ］（“翁”），在辅音后是［uŋ］（“公”）。［iuŋ］被认为是［yŋ］，作为［əŋ］的撮口呼。
有韵尾的韵部共有两大系统，即a系统和ə系统。ei被看成是əi，ou被看成是əu。这样，列成韵表就很整齐了：
	a 系统 	ə 系统 
	ai 	əi 
	au 	əu 
	an 	ən 
	aŋ 	əŋ 

北方曲艺押韵有所谓“十三辙”，也就是十三个韵部。十三辙正是根据上面所述的分韵标准，按照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来分的。十三辙的名称是：
1．中东
2．江阳
3．衣期
4．姑苏
5．怀来
6．灰堆
7．人辰
8．言前
9．梭波
10．麻沙（发花）
11．乜邪（叠雪）
12．遥迢
13．由求
下面是十三辙的韵母全表（见25页）。
ə因字少（常用的字只有“儿”、“耳”、“二”等），不能自成一个韵部。十三辙以外还有“小言前儿”和“小人辰儿”，指的是言前辙和人辰辙的儿化韵【11】。
三辙韵母表

在京剧里，əŋ，iŋ改唱ən，in，归入人辰辙。
三　声调
普通话共有四个声调：即阴平声（如“妈”）、阳平声（如“麻”）、上声（如“马”）、去声（如“骂”）。声调的不同，是由于语音的高低升降的不同。这是相对的音高，不是绝对的音高，所以我们不可能规定声调的频率，而只能描写它们的高低升降的形状，如下图。

此外还有一种轻声。轻声是轻读的、音高比较模糊的一种调子，往往用于虚词以及某些双音词的第二音。
两个字相接触，有时候会产生声调的替换。最明显的是两个上声字相遇，前一字变为阳平（如“好马”说成“豪马”）。习惯上把这种情况叫做“变调”。
字调之外还有语调。在连续的言语里，语调有很多变化，跟单念的字调颇不相同。
从音韵学的观点看声调，就不管变调和轻声。历来传统音韵学只讲字调，不讲语调。
依照唐诗的传统，韵部是和声调分不开的；不同声调的字一般不互相押韵。依照元曲的传统，不同声调的字也可以押韵。现在有许多民歌还是依照唐诗的传统，并且特别喜欢押平声韵；但也有许多民歌是四声通押的。至于皮簧和曲艺，则依照元曲的传统，实行四声通押。
古代汉语的声调系统和现代汉语的声调系统不同，古代汉语有四个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在现代普通话里，古平声分化为阴平、阳平，古入声则消失了。入声还保存在现代许多方言里（如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湖南方言、山西方言等）。像下面的一首唐诗，本来是押入声韵的：
江　雪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现在普通话把“绝”读成平声（阳平），“灭”读成去声，“雪”读成上声，与古不合了。
我们必须具备现代方言里关于入声方面的一些知识（入声一般是一个短促的调子），然后便于讨论古代的音韵学。至于古上声字也有一部分变成了去声，那就等到下文第四章中再讨论了。
 
以上所讲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是为即将要讲到的古代音韵学作准备。有许多理论，在这一章里已经打好了基础，以后再讲就比较容易懂了。
注　释
【1】参看下文第23页。
【2】有时候，m，n，ŋ，l，r等辅音也能单独构成音节，如上海的“五”（），广州的“唔”（），这是因为这些辅音是所谓“响音”，带有元音的性质。
【3】○代表零声母。
【4】汉语拼音方案为了简便起见，唇音后的uo一律写作o。
【5】“曹”等字的韵母［au］，汉语拼音方案写作o。
【6】这是指普通话而言。在许多方言里，［ts］，［ts‘］，［s］后面都有［i］。在那些方言里ï与i就不能认为同一音位，也不能认为同一韵部。元曲中的ï与i分为两个韵部，就是这个道理。参看下文第67—68页。
【7】参看上文第12—14页。
【8】感叹词“哦”字是例外。
【9】［uəi］也有同样的情况：在阴平、阳平的齿音字上，ə音非常模糊，简直等于［ui］，例如“随”［sui］，堆［tui］。
【10】但是，在古代则uŋ，əŋ不同韵部。参看下文第四章。
【11】有时候，小言前儿还包括麻沙、怀来两辙的儿化韵，小人辰儿还包括衣期、灰堆两辙的儿化韵。



第三章　反切
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说文》【1】中常常说“读若某”，后人说成“音某”。例如《诗·周南·芣苢》“薄言掇之”毛传【2】：“掇，拾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拾，音十。”这就是说，“拾”字应该读像“十”字的音。这种注音方法叫做“直音”。直音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这个字没有同音字，例如普通话里的“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是更常见的情况），这个字虽有同音字，但是那些同音字都是生僻的字，注了直音等于不注，例如“穷”字，《康熙字典》音“”【3】。以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的原则的。
另有一种注音法跟直音很相近似，那就是利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作“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说“音到”是不准确的，必须把“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得到“刀”字的音。这种注音法是进步的，因为可以避免用生僻字注常用字（如“刀”音“舠”）；但是也有缺点，因为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应读的字音。
反切是古代的拼音方法，比起直音法来是很大的进步。可以说，反切方法的发明，是汉语音韵学的开始。
一　反切的原理
反切的方法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来。例如宰相的“相”音“息亮反”，这就是说，“息”和“亮”相拼，得出一个“相”音来。这个方法大约兴起于汉末，开始的时候叫做“反”，又叫做“翻”。唐人忌讳“反”字，所以改为“切”字。例如“相，息亮切”。“反”和“切”只是称名的不同，其实是同义词（都是“拼音”的意思）。有人以为上字为“反”，下字为“切”，那是一种误解。
反切虽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拼音方法不一样。现代的拼音方法是根据音素原则来拼音的，每一个音素用一个字母表示（有时用两个字母，但也认为固定的一个整体，如zh，ch，nɡ，er），因此，汉字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阿”，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爱”i，“路”lu，或三个字母，如“兰”ln，或四个字母，如“莲”lin（汉语拼音字母有用五个字母和六个字母的，但只应该当作三个字母看待，如“张”zhnɡ，或者当作四个字母看待，如“专”zhun，“良”linɡ，“庄”zhunɡ）。古代的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拼音的，它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不多也不少。
反切上字代表声母。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有反切上字。例如：
	乌 	哀都切 	今音［u］【4】

	伊 	于脂切 	今音［i］ 
	忧 	于求切 	今音［iu］ 
	央 	于良切 	今音［iaŋ］ 
	安 	乌寒切 	今音［an］ 
	烟 	乌前切 	今音［ian］ 

反切下字代表整个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用一个反切下字。例如：
	条 	徒聊切 	今音［t‘iau］ 
	田 	徒年切 	今音［t‘ian］ 
	桓 	胡官切 	今音［xuan］ 
	宣 	须缘切 	今音［yan］ 
	香 	许良切 	今音［iaŋ］ 
	黄 	胡光切 	今音［xuaŋ］ 

反切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上字既然是代表声母的，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整个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下字既然是代表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以元音开头的汉字是很少的，常常不能不借用以辅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我们看古人的反切的时候，应该按照下面的两条原则去了解它：
1．反切上字只取它的声母，不计较它的韵母和声调；
2．反切下字只取它的韵母和声调，不计较它的声母。
假定依照现代汉语的拼音，“条，徒聊反”，应该依照下面这个公式去了解：
［t‘ú］（徒）＋［liáu］（聊）＝［t‘］＋［iáu］＝［t‘iáu］（条）
现在再详细加以讨论。
（1）反切上字不一定跟它所切的字同呼【5】，因为决定被切字的呼的是反切下字，不是反切上字。例如：
乌，哀都切。乌，合口呼；哀，开口呼。
唐，徒郎切。唐，开口呼；徒，合口呼。
田，徒年切。田，齐齿呼；徒，合口呼。
渠，强鱼切。渠，撮口呼；强，齐齿呼。
（2）反切上字不一定跟它所切的字同声调，因为决定被切字的声调的也是反切下字，不是反切上字。例如：
钩，古侯切。钩，平声；古，上声。
苏，素姑切。苏，平声；素，去声。
曹，昨劳切。曹，平声；昨，入声。
姊，将几切。姊，上声；将，平声。
遣，去演切。遣，上声；去，去声。
宝，博抱切。宝，上声；博，入声。
送，苏弄切。送，去声；苏，平声。
诰，古到切。诰，去声；古，上声。
秀，息救切。秀，去声；息，入声。
局，渠玉切。局，入声；渠，平声。
朔，所角切。朔，入声；所，上声。
却，去约切。却，入声；去，去声。
（3）有人以为，反切就是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如果是那样，反切上字最好是不带韵尾的字。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反切上字是带韵尾的。例如：
乌，哀都切。哀，［i］尾。
都，当孤切。当，［ŋ］尾。
西，先稽切。先，［n］尾。
崔，仓回切。苍，［ŋ］尾。
瞋，昌真切。昌，［ŋ］尾。
旬，详遵切。详，［ŋ］尾。
翰，侯旰切。侯，［u］尾。
切，千结切。千，［n］尾。
（4）如果反切就是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反切下字最好是没有辅音开头的字。但是，实际上没有辅音开头的反切下字只占少数，而多数的反切下字都是有辅音作为声母的。例如：
遵，将伦切。伦，声母［l］。
海，呼改切。改，声母［k］。
萧，苏雕切。雕，声母［t］。
困，苦闷切。闷，声母［m］。
损，苏本切。本，声母［p］。
左，臧可切。可，声母［k‘］。
驮，唐佐切。佐，声母［ts］。
因此，我们对于宋代以前的反切，不应该简单地了解为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必须把反切上字的韵母去掉，反切下字的声母去掉，按照上文所讲的公式，然后拼出正确的读音来。
有时候，按公式也拼不出正确的读音来，那是由于古今音不同的缘故。关于古今音的不同，要等全书读完，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现在先提出两件事来谈一谈，作为举例的性质。
（1）反切下字和被切字的声调必须一致，但是阳平声的反切下字可以切阴平字，阴平声的反切下字也可以切阳平字，这是因为宋代以前平声不分阴阳的缘故。例如：
公，古红切。今音：公，阴平；红，阳平。
羁，居宜切。今音：羁，阴平；宜，阳平。
恢，苦回切。今音：恢，阴平；回，阳平。
新，息邻切。今音：新，阴平；邻，阳平。
刀，都劳切。今音：刀，阴平；劳，阳平。
轻，去盈切。今音：轻，阴平；盈，阳平。
鸠，居求切。今音：鸠，阴平；求，阳平。
（以上是以阳平切阴平）
龙，力钟切。今音：龙，阳平；钟，阴平。
慈，疾之切。今音：慈，阳平；之，阴平。
徒，同都切。今音：徒，阳平；都，阴平。
团，度官切。今音：团，阳平；官，阴平。
樵，昨焦切。今音：樵，阳平；焦，阴平。
房，符方切。今音：房，阳平；方，阴平。
谈，徒甘切。今音：谈，阳平；甘，阴平。
（以上是阴平切阳平）
（2）反切上字和被切字的声母必须一致，但是由于语言发展的关系，拿现代普通话的语音读去就不一致了。现在只指出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普通话的［t］，［t‘］，［］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k］，［k‘］，［x］【6】。如果就吴方言的一般情况说，所有的［t］，［t‘］，［］都来自［k］，［k‘］，［x］。这些读［t］，［t‘］，［］的字在古代反切中就应该当作［k］，［k‘］，［x］来看待。例如：
鸡，古奚切。今音：鸡［t-］，古［k-］。
契，苦计切。今音：契［t‘-］，苦［k‘-］。
奚，胡鸡切。今音：奚［-］，胡［x-］。
皆，古谐切。今音：皆［t-］，古［k-］。
谐，户皆切。今音：谐［-］，户［x-］。
奸，古颜切。今音：奸［t］，古［k-］。
间，古闲切。今音：间［t-］，古［k-］。
坚，古贤切。今音：坚［t-］，古［k-］。
敲，口交切。今音：敲［t‘-］，口［k‘-］。
嫌，户兼切。今音：嫌［-］，户［x-］。
以上所述的反切，是根据《广韵》的。《广韵》的反切，和六朝人的反切基本上是一致的。唐陆德明所著的《经典释文》，其中所采的反切是六朝人的反切，在语音系统上和《广韵》没有显著的差别。有时候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稍有不同，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声母或韵母则是一样的。例如“蒌”字，《经典释文》有两读，即力俱反和力侯反，《广韵》也有两读，即力朱切和落侯切。“俱”与“朱”所代表的韵母是一样的（应该是［iu］，见下文第四章）；“力”与“落”所代表的声母也是一样的（即［l］）。我们学会了这一套反切，就能看懂古书上的注音了。
二　反切的改进
六朝的反切，就其本身的体系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既然上字只取其声母，自然可以不管韵母和声调；既然下字只取其韵母，自然可以不管声母。这样，用字可以更自由，避免选择反切上下字的困难。六朝有所谓“双反语”，反切上下字的位置可以对调。梁武帝建同泰寺，开大通门对寺的南门，“同泰”和“大通”就是双反语，因为“同泰”切“大”（古音“大”［i］尾，近似现在称医生为“大夫”的“大”），“泰同”切“通”。假如反切上字一定要没有韵尾的，下字一定要没有声母的，双反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可见，六朝反切自有它的原则，不能简单地从二字连读成为一音的道理去了解它。
但是，反切旧法也未尝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蒌”字从力侯切改为落侯切，这就是一种改进，因为“力”字与“侯”字不同呼，拼起音来不那么顺口。
《广韵》和《集韵》都是宋代的书，成书时期相差只有几十年【7】，但是《集韵》的反切已有许多改进。原来在韵母系统中有所谓洪音和细音，很粗地说起来，洪音相当于开口呼和合口呼，细音相当于齐齿呼和撮口呼。《集韵》的作者已经注意到反切上字要跟被切字洪细相当，对《广韵》的反切有了系统性的修正。例如：
条，《广韵》徒聊切，《集韵》田聊切【8】。
田，《广韵》徒年切，《集韵》亭年切。
鸡，《广韵》古奚切，《集韵》坚奚切。
契，《广韵》苦计切，《集韵》诘计切。
奚，《广韵》胡鸡切，《集韵》弦鸡切。
皆，《广韵》古谐切，《集韵》居谐切。
谐，《广韵》户皆切，《集韵》雄皆切。
奸，《广韵》古颜切，《集韵》居颜切。
间，《广韵》古闲切，《集韵》居闲切。
坚，《广韵》古贤切，《集韵》经天切。
敲，《广韵》口交切，《集韵》丘交切。
嫌，《广韵》户兼切，《集韵》贤兼切。
但是，如果要求二字连读成为一音，《集韵》的做法还是很不够的。明代的吕坤著《交泰韵》，清初的潘耒著《类音》，都设计了新的反切方法，使二字连读成为一音。他们二人的意见大致可以概括成为下面的几条：
1．反切上字要用本呼，也就是以开口切开口，齐齿切齐齿，合口切合口，撮口切撮口。
2．反切下字要用以元音开头的字。
3．关于反切上字的声调，吕坤主张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切上，以去切去；潘耒主张以仄切平，以平切仄（仄声指上去入三声）。
4．关于反切下字的声调，吕、潘二人都注意区别阴平和阳平，即阴平切阴平，阳平切阳平。这是因为从元代以后，平声已经分化为阴阳两类了。
5．反切用字尽可能统一起来。
这样做，的确给人很大的方便。但是，走到了极端，也带来了一些缺点。特别是以元音开头的同韵母的字不好找，势必找出一些生僻的字来作为反切下字。例如《类音》把“中”字注为“竹切”，“”字大家都不认识【9】。不认识的字用来注音，就没有实用的价值了。
清初李光地等奉敕写了一部《音韵阐微》（1726），继承了吕、潘二人的书的优点，避免了他们的缺点。《音韵阐微》的反切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
（1）虽然尽可能做到用元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但是不要绝对化，不要勉强使用生僻的字【10】。在个别地方可以灵活些，借用舌根擦音的字或邻韵的字作为反切下字。
（2）尽可能用没有韵尾的字作为反切上字，但是也不要绝对化。
（3）尽可能做到反切上下字都有固定的字。一般地说，同声母并同声调的字所用的反切上字一定相同；同韵母并同声调的字所用的反切下字一定相同。唯一例外是当反切上下字自身及其同音字被切的时候，不能不变通一下。
（4）反切上字要跟被切字同呼。
（5）反切下字要分阴阳（指平声）【11】。
现在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音韵阐微》的反切方法实在是大大改善了，如果按照二字连读成为一音的话【12】。
干，《广韵》古寒切，《阐微》歌安切。
看，《广韵》苦寒切，《阐微》渴安切。
官，《广韵》古丸切，《阐微》姑剜切。
宽，《广韵》苦官切，《阐微》枯剜切。
坛，《广韵》徒干切，《阐微》驼寒切。
兰，《广韵》落干切，《阐微》勒寒切。
团，《广韵》度官切，《阐微》徒丸切。
鸾，《广韵》落官切，《阐微》卢丸切。
坚，《广韵》古贤切，《阐微》基烟切。
牵，《广韵》古贤切，《阐微》欺烟切。
涓，《广韵》古玄切，《阐微》居渊切。
宣，《广韵》须缘切，《阐微》胥渊切。
乾，《广韵》渠焉切，《阐微》奇延切。
钱，《广韵》昨仙切，《阐微》齐延切。
权，《广韵》巨员切，《阐微》渠员切。
旋，《广韵》似宣切，《阐微》徐员切。
用汉字拼音，无论如何改进，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韵母为［ɿ］，［ʅ］的字，就不可能找到以元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这一类的反切下字仍不能不以辅音开头。例如：
资，则私切。
雌，此斯切。
思，塞兹切。
慈，层时切。
要打破这种局限性，除非创造一种拼音字母。我们现在有了汉语拼音字母，这个问题已经完满地解决了。在汉语拼音字母以前，有一种注音字母也是带有拼音字母性质的。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个，后来又增一个ㄜ母，总共40个。列举如下：
声母二十四：

［v］，例如上海“微”字［vi］的声母。
［ŋ］，例如上海白话“牙”字［ŋa］的声母。
［］，例如上海“泥”字［i］的声母。
韵母十五【13】：
	ㄧ［i］ 	ㄨ［u］ 	ㄩ［y］ 	

	ㄚ［A］ 	ㄛ［o］ 	ㄜ［ɣ］ 	ㄝ［ɛ］ 
	ㄞ［ai］ 	ㄟ［ei］ 	ㄠ［au］ 	ㄡ［ou］ 
	ㄢ［an］ 	ㄣ［ən］ 	ㄤ［aŋ］ 	ㄥ［əŋ］ 
	ㄦ［ər］ 	
	
	


开始的时候，为了照顾古音系统，所以制有万，兀，广三个声母，并规定了入声。后来1932年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京音为标准，于是万，兀，广三个声母被取消了，只剩三十七个注音字母，入声也被取消了。
注音字母继承了传统音韵学，而又有所发展。最显著的发展是由双拼法发展为三拼法。ㄧ，ㄨ，ㄩ被规定为“介母”，它们除了用作主要元音以外，还可以用来表示韵头。例如：
	家ㄐㄧㄚ 	写ㄒㄧㄝ 	边ㄅㄧㄢ 
	瓜ㄍㄨㄚ 	灰ㄏㄨㄟ 	春ㄔㄨㄣ 
	决ㄐㄩㄝ 	略ㄌㄩㄝ 	君ㄐㄩㄣ 

注音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音素化了，所以不再有字母表示零声母。一方面，三拼法比旧反切多了一个字母；另一方面，又有单写法，用来写那些单元音。例如：
	ㄧ衣 	ㄨ乌 	ㄩ鱼 
	ㄚ阿 	ㄜ鹅 	


三拼法比起双拼法来，优点在于大大减少了字母的数目。假如依照《音韵阐微》的旧反切方法，即使不照顾古音系统，也需要声母51个，韵母36个，总共需要注音字母87个【14】。三拼法是摆脱汉字束缚走向音素化的第一步。
汉语拼音字母比注音字母做得更彻底，它把三拼法更进一步改为四拼法，就是最多可以用四个字母拼写一个音节（双字母代表一个音素的只当一个字母看待）。这样就只需要辅音字母21个（［p］，［p‘］，［m］，［f］，［t］，［t‘］，［n］，［l］，［k］，［k‘］，［x］，［ŋ］，［t］，［t‘］，［］，［t］，［t‘］，［］，［ɽ］，［ts］，［ts‘］，［s］），元音字母8个（［a］，［o］，［ɣ］，［ï］，［］，［i］，［u］，［y］）。元音还可以归并一下，ï并于［i］，［］写成双字母。有些辅音可以用双字母表示（如［t］，［t‘］，［］写成zh，ch，sh）。这样，共只需要字母23个，现在利用y，w来表示半元音，总共也只用了25个字母。这是彻底的音素化。从旧反切到拼音字母，是一个极大的变革，中间经过一个改良的办法，就是注音字母。现在拼音方法已经走到了完善的地步，我们研究旧的反切，只是为了阅读古书罢了。
三　双声、叠韵
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两个字的韵部相同，叫做叠韵。今天我们有了拼音字母，双声和叠韵都是很容易了解的。从前的文人们要了解双声叠韵，则是不容易的事情。
《广韵》后面附有一个双声叠韵法。从这一个双声叠韵法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人是从“双反语”去了解双声叠韵的。双声叠韵法举了“章”、“掌”、“障”、“灼”、“厅”、“颋”、“听”、“剔”八个字的反切为例。现在我们只提出一个“章”字来加以说明：

这个双声叠韵法大约是后人附在《广韵》后面的，反切用字与《广韵》并不完全一致。“章”字在《广韵》是诸良切。假如依照《广韵》的反切，则“诸良”倒过来是“章闾”，不是“章略”。
正纽入声为首
双声平声为首
章灼良略是双声
灼略章良是叠韵
到纽平声为首
叠韵入声为首
先肯定了“章”字是灼良切，然后把“灼良”作为双反语，“灼良”为“章”，“良灼”为“略”【15】。“灼”、“良”、“章”、“略”四个字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两个双声，两个叠韵。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实线表示双声，虚线表示叠韵）
所谓正纽，指的是“章”字的反切；所谓到纽，就是把反切上下字颠倒过来（“到”，同“倒”）。正纽入声为首，因为“灼”字是入声【16】；到纽平声为首，因为“良”字是平声。双声平声为首，因为“章灼良略”第一字是平声“章”；叠韵入声为首，因为“灼略章良”第一字是入声“灼”。这样反复说明，可见古人由于没有拼音字母，要懂得双声叠韵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
直到唐末的守温和尚才创造了字母来代表声母（参看下文第五章）。至于韵部的区分，据说在三国魏李登已写了一部《声类》，但是其书不传，现在的《广韵》的韵部大致依照隋陆法言的《切韵》（参看下文第四章）。但是，双声叠韵的概念的确立则远在守温字母与陆法言《切韵》之前。《文心雕龙·声律》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可见这两个术语的出现也是很早的。
古代汉语是单音词占优势的，但也有一部分纯粹双音词，即所谓“连绵字”。连绵字的绝大多数是由双声叠韵构成的。不过，这里所谓叠韵是指同韵部，韵头不一定相同。例如：
	双声： 	唐棣 	流离 	蝃
	蒹葭 
	
	踟蹰 	踊跃 	颠倒 	邂逅 
	
	参差 	黾勉 	燕婉 	

	叠韵： 	崔嵬 	芄兰 	扶苏 	勺药 
	
	绸缪 	栖迟 	苍茫 	逍遥 
	
	虺
	朦胧 	婉娈 	恺悌 

连绵字本身不属于音韵学范围，但是要了解连绵字的道理就必须具备双声叠韵的知识，所以在这里附带讲一讲。
注　释
【1】《说文》的全称是《说文解字》，汉许慎所著，是文字学上的权威著作。
【2】毛传指毛亨的《诗故训传》。
【3】若依今普通话，可以注为音琼，但《康熙字典》要照顾古音，不能这样注。
【4】古今音是不同的，但是，在没有讲到古音以前，暂用今音来说明问题。
【5】“呼”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参看第六章。现在先按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去了解它。
【6】还有浊音［Ɣ］，将来在第五章里还要讨论到。
【7】《广韵》成书在1008年；《集韵》成书在1039年，一说成于1066年以后。
【8】在细音方面，《集韵》根据一个相当严格的原则，就是以四等字切四等字。关于“等”的概念，参看下文第六章。
【9】“”音［iuŋ］，按现代汉语与“雍”同音，潘耒没有用“雍”，是由于拘泥古音系统。
【10】《音韵阐微》也有个别生僻的字作为反切下字，如“鹥”（i）。这是拘泥古音系统的缘故。
【11】（3）（4）（5）三点与吕、潘完全相同。
【12】解放前的《辞源》、《辞海》，基本上用的是《音韵阐微》的反切。
【13】当时没有为ï制定韵母，“知”“资”等字只注声母，不注韵母。后来增制了一个币（＝ï）作为备用韵母。
【14】声母51个，包括［p］，［p‘］，［m］的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共9个，［f］的开口、合口共2个，［t］，［t‘］的开口、合口、齐齿共6个，［n］，［l］的开口、合口、齐齿、撮口共8个，［k］，［k‘］，［x］的开口、合口共6个，［t］，［t‘］，［］的齐齿、撮口共6个，［t］，［t‘］，［］，［ɽ］的开口、合口共8个，［ts］，［ts‘］，［s］的开口、合口共6个。韵母36个，包括开口呼单韵母5个，即［a］，［o］，［ɣ］，［ï］，［］，复韵母8个，即［ai］，［ei］，［au］，［ou］，［an］，［ən］，［aŋ］，［əŋ］，齐齿呼单韵母1个，即［i］；复韵母8个，即［ia］，［iau］，［ie］，［iou］，［ian］，［in］，［iaŋ］，［iŋ］；合口呼单韵母1个，即［u］；复韵母8个，即［ua］，［uo］，［uai］，［uei］，［uan］，［uən］，［uaŋ］，［uŋ］；撮口呼单韵母1个，即［y］；复韵母4个，即［ye］，［yan］，［yn］，［yŋ］。
【15】古音“章”“灼”都属齐齿呼，所以“灼良”能拼成“章”，“章略”能拼成“灼”。
【16】入声字作为反切上字，这是吕坤的主张，吕坤可能是有所本的。



第四章　韵书
现存的完整的韵书，最古的一部是《广韵》。《广韵》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是根据《唐韵》的，《唐韵》的语音系统则又基本上是根据《切韵》的。《切韵》为隋陆法言所著（601），现存的有一些《切韵》残卷。《唐韵》为孙愐所刊定（751），现在也只有残卷。《广韵》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是陈彭年、丘雍等奉诏重修，全名是《大宋重修广韵》。
韵书的编纂，是为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所以陆法言在《切韵》序里说：“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又说：“凡有文藻，即须明音韵。”六朝人是那样看重双声叠韵，也就难怪有人编出韵书来。韵书实际上是反切的总汇：以韵部为纲，以便诗人们依韵吟诗；然后在每一系列的同音字下面注明反切，以便矫正人们的方音。韵书也有词义的解释，能起字典的作用，但是主要的作用还是在音韵方面。
《广韵》共分206韵，如下：
上平声28韵【1】
	一东 	二冬 	三钟 	四江 	
	
	

	五支 	六脂 	七之 	八微 	
	
	

	九鱼 	十虞 	十一模 	十二齐 	
	
	

	十三佳 	十四皆 	十五灰 	十六咍 
	十七真 	十八谆 	十九臻 	二十文 
	廿一欣【2】
	廿二元 	廿三魂 	廿四痕 	
	
	

	廿五寒 	廿六桓 	廿七删 	廿八山 	
	
	


下平声29韵
	一先 	二仙 	三萧 	四宵 
	五肴 	六豪 	七歌 	八戈 
	九麻 	十阳 	十一唐 	十二庚 
	十三耕 	十四清 	十五青 	十六蒸 
	十七登 	十八尤 	十九侯 	二十幽 
	廿一侵 	廿二覃 	廿三谈 	廿四盐 
	廿五添 	廿六咸 	廿七衔 	廿八严 
	廿九凡 	
	
	


上声55韵
	一董 	二肿 	三讲 	四纸 
	五旨 	六止 	七尾 	八语 
	九麌 	十姥 	十一荠 	十二蟹 
	十三骇 	十四贿 	十五海 	十六轸 
	十七准 	十八吻 	十九隐 	二十阮 
	廿一混 	廿二很 	廿三旱 	廿四缓 
	廿五潸 	廿六产 	廿七铣 	廿八狝 
	廿九篠 	三十小 	卅一巧 	卅二晧 
	卅三哿 	卅四果 	卅五马 	卅六养 
	卅七荡 	卅八梗 	卅九耿 	四十静 
	四十一迥 	四十二拯 	四十三等 	四十四有 
	四十五厚 	四十六黝 	四十七寑 	四十八感 
	四十九敢 	五十琰 	五十一忝 	五十二俨 
	五十三豏 	五十四槛 	五十五范 	


去声60韵
	一送 	二宋 	三用 	四绛 
	五寘 	六至 	七志 	八未 
	九御 	十遇 	十一暮 	十二霁 
	十三祭 	十四泰 	十五卦 	十六怪 
	十七夬 	十八队 	十九代 	二十废 
	廿一震 	廿二稕 	廿三问 	廿四焮 
	廿五愿 	廿六慁 	廿七恨 	廿八翰 
	廿九换 	三十谏 	卅一裥 	卅二霰 
	卅三缐 	卅四啸 	卅五笑 	卅六效 
	卅七号 	卅八箇 	卅九过 	四十祃 
	四十一漾 	四十二宕 	四十三映 	四十四诤 
	四十五劲 	四十六径 	四十七证 	四十八嶝 
	四十九宥 	五十候 	五十一幼 	五十二沁 
	五十三勘 	五十四阚 	五十五艳 	五十六

	五十七酽 	五十八陷 	五十九鉴 	六十梵 

入声34韵
	一屋 	二沃 	三烛 	四觉 
	五质 	六术 	七栉 	八物 
	九迄 	十月 	十一没 	十二曷 
	十三末 	十四黠 	十五
	十六屑 
	十七薛 	十八药 	十九铎 	二十陌 
	廿一麦 	廿二昔 	廿三锡 	廿四职 
	廿五德 	廿六缉 	廿七合 	廿八盍 
	廿九叶 	三十帖 	卅一洽 	卅二狎 
	卅三业 	卅四乏 	
	


注意：在唐宋的韵书中，声调是韵的组成部分，不同声调就算不同韵（后来正统的韵书仍然依照这个原则），所以总共有206个韵。如果不计声调的不同，而以四声相配，那就只有61类，如下【3】：
1．东董送屋
2．冬（湩）宋沃【4】
3．钟肿用烛
4．江讲绛觉
5．支纸寘
6．脂旨至
7．之止志
8．微尾未
9．鱼语御
10．虞麌遇
11．模姥暮
12．齐荠霁
13．祭【5】
14．泰
15．佳蟹卦
16．皆骇怪
17．夬
18．灰贿队
19．咍海代
20．废
21．真轸震质
22．谆准稕术
23．臻（）（龀）栉【6】
24．文吻问物
25．欣隐焮迄
26．元阮愿月
27．魂混慁没
28．痕很恨（纥）【7】
29．寒旱翰曷
30．桓缓换末
31．删潸谏【8】
32．山产裥黠
33．先铣霰屑
34．仙狝缐薛
35．萧篠啸
36．宵小笑
37．肴巧效
38．豪晧号
39．歌哿箇
40．戈果过
41．麻马祃
42．阳养漾药
43．唐荡宕铎
44．庚梗映陌
45．耕耿诤麦
46．清静劲昔
47．青迥径锡
48．蒸拯证职
49．登等嶝德
50．尤有宥
51．侯厚候
52．幽黝幼
53．侵寑沁缉
54．覃感勘合
55．谈敢阚盍
56．盐琰艳叶
57．添忝帖
58．咸豏陷洽
59．衔槛鉴狎
60．严俨酽业【9】
61．凡范梵乏
这61类是否合于当时某一地域（例如长安）的实际语音情况呢？我们认为是不合的。陆法言在《切韵》序里说得很清楚：“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萧颜多所决定。”【10】假如只是记录一个地域的具体语音系统，就用不着“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也用不着由某人“多所决定”了。章炳麟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11】他的话是对的。
实际上，照顾了古音系统，也就是照顾了各地的方音系统，因为各地的方音也是从古音发展来的。陆法言的古音知识是从古代反切得来的，他拿古代反切来跟当代方音相印证，合的认为“是”，不合的认为“非”，合的认为“通”，不合的认为“塞”。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古音系统。例如支脂之三韵在当代许多方言里都没有分别，但是古代的反切证明这三个韵在古代是有分别的，陆法言就不肯把它们合并起来。其中有没有主观臆测的地方呢？肯定是有的【12】；但是，至少可以说，《切韵》保存了古音的痕迹，这就有利于我们研究上古的语音系统。
我们不能说现代所有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是从《切韵》系统发展来的；有些方言远在六朝以前就跟标准语分开了。但是，即使这样，方言与《切韵》系统仍旧存在着对应规律。根据《切韵》系统来调查方言仍旧是可行的。
现在谈一谈《切韵》系统的实际读音的问题。上面说过，《切韵》照顾了古音系统，也照顾了方音系统，凡古音能分别而当代某些方言已经混同，某些方言还能分别的，则从其分不从其合，这样韵部的数目就多起来了。隋时大约是以洛阳语音作为标准音，诗人们写诗大约是按照这种实际语音来押韵，并不需要像《切韵》分得那么细。唐封演《闻见记》说：
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
现在《广韵》每卷目录于各韵下注明“独用”、“某同用”字样，就是许敬宗等的原注。其实“奏合而用之”也一定有具体语音系统作为标准，并不是看见韵窄就把它合并到别的韵去，看见韵宽就不合并了。例如肴韵够窄了，也不合并于萧宵或豪;欣韵够窄了，也不合并于文或真；脂韵够宽了，反而跟支之合并。这种情况，除了根据实际语音系统以外，得不到其他的解释。
这样，我们对于7世纪（隋代及唐初）的汉语标准音，就可以肯定它的语音系统；再根据各方面的证明（如日本、朝鲜、越南的借词，梵语、蒙语的对译，现代汉语方言的对应，等等），就可以构拟出实际的音位来，如下表：
（一）无尾韵母
韵（歌戈同用）：何　禾u　靴i
a韵（麻独用）：加a　遮ia　瓜ua
io韵（鱼独用）：鱼io
u韵（虞模同用）：胡u　俱iu
i韵（支脂之同用）：移夷饴i　为追ui
（二）i尾韵母
ɔi韵（灰咍同用）：来ɔi　回uɔi
i韵（泰独用）：盖i　外ui
ai韵（佳皆夬同用）：佳皆犗ai　娲怀夬uai
iɛi韵（祭独用）：例iɛi　芮uɛi
iɐi韵（废独用）：刈iɐi　废uɐi【13】
iei韵（齐独用）：奚iei　携iuei
iəi韵（微独用）：希iəi　非iuəi
（三）u尾韵母
u韵（豪独用）：刀u
au韵（肴独用）：交au
iɛu韵（萧宵同用）：聊遥iɛu
əu韵（尤侯幽同用）：侯əu　鸠幽iəu
（四）ŋ尾韵母
uŋ韵（东独用）：红uŋ　弓iuŋ
oŋ韵（冬钟同用）：冬oŋ　钟iuoŋ
ɔŋ韵（江独用）：江ɔŋ
aŋ韵（阳唐同用）：郎aŋ　光uaŋ　良iaŋ　方iuaŋ
ɐŋ韵（庚耕清同用）：庚耕ɐŋ　横萌uɐŋ　京盈iɐŋ　兵营iuɐŋ
ieŋ韵（青独用）：经ieŋ　扃iueŋ
əŋ韵（蒸登同用）：登əŋ　肱uəŋ　陵iəŋ
（五）n尾韵母
n韵（寒桓同用）：干n　官un
an韵（删山同用）：奸闲an　还顽uan
ɐn韵（元魂痕同用）：痕ɐn　昆uɐn　言iɐn　袁iuɐn
iɛn韵（先仙同用）：前连iɛn　玄缘iuɛn
in韵（真谆臻同用）：邻臻in　伦斌iun
ien韵（欣独用）：斤ien
iuən韵（文独用）：云iuən
（六）m尾韵母
m韵（覃谈同用）：含甘m
am韵（咸衔同用）：咸衔am
iɐm韵（严凡同用）：严iɐm　凡iwɐm
iɛm韵（盐添同用）：廉兼iɛm
im韵（侵独用）：林im
（七）k尾韵母（ŋ尾的入声）
uk韵（屋独用）：木uk　六iuk
ok韵（沃烛同用）：沃ok　玉iuok
ɔk韵（觉独用）：角ɔk
ak韵（药铎同用）：各ak　郭uak　略iak　缚iuak
ɐk韵（陌麦昔同用）：格革ɐk　伯获uɐk　戟益iɐk　役iuɐk
iek韵（锡独用）：历iek　阒iuek
ək韵（职德同用）：则ək　或uək　力iək　域iuək
（八）t尾韵母（n尾的入声）
t韵（曷末同用）：割t　括ut
at韵（黠同用）：八at　滑刮uat
ɐt韵（月没同用）：ɐt　没uɐt　竭iɐt　月iuɐt
iɛt韵（屑薛同用）：结列iɛt　决劣iuɛt
it韵（质术栉同用）：质栉it　律率iut
iet韵（迄独用）：迄iet
iuət韵（物独用）：勿iuət
（九）p尾韵母（m尾的入声）
p韵（合盍同用）：合盍p
ap韵（洽狎同用）：洽甲ap
iɐp韵（业乏同用）：业iɐp　法iuɐp
iɛp韵（叶帖同用）：涉协iɛp
ip韵（缉独用）：入ip
在《广韵》里，入声和鼻音收尾的韵母相配，形成很整齐的局面。k和ŋ同是舌根音；t和n同是齿音；p和m同是唇音。相配的韵，连其中所包含韵母也是相同的，例如有uŋ，iuŋ，就有uk，iuk，有ɐŋ，uɐŋ，iɐŋ，iuɐŋ，就有ɐk，uɐk，iɐk，iuɐk。个别地方不能相配，例如入声有iuək而平上去声没有iuəŋ，那是所谓有音无字，iuəŋ在语音系统中还是存在的。
到了宋初（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语音又有了发展，韵书不能不稍为修改，以符合实际的语音系统。当然，这种修改也只是为了科举的需要，把韵部合并一下。宋景祐四年（1037），诏令丁度等刊定窄韵十三，许附近通用，改名为《礼部韵略》。据戴震的考证【14】，合并了的窄韵十三处是：
1．文欣同用
2．吻隐同用
2．问焮同用
4．物迄同用
5．代队废同用
6．盐添严同用
7．琰忝俨同用
8．艳酽同用
9．叶帖业同用
10．咸衔凡同用
11．豏槛范同用
12．陷鉴梵同用
13．洽狎乏同用
在杜甫的诗里，欣与真谆押韵【15】，废与霁祭押韵【16】，可见在8世纪时，欣与真相近，废与霁祭相近，现在欣不并入真谆而并入文，废不并入霁祭而并入代队，显然是因为时代变了，语音系统也变了。盐添咸衔严凡六韵，在《广韵》分为三类：盐添同用，咸衔同用，严凡同用，可见当时严与凡的韵母相近，现在严并入盐添，凡并入咸衔，也显示出语音系统的改变【17】。
《集韵》书成于宋宝元二年（1039），是宋祁、郑戬、贾昌朝、王洙奉诏刊修《广韵》而成的。本来，刊定窄韵十三是贾昌朝所奏请的【18】，所以《集韵》目录就依照新的归并，注明文与欣通，吻与隐通，问与焮通【19】，勿（即物）与迄通，队与代废通，盐与沾（即添）严通，琰与忝俨通，艳与栝（即）验（即酽）通，叶与帖业通，咸与衔凡通，豏与槛范通，陷与（即鉴）梵通，洽与狎乏通。
既然有了独用、同用的规定，自然会有人索性把同用的韵合并起来。依照《集韵》的通用例，206韵可以并成108个韵。宋淳祐十二年（1252）江北平水刘渊编成了一部《壬子新刊礼部韵略》【20】，书中共分107韵，比《集韵》所规定通用的只少了一个韵【21】。那就是把去声的证嶝两韵并到径韵去了。在稍前有王文郁的《新刊韵略》（1227）和张天锡草书的《韵会》（1229），共106韵，那是除了把去声证嶝两韵并入径韵以外，连上声拯等也归并到迥韵去了【22】。现在一般所谓“诗韵”，又叫“平水韵”，指的就是这106韵。下面我们照录106韵的韵目，括号内的字表示被归并了的韵部：
上平声15韵
	一东 	二冬（钟） 	三江 
	四支（脂之） 	五微 	六鱼 
	七虞（模） 	八齐 	九佳（皆） 
	十灰（咍） 	十一真（谆臻） 	十二文（欣） 
	十三元（魂痕） 	十四寒（桓） 	十五删（山） 

下平声15韵
	一先（仙） 	二萧（宵） 	三肴 
	四豪 	五歌（戈） 	六麻 
	七阳（唐） 	八庚（耕清） 	九青 
	十蒸（登） 	十一尤（侯幽） 	十二侵 
	十三覃（谈） 	十四盐（添严） 	十五咸（衔凡） 

上声29韵
	一董 	二肿 	三讲 
	四纸（旨止） 	五尾 	六语 
	七麌（姥） 	八荠 	九蟹（骇） 
	十贿（海） 	十一轸（准） 	十二吻（隐） 
	十三阮（混很） 	十四旱（缓） 	十五澘（产） 
	十六铣（狝） 	十七篠（小） 	十八巧 
	十九晧 	二十哿（果） 	廿一马 
	廿二养（荡） 	廿三梗（耿静） 	廿四迥（拯等） 
	廿五有（厚黝） 	廿六寑 	廿七感（敢） 
	廿八琰【23】（忝俨） 	廿九豏（槛范） 	


去声30韵
	一送 	二宋（用） 	三绛 
	四寘（至志） 	五未 	六御 
	七遇（暮） 	八霁（祭） 	九泰 
	十卦（怪夬） 	十一队（代废） 	十二震（稕） 
	十三问（焮） 	十四愿（慁恨） 	十五翰（换） 
	十六谏（裥） 	十七霰（缐） 	十八啸（笑） 
	十九效 	二十号 	廿一箇（过） 
	廿二祃 	廿三漾（宕） 	廿四敬【24】（诤劲） 
	廿五径（证嶝） 	廿六宥（候幼） 	廿七沁 
	廿八勘（阚） 	廿九艳（酽） 	三十陷（鉴梵） 

入声17韵
	一屋 	二沃（烛） 	三觉 
	四质（术栉） 	五物（迄） 	六月（没） 
	七曷（末） 	八黠（） 	九屑（薛） 
	十药（铎） 	十一陌（麦昔） 	十二锡 
	十三职（德） 	十四缉 	十五合（盍） 
	十六叶（帖业【25】） 	十七洽（狎乏） 	


拯等两韵并入迥韵，证嶝并入径韵，虽然是自乱其例（相应的平入两声并未并韵），但也反映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当时蒸登两韵（及其上去入声）实际上已经跟庚耕清青四韵相混了。在唐代，这两种韵是截然分开的，在诗人所写的古风中，青韵可以跟庚耕清押韵【26】，但是绝不跟蒸登押韵。现在蒸登的上去声并入青韵的上去声，显然是因为实际读音已经混而为一。至于相应的平入韵还不合并，那是由于字数较多的缘故。
《中原音韵》
韵书到了元代，又有了一种“曲韵”。曲韵的韵书是为了北曲的需要。曲是与口语关系最密切的，必须完全依照当时口语的语音系统。元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著《中原音韵》，这是韵书的重大改革。《中原音韵》与“平水韵”的分别主要有三点：第一，“平水韵”只是把《广韵》的韵部合并了一下，而《中原音韵》则是进一步把“平水韵”的韵按照大都（即今北京）的实际语音系统重新分合，有些新的韵部（如车遮）独立出来了，有些旧的韵部（如鱼虞）合并起来了。第二，诗韵是四声分立的，声调不同就算不同韵部；曲韵是四声通押的，声韵不同的字，只要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韵尾）相同，就算韵部相同。第三，14世纪的大都音平声已分阴阳，入声已经消失，古入声字都归入阳平、上声和去声【27】。原来入声韵配鼻音收尾的韵，《中原音韵》改为配元音收尾的韵了。
《中原音韵》共分十九个韵部，如下：
	韵部 	例字 
	一东钟 	风通同戎兄宏孔梦 
	二江阳 	姜章双降养望 
	三支思 	枝施儿史事志瑟 
	四齐微 	机归妻吹移实及昔人 
	五鱼模 	居书无徐虎树叔出物 
	六皆来 	阶斋怀来白麦客策色 
	七真文 	分春新恩存隐损恨信 
	八寒山 	丹帆还难罕眼旦盼看 
	九桓欢 	官观欢端酸宽鸾满半 
	十先天 	坚边专连前然卷软院 
	十一萧豪 	消交腰毛小角薄弱略 
	十二歌戈 	科波和果我合夺莫落 
	十三家麻 	佳沙花马把驾鸭杀达 
	十四车遮 	车斜遮写夜蝶洁说月 
	十五庚青 	荆生升平景永命净杏 
	十六尤侯 	休鸥楼求有轴熟肉六 
	十七侵寻 	金侵深音林吟沉枕甚 
	十八监咸 	堪三探南衔含减斩暗 
	十九廉纤 	兼尖帘炎掩染 

这十九个韵部跟“平水韵”出入很大。并非因为在短短七十年间就有这样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平水韵”是守旧，《中原音韵》是革新。“平水韵”是为了写诗，限于功令，不能不保守；《中原音韵》是为了作曲，可以不受“官韵”的约束。现在将《中原音韵》与“平水韵”作一个大略的比较，如下：
一东钟　平水韵东冬【28】。有个别庚蒸合口字。
二江阳　平水韵江阳。
三支思　平水韵支韵以［ts］，［ts‘］，［s］开头的字，以及一部分［tʃ］，［tʃ‘］，［ʃ］，［ɽ］开头的字。
四齐微　平水韵支【29】微齐，又灰韵合口呼（回类）。入声职缉，又质物两韵齐齿呼（质类迄类）。
五鱼模　平水韵鱼虞，入声质物两韵的撮口呼（律类，勿类）【30】，月韵的合口呼（没类）。
六皆来　平水韵佳【31】泰，又灰韵的开口呼（来类）。入声陌职的一部分开口呼。
七真文　平水韵真文，又元韵的开口呼和合口呼（痕类和昆类）。
八寒山　平水韵删，又寒韵的开口呼（干类）。
九桓欢　平水韵寒韵的合口呼（官类）。
十先天　平水韵先，又元韵的齐齿呼和撮口呼（言类和袁类）。
十一萧豪　平水韵萧肴豪，入声觉药。
十二歌戈　平水韵歌，入声曷合两韵唇齿音以外的字，又觉药韵的一部分字【32】。
十三家麻　平水韵麻韵的开口呼和合口呼（加类和瓜类），入声黠洽，又曷合两韵唇齿音字。
十四车遮　平水韵麻韵的齐齿呼（遮类），入声屑叶，又月韵的齐齿呼和撮口呼（竭类和月类）。
十五庚青　平水韵庚青【33】。
十六尤侯　平水韵尤，又入声屋韵的一小部分字【34】。
十七侵寻　平水韵侵【35】。
十八监咸　平水韵覃咸【36】。
十九廉纤　平水韵盐。
我们再拿《中原音韵》的十九个韵部来跟现代北方曲艺的十三辙相比较，则见二者非常近似，这是一脉相承的。下面是《中原音韵》和十三辙的比较表：


原中音韵时代的［ʅ］，可能还不是卷舌的，而是与［ʅ］部位相当的元音。
“皆”、“谐”等字在十三辙中入乜斜辙；“客”、“策”等字入梭波辙。
“遮”、“车”、“赊”、“者”、“舍”等字。
侵寻、监咸、廉纤这三个韵部叫做“闭口韵”，因为它们收音于m，m是唇音，所以令人感觉得是闭口。闭口韵在北音中大约在16世纪以前就消失了。除了闭口韵以外，《中原音韵》和十三辙的分别是很小的。
关于曲韵，还有两部比较常见的韵书:一部是《词林要韵》，另一部是《中州音韵》【37】，现在附带谈一谈。
菉斐轩《词林要韵》，不著作者姓名，相传为宋代的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显然是为北曲而作的曲韵【38】；有人以为是明成化间（1465—1487）陈铎所作。这部书的出世应当是在《中原音韵》之后，书中把曲韵分为十九部，入声合并到平上去三声中，几乎完全与《中原音韵》相符合，只是韵部的名称稍有不同。兹列举如下：
	一东红 	二邦阳 	三支时 
	四齐微 	五车夫 	六皆来 
	七真文 	八寒闲 	九鸾端 
	十先元 	十一萧韶 	十二和何 
	十三嘉华 	十四车邪 	十五清明 
	十六幽游 	十七金音 	十八南三 
	十九占炎 	
	


《中州音韵》也不著作者姓名，看来也是根据《中原音韵》而作的，连十九韵部也跟《中原音韵》相同，只是侵寻改为寻侵。这部书于每一音的下面都附有反切或直音，这种根据近代北音所作的音切是很值得重视的。例如：
侄，广韵直一切，中州征移切。
七，《广韵》亲吉切，《中州》仓冼切。
则，《广韵》子德切，《中州》滋美切。
国，《广韵》古或切，《中州》音鬼【39】。
粟，《广韵》相玉切，《中州》音须上声。
卒，《广韵》子聿切，《中州》音祖。
百，《广韵》博陌切，《中州》音摆。
客，《广韵》苦格切，《中州》音楷上声。
色，《广韵》所力切，《中州》音筛上声。
策，《广韵》楚革切，《中州》音钗上声。
学，《广韵》胡角切，《中州》奚交切。
薄，《广韵》傍各切，《中州》巴毛切。
合，《广韵》侯切，《中州》音何。
八，《广韵》博拔切，《中州》音巴上声。
轴，《广韵》直六切，《中州》直由切。
熟，《广韵》殊六切，《中州》商由切。
粥，《广韵》之六切，《中州》音周。
六，《广韵》力竹切，《中州》音溜。
肉，《广韵》如六切，《中州》音柔去声。
这种音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元代的语音系统【40】。
韵书中都有反切，反切上字使我们知道声母系统，下字使我们知道韵母系统。关于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声母系统，我们将在下文第五章里讨论字母时一并讨论；关于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我们将在下文第六章里讨论等韵时一并讨论。
注　释
【1】平声字多，分为两卷。上平声、下平声只是平声上、平声下的意思，不可误会为阴平、阳平的分别。
【2】本是殷韵。宋人避讳，改殷为欣。
【3】四声相配，除痕韵入声和黠二韵外，依照戴震的《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
【4】冬韵上声只有“湩”、“”二音，并入肿韵。
【5】祭泰夬废四韵只有去声，没有平上入声跟它们相配。
【6】臻韵上声只有“”“龀”二音，并入隐韵。臻韵去声只有“龀”一音。《广韵》去声焮韵内未收“龀”字，只在上声隐韵“龀”字下注云：“又初靳切。”
【7】痕韵入声只有“”一音，包括“”、“”、“龁”、“纥”、“淈”五字。今依郑樵《七音略》补入。
【8】在《广韵》里，黠配删，配山。后人从语音系统上推知其为误配，应改为配删，黠配山。
【9】今本《广韵》下平声最后四个韵的次序是咸衔严凡，上声最后四个韵的次序是俨豏槛范，去声最后四个韵的次序是酽陷鉴梵，入声最后四个韵的次序是洽狎业乏，上去与平入不相配。今依戴震《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订正。
【10】萧，指萧该；颜，指颜之推。当时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参加《切韵》的“撰集”。
【11】见《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上》，18页。
【12】例如《广韵》“恭”字下注云：“陆以‘恭’、‘蜙’、‘纵’等字入冬韵，非也。”
【13】ɐ是比ə部位较低的混元音，其音色近似a。
【14】戴震《声韵考》卷二。
【15】例如《杜甫暇日小园散病》叶“真”、“瞋”、“神”、“欣”、“匀”、“邻”、“陈”、“春”、“芹”、“筋”、“勤”、“频”、“旻”、“辛”，其中“欣”、“芹”、“筋”、“勤”，都是欣韵字。
【16】例如杜甫《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叶“替”、“继”、“柢”、“制”、“锐”、“际”、“裔”、“例”、“惠”、“卫”、“计”、“泥”、“世”、“几”、“岁”、“济”、“秽”……等，其中“秽”是废韵字。
【17】凡韵去声（梵韵）有“剑”、“欠”二音，大约实际读音已经混入严韵去声（酽韵）去了，所以它们也就跟着酽韵并到艳韵里去。《集韵》已经正式把它们收入验韵（即酽韵），后来《佩文诗韵》又徘徊于古今之间，既把它们归入艳韵，又把它们归入陷韵。
【18】参看戴震《声韵考》卷二。
【19】甚至把吻问两韵的一部分字混入隐焮两韵中去了。
【20】邵长衡《韵略叙例》说：“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五卷，宋淳祐间，江北平水刘渊增修。”按壬子年是淳祐十二年，既说是“壬子新刊”，大约就是壬子年刊行的。
【21】元黄公绍的《韵会》，共分107韵，与刘渊相合。
【22】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26—27页。在王氏以前，一向以为并拯等于迥的是阴时夫的《韵府群玉》。
【23】后来因避清仁宗讳，改为廿八俭。
【24】这个韵在《切韵》里本来就叫敬韵，《广韵》因避宋讳改为映韵，在《佩文诗韵》中又恢复为敬韵。
【25】《佩文诗韵》以业韵字归入洽韵是错误的，当依邵长蘅《古今韵略》更正。
【26】例如杜甫《扬旗》叶“清”、“声”、“庭”、“旌”、“星”、“倾”、“平”、“轻”、“青”、“城”、“宁”、“荆”。其中“平”、“荆”属庚韵，“清”、“声”、“旌”、“倾”、“轻”、“城”属清韵，“庭”、“星”、“青”、“宁”属青韵。
【27】古入声消失后，具体的入声字所归的调类，《中原音韵》与现代普通话出入颇大。在普通话里，入声归上声的最少；在《中原音韵》里，情况正相反，入声归上声的最多。例如“忽”、“曲”、“哭”、“出”，今普通话读阴平，“福”、“菊”、“竹”、“烛”、“足”、“卒”，今普通话读阳平，“不”、“粟”、“宿”、“触”、“束”，今普通话读去声，这些字在《中原音韵》里都读上声。
【28】举平声包括上去声。下同。
【29】已入支思韵者除外。
【30】这里所谓开口、合口、齐齿、撮口，是依照传统音韵学（音韵阐微）。参看下文第六章。
【31】但“佳”字本身和一部分合口字入家麻韵。
【32】这一部分字是“铎”、“薄”、“学”、“著”、“凿”、“杓”、“岳”、“药”、“约”、“诺”、“莫”、“落”、“萼”、“弱”、“略”、“虐”等，萧豪歌戈两部都收。
【33】但有一部分合口字兼入东钟。
【34】这些字是“轴”、“逐”、“熟”、“竹”、“烛”、“粥”、“宿”、“肉”、“褥”、“六”。其中“轴”、“逐”、“熟”、“竹”、“烛”、“粥”、“宿”、“褥”都兼入鱼模。
【35】但“品”字归真文，“禀”字归庚青。
【36】但“凡”、“帆”、“范”、“範”、“犯”、“泛”归寒山。
【37】《中州音韵》不同于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因二书差别不大，而前者较为常见，所以只谈前者。
【38】“曲”又叫做“词”；《词林要韵》这个书名仍应了解为曲韵。
【39】原注“叶鬼”，今为便于了解，改“叶”为“音”。下同。
【40】钱玄同认为《中州音韵》的反切是后人所加的，那么，只能凭这种反切去了解明清的语音系统。



第五章　字母
中国自从有了反切，人们就可以从反切上字归纳出一个声母系统，从反切下字归纳出一个韵母系统。韵母系统因为跟诗赋有关，所以很早就有人编出韵书来，每一个韵部给它一个代表字，如东冬钟江等，称为“韵目”。至于声母的归纳成为系统，就比较晚一些。相传唐末沙门（和尚）守温创造了三十六字母，宋郑樵《通志·七音略》也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由此看来，在汉语音韵学上，三十六字母的重要性，不亚于《广韵》的206个韵部。
三十六字母代表36个声母。现在把字母开列并举例字如下【1】：
1．见母　例字：公江居该坚骄经兼
2．溪母【2】　例字：空欺区苦块看敲康
3．群母　例字：穷共奇渠权狂琼求
4．疑母　例字：宜危鱼吾银我颜傲
5．端母　例字：东端督颠当到斗胆
6．透母　例字：通土退泰叹探添汤
7．定母　例字：亭谈但杜道毒特蝶
8．泥母　例字：南难奴恼宁年乃农
9．知母　例字：中追征猪镇张著竹
10．彻母　例字：忡痴宠畜抽敕谄插
11．澄母　例字：沉郑传纯陈柱除治
12．娘母　例字：浓尼女匿狃粘孥娘
13．帮母　例字：布卜拜波奔包秉边
14．滂母　例字：普沛派配匹攀片判
15．並母　例字：旁薄蒲袍贫仆别白
16．明母　例字：门芒母貌梦莫马蛮
17．非母　例字：风非甫废分弗方富
18．敷母　例字：丰霏抚肺芬拂芳副
19．奉母　例字：冯肥父吠愤佛房妇
20．微母　例字：微无文问物亡网尾
21．精母　例字：总子进醉足箭曾奏
22．清母　例字：村餐侵亲秋仓千聪
23．从母　例字：残存惭钱字贼就籍
24．心母　例字：扫岁算送思昔速苏
25．邪母　例字：松随遂词徐祥夕旋
26．照母　例字：终庄诸制震哲战照
27．穿母　例字：充出初叱川叉创抄
28．床母　例字：崇实术舌巢蛇状食
29．审母　例字：束诗书输失舜说少
30．禅母　例字：成臣熟是树受甚涉
31．晓母　例字：呼希馨休烘胸虚海
32．匣母　例字：效贤桓学含行横还
33．影母　例字：烟安忧衣一抑恶郁
34．喻母　例字：融逸越为余用阳友
35．来母　例字：里隆卢鸾灵刘连列
36．日母　例字：而柔饶闰儒戎肉入
现在我们将这36个声母按旧时的分类开列，并加上拟测的读音，如下表（见72页）：
现在按照下面的表，逐项加以讨论。
（1）发音部位　这表里所列的发音部位都是旧名。有人把声母分为五音，即唇、舌、牙、齿、喉；又有人加上半舌、半齿，称为七音【3】（这是《七音略》命名的由来）。本来，五音宫商角徵羽指的是音阶的高下，但是讲字母的人把宫商角徵羽附会到发音部位上，以唇为羽，舌为徵，牙为角，齿为商，喉为宫【4】。虽然“徵”字属舌音（知母），“角”字属牙音（见母），“商”字属齿音（审母），“羽”字撮口圆唇，“宫”字读音与晓匣两母颇近，但是这种附会毕竟是牵强的，没有意义的。

全清，有人只叫清；全浊，有人只叫浊。这个关系不大。次浊，有人叫清浊，有人叫不清不浊，这就显得与次清不是相配的。参看下文。
牙音，就是舌根音。牙指牡牙，即大牙。舌根音发音时，舌根跟后腭接触，而牡牙与后腭的部位正相近。舌根音［k］，［k‘］，［ɡ］的细音，在现代普通话里变了舌面音［t‘］，［t‘］（如“见”［tiɛn］，“欺”［t‘i］，“群”［t‘yn］），只有洪音仍保存舌根音（如“公”［kuŋ］，看［k‘an］）。但是在许多方言里，［k］，［k‘］，［ɡ］的细音仍然保存舌根音（如广州“见”［kin］，“溪”［k‘ɐi］，群［k‘uɐn］）。疑母字，在现代普通话里多数变了零声母（“傲”［au］，“岸”［an］，“疑”［i］，“元”［yan］），但是在许多方言里，疑母的洪音仍然保存了［ŋ］的读音（如上海“傲”［ŋɔ］，广州“岸”［ŋon］）。
舌头音，就是齿音的塞音及其同部位的鼻音。本来，齿音就是舌的尖端跟齿（门牙）接触发出来的音，“舌头”就是“舌尖”的意思。西洋也有称［t］，［d］，［n］等音为“舌音”的。
舌上音，这是比较难于肯定的音。这一类音来自齿音的塞音，而又向舌面音的塞擦音发展，因此，把知彻澄三母拟测为舌面塞音［］，［‘］，［‘］（即与［t］，［t‘］，［］同部位的塞音）是比较近于情理的。至于娘母，虽然拟测为［］，使它与［］，［‘］，［‘］相配，恐怕实际上只是个［n］，与泥母没有分别。字母家要求整齐，就造出一个娘母来配知彻澄（参看下文）。
重唇音，就是双唇音。
轻唇音，就是唇齿音。轻唇音来自重唇。非与敷的分别虽然拟测为不送气和送气的［f］，但是也许这种分别实际上并不存在，只因非母来自帮母，敷母来自滂母，帮滂本有分别，字母家从历史来源看也就把非敷区别开来了。微母的［］是唇齿音的［m］，发音时下唇与上齿接触，音色与［m］相近。微母来源于明母，在现代许多方言里，微母字都还读［m］音开头（如广州“微”［mei］，“文”［mɐn］）。普通话微母读零声母，实际上是以半元音［w］开头。［w］读圆唇，还保存着唇音的痕迹。
齿头音，就是齿音的塞擦音和擦音。齿头音与舌头音都用“头”字，显示着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不同。
正齿音，这也是比较难于肯定的音。现在拟测为［t］，［t‘］，［‘］，［］，［］。［t］，［t‘］，［］等于现代普通话的［t］，［t‘］，［］；［‘］是［t‘］的浊音，［］是［］的浊音。它们到后来在北方变为卷舌音，但是在《切韵》时代还没有卷舌，因为它们能跟［i］相结合（卷舌音与［i］结合是困难的）；直到《中原音韵》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卷舌，所以“战”等字仍读齐齿呼，“专”等字仍读撮口呼。这样看来，知系和照系正好配对，跟端系和精系正好配对一样。我们可以说：古人舌与齿的分别，不是按发音部位来分，而是按发音方法来分。不管舌尖与齿接触或舌面与龈腭间接触，只要是塞音，都叫做舌音（舌头，舌上）；只要是塞擦音或摩擦音，都叫做齿音（齿头，正齿）。
喉音，实际上还可以分为深喉、浅喉二种【5】。深喉指的是喉塞音［ʔ］和半元音［j］。喉塞音［ʔ］发音时，声带收紧，声门闭塞，然后突然放开。影母大约就是这个［ʔ］。至于喻母字，实际上都是以半元音［j］开头的，后来才变为以［j］，［w］，［ɥ］开头，以［j］开头的如“夷”［ji］，以［w］开头的如“为”［wəi］，以［ɥ］开头的如“余”［ɥy］。这些字的标音都可以简化，作为元音开头，如［i］，［uəi］，［y］。浅喉指的是舌根摩擦音［x］，［Ɣ］。［x］是晓母，［Ɣ］是匣母。古人对摩擦音与闭塞音总不认为同类，正如他们把t类与s类分开、类与类分开一样，他们把k类与x类分开也不足为怪。
半舌音就是边音。边音不是完全闭塞，也不属于擦音，所以叫做半舌音。
半齿音是最难肯定的音。现在暂拟为［ɽ］【6】。现代普通话日母也读［ɽ］，可能有些细微的分别，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ɽ］是闪音，与边音性质相近，边音既叫半舌，所以闪音就叫半齿。
（2）清浊　在汉语音韵学上，清浊的分别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知道，语音学上有所谓带音的辅音和不带音的辅音。前者发音时，声带颤动；后者发音时，声带不颤动。中国传统音韵学所谓清音，实际上就是不带音的辅音，所谓浊音，实际上就是带音的辅音。现在清音、浊音这两个术语已被采用为语音学的术语。
牙、舌、唇、齿、喉，都有清有浊。溪是群的清，群是溪的浊；透是定的清，定是透的浊；彻是澄的清，澄是彻的浊；滂是並的清，並是滂的浊；敷是奉的清，奉是敷的浊；清是从的清，从是清的浊；心是邪的清，邪是心的浊；穿是床的清，床是穿的浊；审是禅的清，禅是审的浊；晓是匣的清，匣是晓的浊【7】。
浊音系统完整地保存在现代吴方言里，例如上海话“建”“健”不同音（见群），“旦”“但”不同音（端定），“镇”“阵”不同音（知澄），“报”“暴”不同音（帮並），“废”“吠”不同音（非奉），“箭”“贱”不同音（精从），“絮”“叙”不同音（心邪），“壮”“状”不同音（照床），“圣”“盛”不同音（审禅），“汉”“翰”不同音（晓匣）。现代普通话没有全浊音，只有次浊音，而次浊又不是跟次清相对的（见下文），所以清浊的分别并不显著。北方人学音韵学，在清浊的问题上，是应该特别留心的。
次清原指送气的一类清声母。溪、透、彻、滂、敷、清、穿都是送气的，被归入次清是当然的。晓被认为影的送气，因为晓是喉擦音［x］，跟送气音很相近似（［p‘］大致等于［p］+［h］，等等），所以归入次清也颇合理。
全清原指不送气的一类清声母。心、审两母无所谓送气不送气，归入全清固然可以，归入次清也未尝不可，所以江永《音学辨微》认为“又次清”。
全浊指一般的浊音。在现代普通话里，全浊平声变了次清（送气）；全浊仄声（上去入）变了全清（不送气）【8】。邪、禅两母归入全浊，现在多数字变了全清，少数字变了次清（如邪母的“词”“辞”，禅母的“成”“臣”）。
次浊指响音和半元音。响音指［ŋ］（疑）、［n］（泥）、（娘）、［m］（明）、［］（微）、［ɽ］（日）、［l］（来），半元音指［j］（喻）。次浊并不是次清的对立面，所以《韵镜》叫做“清浊”，《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都叫做“不清不浊”。次浊在语言发展的道路上是和全浊分道扬镳的：北方话全浊上声字在宋代已经变了去声（如“但”、“叙”），而次浊上声则至今仍读上声（如“五”、“女”、“母”、“尾”、“耳”、“里”、“有”）；北方话全浊入声字多数变了阳平，而次浊入声字则全部变了去声。
由上所述，可见三十六字母的知识是很重要的：第一，可以由此追溯上古的声母系统；第二，可以由此研究现代方音；第三，可以说明语音发展的规律。
但是，三十六字母只适合于宋代的语音系统；它不适合于《切韵》系统，也不适合于《中原音韵》系统。因此，我们还要分别叙述《切韵》的声母系统和《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
《切韵》的声母系统
从《广韵》的反切上字归纳，可以得出《切韵》时代的声母36个。拿守温三十六字来比较，则是：
1．应并者四个：非并于帮，敷并于滂，奉并于並，微并于明【9】；
2．应分者四个：照穿床审各分为二；
3．应分而又并者一个：喻分为二，其中之一并入匣母。
现在分别加以讨论。
（一）钱大昕曾经证明古无轻唇音（参看下文第六章），其实直到《切韵》时代，重唇音尚未分化为轻唇【10】，所以重唇字与轻唇字可以互切。例如：
帮非：
卑，府移切（“卑”，帮，“府”，非）；
并，府盈切（“并”，帮，“府”，非）；
鄙，方美切（“鄙”，帮，“方”，非）；
彼，甫委切（“彼”，帮，“甫”，非）；
兵，甫明切（“兵”，帮，“甫”，非）。
滂敷：
披，敷羁切（“披”，滂，“敷”，敷）；
丕，敷悲切（“丕”，滂，“敷”，敷）；
，匹尤切【11】（“”，敷，“匹”，滂）；
，匹凡切【12】（“”，敷，“匹”，滂）。
並奉：
平，符兵切（“平”，並，“符”，奉）；
皮，符羁切（“皮”，並，“符”，奉）；
便，房连切（“便”，並，“房”，奉）；
毗，房脂切（“毗”，並，“房”，奉）；
弼，房密切（“弼”，並，“房”，奉）。
明微：
美，无鄙切（“美”，明，“无”，微）；
明，武兵切（“明”，明，“武”，微）；
弥，武移切（“弥”，明，“武”，微）；
眉，武悲切（“眉”，明，“武”，微）；
绵，武延切（“绵”，明，“武”，微）；
靡，文彼切（“靡”，明，“文”，微）。
（二）陈澧《切韵考》把正齿音分为两类，这是合乎《切韵》系统的真实情况的。等韵家把韵分为四等（见下文第六章），正齿音第一类只出现于二等上，我们可以叫做照二、穿二、床二、审二，也可以叫做庄母、初母、床母、山母；第二类只出现于三等上，我们可以叫做照三、穿三、床三、审三，也可以叫做照母、穿母、神母、审母。禅母只有三等，没有二等，所以没有分合的问题。
现在试举一些在现代普通话里同音而在《广韵》不同音的字为例，来证明在《切韵》系统中，照系二等和照系三等的分别是非常严格的。例如：
照母：
臻，侧诜切，二等；真，职邻切【13】，三等。
争，侧茎切，二等；征，诸盈切，三等。
爪，侧绞切，二等；沼，之少切，三等。
皱，侧救切，二等；呪，职救切，三等。
蘸，庄陷切，二等；占，章艳切，三等。
穿母：
楚，创举切，二等；杵，昌与切，三等。
刬，初限切，二等；阐，昌善切，三等。
床母：
士，里切，二等；舐，神纸切，三等。
事，吏切，二等；示，神至切，三等。
审母：
师，疏夷切，二等；诗，书之切，三等。
史，疏士切，二等；始，诗士切，三等。
疏，所葅切，二等；书，伤鱼切，三等。
山，所间切，二等；羶，式连切，三等。
生，所庚切，二等；声，书盈切，三等。
梢，所交切，二等；烧，式昭切，三等。
朔，所角切，二等；烁，书药切，三等。
瘦，所佑切，二等；兽，舒救切，三等。
照系二等和三等的分别，在现代汉语里留下许多痕迹。在普通话里，许多照系二等字读［ts］，［ts‘］，［s］开头，跟三等字的［t］，［t‘］，［］区别开来。例如：
阻［tsu］，照二等；煮［tu］，照三等。
邹［tsou］，照二等；周［tou］，照三等。
搜［sou］，审二等；收［ou］，审三等。
森［səu］，审二等；深［ən］，审三等。
辎［tsɿ］，照二等；之［tʅ］，照三等。
滓［tsɿ］，照二等；纸［tʅ］，照三等。
有时候，不是从声母上分别，而是韵母上产生了差异，这也是反映了原来的不同。例如：
庄［tuaŋ］，合口呼；章［taŋ］，开口呼。
疮［t‘uaŋ］，合口呼；昌［t‘aŋ］，开口呼。
霜［uaŋ］，合口呼；商［aŋ］，开口呼【14】。
有时候，声母韵母都不同了。例如：
所［suo］，暑［u］，本来同属审母语韵。
侧［ts‘ɣ］，职［tʅ］，本来同属照母职韵。
色［sɣ］，识［ʅ］，本来同属审母职韵。
不但在普通话里保存着照系二等与三等分别的痕迹，而且在各地方言里也留下许多痕迹。这里不详细讨论了。
（三）陈澧《切韵考》把喻母分为两类，这也是合乎《切韵》系统的真实情况的。喻母第一类只出现于三等上，我们可以叫做喻三，又可以叫做于母；第二类只出现于四等上，我们可以叫做喻四，又可以叫做余母。喻三和喻四的反切上字是各不相混的。例如：
矣，于纪切，喻三；以，羊已切，喻四。
于，羽俱切，喻三；逾，羊朱切，喻四。
雨，王矩切，喻三；庾，以主切，喻四。
尤，羽求切，喻三；游，以周切，喻四。
有，云久切，喻三；酉，与久切，喻四。
炎，于廉切，喻三；盐，余廉切，喻四。
据我们所知，喻三与喻四在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里都已经合流了。但是，在汉越语（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里，喻三与喻四的分别是很明显的。例如“矣”读［vi］，“以”读［zi］；“于”“雨”读［vu］，“逾”“庾”读［zu］【15】；“尤”“有”读［hu］【16】，“游”“酉”读［zu］【17】。可见喻三与喻四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但是，经罗常培的研究【18】，我们可以断定，喻三应该并入匣母。依传统的说法，匣母只有一、二、四等，没有三等，喻三正好填补这个空缺。《广韵》“雄”，羽弓切，人们感到难于索解，因为“雄”在《七音略》、《韵镜》等书中都属匣母，似乎不该以“羽”字作为反切上字（“羽”属喻三）；现在证明喻三归匣，这个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
综上所述，《切韵》的声母如下表：
牙音：
见［k］
溪［k‘］
群［ɡ‘］
疑［ŋ］
舌头音：
端［t］
透［t‘］
定［d‘］
泥［n］
舌上音：
知［］
彻［‘］
澄［‘］
娘［］
唇音：
帮（非）［p］
滂（敷）［p‘］
並（奉）［b‘］
明（微）［m］
齿头音：
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正齿音：
庄［tʃ］
初［tʃ‘］
床［ʤ‘］
山［ʃ］照［t］
穿［t‘］
神［d‘］
审［］
禅［］
喉音：
影［x］
晓［x］
匣（喻三）［Ɣ］
余（喻四）［j］
半舌音：
来［l］
半齿音：
日［ɽ］
《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
《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普通话的声母系统。明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以《早梅诗》二十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初）普通话的声母系统，而《中原音韵》的声母也正好是这二十个【19】。兰茂的《早梅诗》是：
东风破早梅　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　春从天上来
这二十个字母和守温三十六字母对照如下列的两个表：
《早梅诗》与守温字母对照表（一）


《早梅诗》与守温字母对照表（二）

现在再加以说明，如下：
（1）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变为清音以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这是一般的规律。只有床母的变化比较不规则【20】。
（2）浊擦音禅邪二母，平声一部分字读成塞擦送气。
（3）知照系字的情况相当复杂，有人主张分为［t］，［t‘］，［］与［t］，［t‘］，［］两类【21】，现在暂并为［tʃ］，［tʃ‘］，［ʃ］一类，等到将来再仔细研究。
（4）照系二等与三等，在《中原音韵》中似乎没有分别（有些字音不同只是由于韵母不同，如“梢”、“烧”）。有个别的照系二等字，已经像现代普通话那样，读成［ts］，［ts‘］，［s］，如“淄”（照二）与“资”（精）同音，邹（照二）与诹（精）同音等，表中不列出。也有个别字，现代普通话已读入［ts］，［ts‘］，［s］，而《中原音韵》未读入［ts］，［ts‘］，［s］的，如“所”（语韵审二）“数”（麌韵审二）同音（都读su），“侧”（照二）“摘”（知）同音，表中也不列出。
（5）疑母在《中原音韵》中可能还有［ŋ］音的痕迹，如“仰”（疑）不与“养”（喻）同音，“业”（疑）不与“叶”（喻）同音等。但是，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疑母字都混入影喻二母中去了。个别疑母字混入泥母，如“啮”（疑）与“捏”（泥）同音，但是有些疑母字还不像现代普通话那样读［n］，如“倪”（疑）“移”（喻）同音，“拟”（疑）“以”（喻）同音，“逆”（疑）“逸”（喻）同音，“牛”（疑）“尤”（喻）同音，可见这些今天读［n］的疑母字在当时都读入喻母。
（6）微母的存在，这是《中原音韵》的一大特点。“亡”（微）不同于“王”（喻），“网”（微）不同于“往”（喻），望（微）不同于“旺”（喻），“无”（微）不同于“吴”（疑），“武”（微）不同于“五”（疑），“务”（微）不同于“误”（疑）。唯一的例外是“微”“薇”（微）与“维”“惟”（喻）同音，那是因为“维”“惟”混到微母来了，跟今天的吴方言是一致的。微母独立的情况在北方话中维持了许久，直到兰茂的《早梅诗》中还有它【22】。
最后，我们谈谈《早梅诗》与现代普通话声母系统的比较。我们先看上文第二章所写的《太平歌》与《早梅诗》有什么不同：
报：冰
平：破
明：梅
方：风
东：东
太：天
难：暖
亮：来
歌：见开合
口：开开合
欢：向开合
久：见早齐撮
齐：开从齐撮
喜：向雪齐撮
众：枝
唱：春
笙：上
日：人
子：早开合
此：从开合
颂：雪开合
夜：一，无
由上表看来，只有“歌”“口”“欢”、“久”“齐”“喜”、“子”“此”“颂”“夜”十个声母的情况比较复杂。实际上只有两个问题，现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是新声母［t］，［t‘］，［］的出现。这一套新声母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见系的齐撮呼，从［k］，［k‘］，［x］分出；另一个是精系的齐撮呼，从［ts］，［ts‘］，［s］分出。
见系在《中原音韵》时代，不论开合齐撮，一律读作［k］，［k‘］，［x］，后来大约在16世纪已经有一些地区的人把见系齐齿呼和撮口呼的字读成了［t］，［t‘］，［］。例如：
基［ki］［ti］
居［ky］［ty］
见［kian］［tian］
卷［kyan］［tyan］
欺［k‘i］［t‘i］
区［k‘y］［t‘y］
谴［k‘ian］［t‘ian］
劝［k‘yan］［t‘yan］
希［xi］［i］
虚［xy］［y］
献［xian］［ian］
训［xyn］［yn］
但是，或者由于这种演变还不够普遍，或者由于“正音”的概念，直到兰茂的《早梅诗》还没有把［t］，［t‘］，［］独立起来。
精系齐齿呼和撮口呼的发展成为［t］，［t‘］，［］（与见系齐撮合流），更在见系齐撮的发展成为［t］，［t‘］，［］之后，直到清乾隆年间（18世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部《团音正考》（1743），才区别了“团音”和“尖音”。这部书的序里说：“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者属尖。”尖音的演变情况如下诸列：
赍［tsi］［ti］
疽［tsy］［ty］
箭［tsian］［tian］
俊［tsyn］［tyn］
妻［ts‘i］［t‘i］
趋［ts‘y］［t‘y］
千［ts‘ian］［t‘ian］
泉［ts‘yan］［t‘yan］
西［si］［i］
胥［sy］［y］
先［sian］［ian］
宣［syan］［yan］
直到今天，京剧演员在唱和白里还讲究尖团音的分别。
第二，是［v］母的消失。消失以后，变为以半元音w开头的字，跟喻疑二母合而为一【23】。例如：
微［vei］［wei］＝围［wei］
亡［vaŋ］［waŋ］＝王［waŋ］
无［vu］［wu］＝吴［ŋu］［wu］
此外，在《早梅诗》的时代，枝春上日四母可能还不是卷舌音（日母虽标为［ɽ］，也只表示跟［ʅ］部位相当的闪音），到了清初时代，大约就变为卷舌音了。
综上所述，隋代以后的声母系统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切韵》时代的三十六声母；（二）守温的三十六字母；（三）《早梅诗》的二十声母；（四）《太平歌》的二十二声母。
注　释
【1】这个次序是一般采用的次序，见于《四声等子》、《切韵指南》，以及后来江永的《四声切韵表》、陈澧的《切韵考外篇》。《切韵指掌图》除晓匣影喻改为影晓匣喻以外，次序也都相同。但是，在较早时代的顺序则是按照唇舌牙齿喉排列的，见于《韵镜》和《七音略》。
【2】“溪”字在三十六字母中应该读如“欺”［t‘i］，然后适宜于作代表字。
【3】《七音略》没有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等名称，但是分为羽、徵、角、商、宫、半徵、半商，道理是一样的。
【4】宫商角徵羽的附会，影响较大，所以在这里提一提。至于金木水火土、君臣民事物、东西南北中，等等，附会得更加不近情理，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5】深喉、浅喉这两个术语采自章炳麟的《文始》和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章氏以见溪群疑为深喉，晓匣影喻为浅喉；钱氏以影喻为深喉，见溪群疑晓匣为浅喉。今大致从钱氏说，但见溪群疑仍称牙音，不称浅喉。
【6】从前我采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的说法，把日母拟成［］；那种拟测主观的意味很重，所以放弃了。
【7】这是依照江永《音学辨微》的说法。劳乃宣在他所著的《等韵一得》里，则以见群相配，知澄相配，帮並相配，非奉相配，精从相配，照床相配。李荣先生在他所著的《切韵音系》里，也认为群、澄、並、从、床等母是不送气的。这个问题尚待更深入研究。
【8】入声字有少数例外。
【9】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敦煌写本，第一行是“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共列30个字母，即不芳並明、端透定泥、知彻澄日、见溪群疑来（见下有一“君”字，疑是误字）、精清从、审穿禅照、心邪晓、匣喻影。这正是归并的证明。“不芳並明”即“帮滂並明”，“芳”字读重唇。这个写本还缺了娘母和床母，大约是并娘于泥，并床于禅。
【10】钱大昕还证明古无舌上音，但《切韵》时代舌上音已经从舌头音分化出来了，与轻唇情况不同。
【11】，今读fū。
【12】，今读fn。
【13】今本《广韵》误作“侧邻切”。今依《切韵》残卷校正。
【14】原来这六个字都属齐齿呼。
【15】“于”与“雨”之间，“逾”与“庾”之间，还有声调的差别。下文“尤”与“有”之间，“猷”与“酉”之间亦同。
【16】［］是最高的中部元音。
【17】“游”与“逾”同音，“酉”与“庾”同音。
【18】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中的匣于两纽》。
【19】这是依照罗常培的说法。参看我所写的《汉语音韵学》。这个问题尚待更深入的研究。我在《汉语史稿》里，认为《中原音韵》共有24个声母，可参考。
【20】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例如“佩”字原属並母，但《中原音韵》读送气音，同“配”。现代普通话也是这样。也有《中原音韵》未变而现代普通话变了的，如“突”字属定母，当读不送气，《中原音韵》读如“毒”，正是不送气，现代普通话读如“秃”，就变为送气了。
【21】参看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见《燕京学报》第31期。
【22】明末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著的《西儒耳目资》也有独立的v母。
【23】如果不计较声调的差别，也可说跟影喻疑三母合而为一。



第六章　等韵
等韵，是古代的一种反切方法，主要表现为一种反切图，一般叫做“韵图”。在宋元两代，反切图是专为《切韵》、《广韵》或《集韵》的反切而作的【1】。上文第三章里说过，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反切的方法不是容易掌握的。等韵家想出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是好的方法【2】，那就是把三十六字母和二百零六韵配合成图，使每一个音节都有它的位置。只要先学会了图中所有音节的读法，再按反切上下字的位置去推求，就能得到正确的读音（方法见下文）。
现存的等韵书完全依照上述这个原则来做的只有两部：一部是郑樵的《七音略》（在《通志》内），另一部是无名氏的《韵镜》。其实这两部书只是一部书，原名叫做《七音韵鉴》。郑樵在《七音略》序文里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韵镜》序里援引了郑樵这一段话。镜就是鉴，《韵镜》就是《韵鉴》，除序文与韵图次序以及个别的字以外，《七音略》和《韵镜》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两部书都包括四十三个韵图。郑樵把这些韵图叫做“内外转图”。其中包括内转韵共十九个图，外转韵共二十四个图【3】，如下：
内转第一：东，董，送，屋；
内转第二：冬钟，肿，宋用，沃烛；
外转第三：江，讲，绛，觉；
内转第四：支，纸，寘；
内转第五：支，纸，寘；
内转第六：脂，旨，至；
内转第七：脂，旨，至；
内转第八：之，止，志；
内转第九：微，尾，未；
内转第十：微，尾，未【4】；
内转第十一：鱼，语，御；
内转第十二：模虞，姥麌，暮遇；
外转第十三【5】：咍皆齐，海骇荠，代怪霁，夬；
外转第十四：灰皆齐，贿【6】，队怪祭霁，夬；
外转第十五：佳，蟹，泰卦祭，废【7】；
外转第十六：佳，蟹，泰卦祭，废；
外转第十七：痕臻真，很隐轸，恨焮震，没栉质【8】；
外转第十八：魂谆，混准，慁稕，没术；
外转第十九：欣，隐，焮，迄；
外转第二十：文，吻，问，物；
外转第廿一：山元仙，产阮狝，裥愿缐，月薛；
外转第廿二：山元仙，产阮狝，裥愿缐，月薛；
外转第廿三：寒删仙先，旱潸狝铣，翰谏线霰，曷黠薛屑；
外转第廿四：桓删仙先，缓潸狝铣，换谏线霰，末黠薛屑；
外转第廿五：豪肴霄萧【9】，晧巧小篠，号效笑啸【10】；
外转第廿六：宵，小，笑；
外转第廿七：歌，哿，箇；
外转第廿八：戈，果，过；
外转第廿九：麻，马，祃；
外转第三十：麻，马，祃；
外转第卅一：覃咸盐添，感豏淡忝，勘陷艳，合洽叶帖；
外转第卅二：谈衔严盐，敢槛俨琰，阚槛酽艳，盍狎业叶；
外转第卅三：凡，范，梵，乏【11】；
内转第卅四【12】：唐阳，荡养，宕漾，铎药；
内转第卅五：唐阳，荡养，宕漾，铎药；
外转第卅六：庚清，梗静，敬劲，陌昔；
外转第卅七【13】：庚清，梗静，敬劲，陌昔；
外转第卅八：耕清青，耿静迥，诤劲径，麦昔锡；
外转第卅九：耕青，迥【14】，诤径，麦锡；
外转第四十：侯尤幽，厚有黝，候宥幼；
外转第四一：侵，寑，沁，缉；
外转第四十二：登蒸，等拯，嶝证，德职；
外转第四十三：登蒸，等拯，嶝证，德职。
《七音略》的韵部次序与《广韵》的韵部次序不尽相同，大约是参照了《切韵》原来的次序。据王国维的考证，《切韵》原本的韵目次序是覃谈在阳唐之前，蒸登在盐添之后【15】，《七音略》的次序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只不过由于盐添咸衔严凡六韵要与覃谈共图，所以索性把它们连带地也移到阳唐的前面罢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我们先照录《七音略》的四个图，即第二十一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图、二十四图，如下【16】（见96、98、100、102页）。
宋元的韵图有两呼四等。所谓两呼，就是开口呼和合口呼；所谓四等，就是在韵图中同一类声母、同一声调分为四类字。两呼四等简称“等呼”，这是等韵中最重要的概念，必须先交代清楚。
开口呼和合口呼，和后代所谓开口呼和合口呼不尽相同。很粗地说，开口一、二等是后代所谓开口呼，开口三、四等是后代所谓齐齿呼，合口一、二等是后代所谓合口呼，合口三、四等是后代所谓撮口呼。《音韵阐微》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决定开齐合撮四呼的【17】。
在四十三个韵图当中，有三十个是开口呼和合口乎相配【18】，那就是：第四图支开，第五图支合；第六图脂开， 第七图脂合；第九图微开，第十图微合；第十三图咍皆齐开，第十四图灰皆齐合；第十五图佳开，第十六图佳合；第十七图痕臻真开，第十八图魂谆合；第十九欣开，第廿文合；第廿一山元仙开，第廿二山元仙合；第廿三寒删仙先开，第廿四桓删仙先合；第廿七歌开，第廿八戈合；第廿九麻开，第卅麻合；第卅四唐阳开，第卅五唐阳合；第卅六庚清开，第卅七庚清合；第卅八耕清青开，第卅九耕清青合；第四十二蒸登开，第四十三蒸登合【19】。

①“”误作“”，“”误作“”，今依《韵镜》改正。
②“”上原有“版”“眅”二字，按此二字不是产韵字，且与二十四图重复，应删。楩上有“扁”字，按《广韵》无此音，今依《韵镜》删去。
③“”右原有“冕”字，系依《集韵》。但《集韵》阮韵“冕”，忙晚切，属合口，不应入此图。今依《韵镜》删去。
④“”字《广韵》所无，《韵镜》未收。《集韵》：“，丑幰切。”此依《集韵》。
⑤“揵”，误作“犍”，今依《韵镜》改。“”“”都误作“言”，今依《广韵》改。
⑥《韵镜》“遣”上有“蹇”字，误。
⑦“狝”误作“獮”，依《韵镜》改。原缺“”字，依《韵镜》补。
⑧《广韵》没有“扮”字，此依《集韵》。《韵镜》同。“盼”原作“昐”，依《韵镜》改。
⑨《广韵》没有“騗”字，此依《集韵》。《韵镜》同。“袒”原作“”，依《韵镜》改。
⑩《广韵》没有“”字，此依《集韵》。原误作“”，依《集韵》改。
⑪“建”下原有“鬳”，《韵镜》无，疑误，故未录。“健”原作“徤”，依《韵镜》改。
⑫《广韵》没有“羼”“”二音，《韵镜》未收。此处“羼”依《集韵》，“帴”亦当有所本。
⑬原无“哳”、“獭”、“”三字，依《韵镜》补。
⑭“”原作“鸹”，依《韵镜》改。“聐”，原缺，依《韵镜》补。
⑮《韵镜》“”归照母，误。
⑯“詧”，《广韵》所无，此依《集韵》。《韵镜》作“窃”，误。
⑰“”“瞎”“”“谒”“歇”“”六字原缺，依《韵镜》补。“”字处，《七音略》有“”字，误。




①“”，原作“”，依《韵镜》改正。
②《广韵》山韵没有“窀”、“”，此依《集韵》。
③“卷”，原作“娈”，误，今依《韵镜》改。《韵镜》系依《集韵》。
④去声收“鳏”字系依《集韵》。《韵镜》同。
⑤《广韵》无“琄”“蜎”二音。此处“蜎”系依《集韵》，“琄”或亦有所本。
⑥“”原作“卛”，依《韵镜》改。
⑦“恮”，庄缘切，《韵镜》入穿母，误。
⑧“嬽”、“湲”、“”都是依《集韵》。《韵镜》同。
⑨“暅”原作“”，误，今依《韵镜》改。
⑩《韵镜》“妜”下有“旻”字，《七音略》未收。按“旻”乃三等字，未收为是。
⑪《韵镜》无“”“”二字。按《广韵》、《集韵》也都未收。
⑫穿母三等原收“”字。按，《集韵》“”，刍万切，二等字不应入三等。《韵镜》不收，今移置二等。
⑬“”下原有“泉”字，大概是错字，今删。
⑭“”上原有“茁”字。按“茁”属黠韵，见二十四图。此处应删。

①“编”字原缺，今依《韵镜》补。“丏”，原误作“丐”。
②“遍”字原缺，今依《韵镜》补。“”，原作“辨”，今依《集韵》改。
③“礣”“”同音，二十四图已收“”，此处嫌重出。
④“摊”，乃坦切，依《集韵》。原误作“滩”，今依《韵镜》改。
⑤“赧”原作“”。“”“赧”同字。今依《韵镜》作赧，取其比较通行。
⑥“殄”字原缺，今依《韵镜》补。
⑦“”前原有“”字，误，今依《韵镜》删去。
⑧“哳”、“呾”、“哒”都是依《集韵》。
⑨《韵镜》“愆”上有“甄”。《七音略》“甄”入二十一图四等，与《集韵》合。《集韵》“甄”，稽延切。
⑩疑母上声一等原有“”字，疑误，未录入。《韵镜》无此字。
⑪“”依《集韵》。《韵镜》不收，《指掌图》收。
⑫“旰”，原误作“盰”，《韵镜》误作“肝”，今依《广韵》改正。
⑬“”，《韵镜》无。此依《集韵》。
⑭“残”原作“戋”，今依《韵镜》改。
⑮“”原缺，今依《韵镜》补。“”原作“”，误，今依《韵镜》改。
⑯《韵镜》“散”与“”的位置对调，《七音略》与《广韵》同。
⑰“硟”原作“”，误，今依《韵镜》改。
⑱《韵镜》没有“”，此依《集韵》。
⑲“杀”原作“榝”，今依《韵镜》改。
⑳“”原作“擮”，今依《韵镜》改。
㉑《韵镜》没有“侒”，此依《集韵》。
㉒“”原归匣母误，今依《韵镜》改。
㉓“岘”原误作“现”，今依《韵镜》改。
㉔“傄”字原缺，依《韵镜》补。
㉕“”原作“烂”，今依《韵镜》改。
㉖“蹨”原误作“”，依《韵镜》改。
㉗“”原缺，今依《韵镜》补。

①“”，《韵镜》无，此依《集韵》，但误作“盼”，今改正。
②“”《韵镜》无，此依《集韵》。
③“粄”原误作“叛”，今依《韵镜》改正。
④“谩”，《韵镜》作缦。
⑤“”上原有“”字。按《广韵》《集韵》皆无此字，《韵镜》未收，今删。
⑥“卞”字原缺，今依《韵镜》补。
⑦“耑”，《韵镜》作“端”。二字同音。《广韵》以“端”为首字，《集韵》以“耑”为首字，此依《集韵》。
⑧《韵镜》无“渜”、“”，此依《集韵》。
⑨“”《韵镜》作“暖”，二字同音。
⑩《韵镜》没有“腞”、“”二字，此依《集韵》。但误作“腞”、“腝”，今改正。
⑪“猭”《韵镜》作“掾”，《七音略》作“”，皆误。今依《广韵》改正。
⑫“传”字右边原有“绽”字，误。今依《韵镜》删去。
⑬“”系依《集韵》。原作“”，误，今依《韵镜》改。
⑭“”原作“”，误，今依《韵镜》改。
⑮“”，《韵镜》无，此依《集韵》。
⑯“枂”原作“抈”，误，今依《韵镜》改。
⑰“”字不见于《广韵》、《集韵》，只见于《字汇》，疑后人所增。《韵镜》无。
⑱“”原作“袀”，今依《韵镜》改。
⑲“”，《说文》大徐本千短切，此依《说文》本。“鄹”，《广韵》辞纂切，应属邪母，但“邪”母无一等字，这里归入从母是有道理的。
⑳“蟤”，《类篇》茁撰切；，《广韵》有初绾一切；“”，《集韵》式撰切。
㉑“膞”，《韵镜》误入审母。
㉒“篡”上原有“恮”字，疑误，故删。《韵镜》此格无字。
㉓《广韵》“”属禅母，《集韵》属床母，此依《集韵》。“”亦床母字，此作审母。
㉔“”与二十二图“”同音，应删。“”《集韵》士滑切，确应在此格。“”原作“刷”，与二十二图重复，应是“”之误（《韵镜》亦误）。“”，所劣切，正是二等字。
㉕“啜”，《玉篇》有常悦一切。《韵镜》此格无字。
㉖“软”原作“”，今依《广韵》改。
关于开口呼与合口呼，下面谈到“韵摄”时还要再讲。现在先谈一谈“四等”。
同一个声母，同一个声调，在同一个韵图内可以有四等，如“官关勬涓”、“岸雁彦砚”等。可见“等”的差别不在声母，也不在声调，而是在韵母的不同。所谓韵母的不同，是不是指韵头的不同呢？从前有人这样设想过，所以他们拿“四呼”来比较“四等”，以为每呼有两等。这样，我们就讲不出一等和二等的分别、三等和四等的分别来。假定“官关勬涓”像现代普通话那样读成kuan，kuan，tyn，tyn，一等和二等就混同了，三等和四等也混同了。又假定“岸雁彦砚”像现代普通话那样读成an，ian，ian，ian，一等和二等虽然有了分别，二、三、四等却又都混同了。因此我们得出初步的结论：在某些韵图中，四等的分别，不在乎韵头的不同，而在乎主要元音的不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韵图的“等”都表示着不同的韵部。例如《七音略》第一图，平声一等有公空等字，二等有崇等字，三等有弓穷等字，四等有嵩融等字，而所有这些字都是属于东韵的。那么，为什么分为四个等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韵头的不同，即以东韵而论，一等是［uŋ］，三等是［iuŋ］；第二，由于声母的不同，庄初床山四母的字照例必须排在二等，精系字必须排在一、四等（有韵头i的必须排在四等），余母字也必须排在四等。按《切韵》的系统，东韵只有两类【20】，严格地说，东韵实际上只有一等和三等，庄系字之所以入二等，精系三等字之所以入四等，余母之所以入四等，都是等韵的规则（门法）所造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崇等字是假二等，嵩融等字是假四等。关于声母跟“等”的关系，下文还要讨论到。
各韵部所包含的“等”如下表：
（甲）一等韵：冬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
（乙）二等韵：江佳皆夬臻删山肴耕咸衔；
（丙）三等韵：微废文欣元严凡；
（丁）四等韵：齐先萧青幽添；
（戊）一、二、三、四等韵：东；
（己）二、三、四等韵：支脂之鱼虞真谆仙麻阳蒸尤侵；
（庚）二、三等韵：庚；
（辛）三、四等韵：钟祭宵清盐；
（壬）一、三等韵：戈。
声母也跟“等”发生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声母都具备四等。三十六字母在韵图中分“等”的情况是这样：
（甲）一、二、三、四等俱全的：影晓见溪疑来帮滂並明；
（乙）只有一、二、四等的：匣；
（丙）只有一、四等的：端透定泥精清从心；
（丁）只有二、三等的：知彻澄娘照穿床审；
（戊）只有三、四等的：喻；
（己）只有三等的：群禅日非敷奉微；
（庚）只有四等的：邪。
在《七音略》和《韵镜》中，三十六字母不是分为三十六行，而是分为二十三行：重唇与轻唇同行，舌头与舌上同行，齿头与正齿同行。如上所述，舌头音（端系）只有一、四等，舌上音（知系）只有二、三等，正好互相补足；齿头音（精系）只有一、四等，正齿音（照系）只有二、三等，也正好互相补足。轻唇音只有三等，而且只出现于合口呼，轻唇音出现的地方正巧没有重唇音（因为这些轻唇音是由重唇变来的），所以也正好互相补足。这样归并为二十三行，并不单纯为了节省篇幅，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舌头与舌上之间、齿头与正齿之间、重唇与轻唇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历史上的联系。
现在讲到我们怎样利用这些韵图。假定我们查字书，或看《经典释文》等书，或看经史诸子的注释，其中有一个反切，一时切不出它的读音，就可以从韵图中查出来。
查音方法第一步是查出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各属于哪一个韵图。《七音略》和《韵镜》的韵部次序虽然跟《广韵》的韵部次序不尽相同，它们毕竟是大致相同的。我们只要记熟了《广韵》的平声韵部（上、去、入声类推），就能大致知道某韵在某图或在其附近的图。拿《七音略》来说，除了麻韵与阳韵中间插入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八个韵，幽韵与蒸韵中间插入侵韵以外，其余次序完全和《广韵》相同。至于《韵镜》的韵部次序，跟《广韵》的次序更相近似，只有蒸登移到最后这一点跟《广韵》不同，其余由东到凡，没有一处不一样。这样，只要知道反切上字或下字属于什么韵，就大致可以知道它在哪一个韵图了【21】。
知道了反切上字和下字属于哪一个韵图以后，这第二步就好办了。例如《诗·郑风·溱洧》：“士与女，方秉蕑兮。”注云：“蕑，古颜反。”我们先从《七音略》或《韵镜》第十二图中查到了“古”字，知道它属于见母；再从第廿三图查到了“颜”字，知道它在平声第二格；然后在这第廿三图见母平声第二格查到了“奸”字，我们就知道“蕑”字应读如“奸”音。这个办法叫做横推直看：反切下字一定跟我们所要知道的读音同图、同一横行，反切上字一定跟我们所要知道的读音同一直行，但是大多数不同图。这种横推直看的办法，在等韵书中叫做“归字”。
归字的结果，也许查到的是一个生僻的字。例如《诗·卫风·淇奥》：“赫兮咺兮”，注：“咺，况晚反。”我们先从《七音略》第卅五图或《韵镜》第卅二图找到了“况”字，知道它属于晓母【22】；再从第廿二图查到了“晚”字，知道它在上声第三格，然后在这第廿二图晓母上声第三格查到了“暅”字【23】。这个“暅”字虽是一个生僻的字，但是同一直行平声第三格有个“暄”字，我们就知道它的读音是“暄”的上声。
归字的结果，又可能查到的就是被切的本字。例如《诗·卫风·氓》：“士贰其行”，注：“行，下孟反。”我们先从《七音略》或《韵镜》第廿九图查到了“下”字，知道它属于匣母；再从《七音略》第卅六图或《韵镜》第卅三图查到了“孟”字，知道它在去声第二格【24】，然后在这第卅六图或第卅二图匣母去声第二格查到了“行”字。这也不算白查，因为同一直行上声第二格有个“杏”字，我们就知道它的读音是“杏”的去声了【25】。
古人的反切用字并不一致，有时候不同的反切可以切出同样的读音来。例如《诗·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注：“好，呼报反。”我们先从《七音略》或《韵镜》第十二图中查到了“呼”字，知道它属于晓母；再从第廿五图查到了“报”字，知道它在去声第一格。这样，在这晓母去声第一格找到的是个“秏”字。《广韵》：“好，呼到切。”《集韵》：“好，虚到切。”反切纷歧到这个地步，假如不懂反切的道理，就会莫名其妙了。其实按照横推直看的办法，查出来都是“秏”字的读音。后来《音韵阐微》把去声的“好”注作黑奥切，仍然是异途同归，读音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查音的方法，看来很笨，其实很稳。古人称赞这种方法“万不失一”【26】，确实是这样。其实查熟了以后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手续，譬如说，一看反切上字就知道它属于哪一个字母，那么只须查反切下字所属的那一个韵图就够了。
等韵的创始人安排这四十三个韵图是煞费苦心的：必须让每一个音节（即每一个反切）在韵图中都有它的位置。举例来说，元寒桓删山先仙这七个韵之所以不能并为两个韵图（开口合口各一），而必须分为四个韵图（开合各二），就因为删山都有二等字，元仙都有三等字，先仙都有四等字，合并起来必将顾此失彼。现在删山元先各有开合两图，就能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各不相犯。仙韵共占四图，因为它既有三等字，又有四等字，如果没有那么多格子，是摆不下的。作者巧妙地把仙韵四等安排在元韵下面，因为元韵没有四等，又巧妙地把仙韵三等安排在先韵上面，因为先韵没有三等【27】。第廿五图安排豪肴宵萧，第廿六图安排宵，第卅一图安排覃谈盐添，第卅二图安排谈衔严盐，第卅六、卅七两图安排庚清，第卅八图安排耕清青，第卅九图安排耕青，也都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处理的。
有些韵图尽管字少，也不能合并到别的韵图上去。第九、十两图微韵字少，但是不能并入支脂之，因为支脂之三韵本身就有三等字（之韵又没有合口呼），而微韵正是三等韵。第十五、十六两图佳韵字少，但是不能并入第十三、十四两图，因为第十三、十四两图中已有二等皆韵，而佳韵也正是二等韵。第廿六图宵韵四等字并不多，但是第廿五图四等的位置已给了萧韵，就只好另作一图了。第十九图欣韵因为第十七图中没有它的位置，第二十图文韵因为第十八图中没有它的位置，所以也都不能不另找出路。最后说到凡韵，由于收［m］尾的韵只有它是合口呼，虽然字数最少也不能不另立一图。
由此看来，四十三图都是有道理的，不是随便拼凑的。
《切韵》和等韵的参差
等韵虽然基本上是按照《切韵》系统来安排的，但是也难免有参差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韵母系统上。
《切韵》的韵母数目比韵部数目多些。由于韵头的不同，一个韵部可能包括两三个乃至四个韵母。韵母和“等”有一定的关系：有时候，在一个韵图中，一个韵母恰好就跟一个等相当，例如寒韵恰好就是第廿三图平声一等，删韵的第一类韵母恰好就是第廿二图平声二等，先韵第一类韵母恰好就是第廿二图平声四等。但是，有时候，一个韵母并不恰好跟一个等相当，例如仙韵第一类韵母就分为二、三、四等，如“潺”，士连切，属二等；“羶”，式连切，属三等，“涎”，夕连切，属四等。
现在我们把《切韵》中的韵母和等韵中的“等”对比如下【28】：
一东：（甲）红类，合一等；（乙）弓类，合二、三、四等【29】。
二冬：冬类，合一等。
三钟：容类，合三、四等。
四江：江类，合二等【30】。
五支：（甲）支类，开二、三、四等；（乙）为类，合二、三、四等。
六脂：（甲）夷类，开二、三、四等；（乙）追类，合二、三、四等。
七之：之类，开二、三、四等。
八微：（甲）希类，开三等；（乙）非类，合三等。
九鱼：鱼类，合二、三、四等。
十虞：俱类，合二、三、四等。
十一模：胡类，合一等。
十二齐：（甲）奚类，开四等；（乙）携类，合四等。去声十三祭：（甲）例类，开三、四等；（乙）芮类，合三、四等。去声十四泰：（甲）盖类，开一等；（乙）外类，合一等。
十三佳：（甲）佳类，开二等；（乙）蜗类，合二等。
十四皆：（甲）皆类，开二等；（乙）怀类，合二等。去声十七夬：（甲）犗类，开二等；（乙）夬类，合二等。
十五灰：回类，合一等。
十六咍：来类，开一等。去声二十废：（甲）刈类，开三等；（乙）废类，合三等。
十七真：（甲）邻类，开二、三、四等；（乙）赟类，合三等。
十八谆：伦类，合二、三、四等。
十九臻：臻类，开二等。
廿文：云类，合三等。
廿一欣：斤类，开三等。
廿二元：（甲）言类，开三等；（乙）袁类，合三等。
廿三魂：昆类，合一等。
廿四痕：痕类，开一等。
廿五寒：干类，开一等。
廿六桓：官类，合一等。
廿七删：（甲）奸类，开二等；（乙）关类，合二等。
廿八山：（甲）闲类，开二等；（乙）顽类，合二等。
 
一先：（甲）前类，开四等；（乙）玄类，合四等。
二仙：（甲）连类，开、二、三四等；（乙）缘类，合二、三、四等。
三萧：聊类，开四等。
四宵：遥类，开三、四等。
五肴：交类，开二等。
六豪：刀类，开一等。
七歌：何类，开一等。
八戈：（甲）禾类，合一等；（乙）靴类，合三等。
九麻：（甲）加类，开二等；（乙）遮类，开三、四等；（丙）瓜类，合二等。
十阳：（甲）良类，开二、三、四等；（乙）方类，合三等。
十一唐：（甲）郎类，开一等；（乙）光类，合一等。
十二庚：（甲）庚类，开二等；（乙）京类，开三等；（丙）横类，合二等；（丁）兵类，合三等。
十三耕：（甲）耕类，开二等；（乙）萌类，合二等。
十四清：（甲）盈类，开三、四等；（乙）营类，合三、四等。
十五青：（甲）经类，开四等；扃类，合四等。
十六蒸：（甲）陵类，开二、三、四等；（乙）国类（入声），合三等。
十七登：（甲）登类，开一等；（乙）肱类，合一等。
十八尤：鸠类，开二、三、四等。
十九侯：侯类，开一等。
廿幽：幽类，开四等。
廿一侵：林类，开二、三、四等。
廿二覃：含类，开一等。
廿三谈：甘类，开一等。
廿四盐：廉类，开三、四等。
廿五添：兼类，开四等。
廿六咸：咸类，开二等。
廿七衔：衔类，开二等。
廿八严：严类，开三等。
廿九凡：凡类，合三等。
由上表看来，《切韵》的韵母在等韵中表现为下列的五种情况：
（1）纯一等，包括一等韵如冬模，一等韵母如东甲；
（2）纯二等，包括二等韵如江佳，二等韵母如庚甲、庚丙；
（3）纯三等，包括三等韵如微文，三等韵母如庚乙、庚丁；
（4）准三等，表现为二、三、四等的混合，如支脂之等韵部及东乙、真甲等韵母，或三、四等的混合，如钟祭宵清盐五韵。这些韵母的反切下字是二、三、四等都一样的，其中以三等字为最多，在性质上与纯三等有许多共同点，所以叫做准三等。此外还有一个幽韵，它在等韵中虽属四等，但是就反切的性质则应属于三等（见下文）。
（5）纯四等，即齐先萧青添六韵。
就反切上字来看，也有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就是见溪疑影晓来帮滂并明十个声母都有三等专用的反切上字，跟一、二、四等的反切上字区别开来【31】。这十个字的主要反切上字是：
（一）见母一、二、四等：古，公；三等：居，举，九。
（二）溪母一、二、四等：苦，口；三等：去，丘；
（三）疑母一、二、四等：五，吾；三等：鱼，语，牛。
（四）影母一、二、四等：乌；三等：于，乙。
（五）晓母一、二、四等：呼，火；三等：许，虚，香，况。
（六）来母一、二、四等：卢，郎，落，鲁；三等：力，良，吕。
（七）帮母一、二、四等：博，北，布，补；三等：方，甫，府，必，彼。
（八）滂母一、二、四等：普，匹；三等：芳，敷。
（九）並母一、二、四等：蒲，薄，傍；三等：符，扶，房，皮，毗。
（十）明母一、二、四等：莫；三等：武，亡，弥，无。
依照上述这些情况看来，如果韵图中共有几个韵部，一般地说，一等韵的主要元音应该是一个较后的元音，即［］或［o］，二等韵的主要元音应该是一个较前的元音，即［a］，三等韵的主要元音应该是一个更前的元音，即［ɛ］，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应该又比［ɛ］更前，即［e］。三等韵有韵头［i］，这个韵头［i］的发音部位很高，使前面的辅音容易“腭化”（像俄语的软音字母）。以寒删仙先四韵为例，它们的拟音应该是［n］，［an］，［iɛn］，［en］；但是四等韵的［en］很早就跟［iɛn］合流了，韵母所反映的四等韵只是历史的陈迹了。
如果韵母中只有一个韵部，如东文凡诸韵，又如果韵母中虽有两个韵部，但那是“同用”的韵部，如冬钟同图、模虞同图、阳唐同图、蒸登同图、尤侯幽同图，那么，“等”的不同就并不反映主要元音的不同。
拟音的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汉语史的范围，这里不多讲了。
韵图的简化
四十三韵图是根据《切韵》（后来是《广韵》、《集韵》）的系统来制成的。但是，上文说过，《切韵》系统并不反映具体语言的实际语音系统，特别是后来语言有了发展，原来的韵图更显得不合适了。于是人们开始把四十三韵图简化为十六“摄”，《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就是这样做的。
《四声等子》不知何人所作，成书时代大约在12世纪以后。《切韵指南》为元刘鉴所作，全名是《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成书在至元二年（1336）【32】。这两部书的性质非常相近。
根据《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十六摄的名称及其与四十三图对照如下表：
	韵摄名称 	《七音略》的图 	所包括的韵部 
	（1）通摄【33】
	1，2
	东冬钟

	（2）江摄
	3
	江

	（3）止摄
	4，5，6，7，
	

	
	8，9，10
	支脂之微

	（4）遇摄
	11，12
	鱼虞模

	（5）蟹摄
	13，14，15，16
	齐祭泰佳皆夬灰咍废

	（6）臻摄
	17，18，19，20
	真谆臻文欣魂痕

	（7）山摄
	21，22，23，24
	元寒桓删山先仙

	（8）效摄
	25，26
	萧宵肴豪

	（9）果摄
	27，28
	歌戈

	（10）假摄
	29，30
	麻

	（11）宕摄
	34，35
	阳唐

	（12）梗摄
	36，37，38，39
	庚耕清青

	（13）曾摄
	42，43
	蒸登

	（14）流摄
	40
	尤侯幽

	（15）深摄
	41
	侵

	（16）咸摄
	31，32，33
	覃谈咸衔盐添严凡


《四声等子》共分为二十个图：附江于宕，附梗于曾，附假于果，而止蟹臻山果宕曾各分为开合二图。《切韵指南》不再附江于宕，附梗于曾（但仍附假于果），而除了把止蟹臻山果假宕梗曾各分为开合二图以外，又把咸摄分为开合二图（这一点与《四声等子》不同），并把江摄开合二呼合为一图（这一点也与《四声等子》稍异），共成二十四个图。
在这两部书中，三十六字母的次序也跟《韵镜》、《七音略》不同。其次序是：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晓匣影喻、来日。这个顺序是牙舌唇齿喉，而不再是唇舌牙齿喉；在喉音当中，也把次序移动了一下，使晓匣配对，影喻配对（《韵镜》《七音略》原以影晓匣喻为序）。
《韵镜》、《七音略》是先排四等，后排四声；《四声等子》、《切韵指南》是先排四声，后排四等。例如《切韵指南》山摄第一直行见母的排列是干笴旰葛、间简谏戛、蹇建孑、坚茧见结，跟《七音略》第廿一、廿三两图见母字的排列是不相同的。
除了《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南》以外，有一部影响很大的等韵书，就是相传为司马光所作的《切韵指掌图》。现在一般人都不相信这书是司马光所作，大约成书时期要晚到13世纪。
《切韵指掌图》共分为二十个图，表面上跟《四声等子》是一致的，但是实际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切韵指掌图》把止摄和蟹摄重新划分了。《切韵指掌图》不立韵摄的名目，如果拿它的二十图跟十六摄对照，则如下表：
第一独图：高交娇骁【34】，即效摄。
第二独图：公○弓○，即通摄。
第三独图：孤○居○，即遇摄。
第四独图：钩○鸠樛，即流摄。
第五独图：甘监○兼，即咸摄。
第六独图：○○金○，即深摄。
第七图开：干奸犍坚，即山摄开口呼。
第八图合：官关勬涓，即山摄合口呼。
第九图开：根○斤○，即臻摄开口呼。
第十图合：昆○君均，即臻摄合口呼。
第十一图开：歌加迦○，即果假两摄开口呼。
第十二图合：戈瓜○○，即果假两摄合口呼。
第十三图开：刚○姜○，即宕摄开口呼。
第十四图合：光江○○，即宕摄合口呼及江摄【35】。
第十五图合：觥肱○扃，即曾梗两摄合口呼。
第十六图开：搄庚惊经，即曾梗两摄开口呼。
第十七图开：该皆○○，即蟹摄开口呼的一部分。
第十八图开：○○基鸡，这是止摄开口呼的全部，加上齐祭的开口呼。
第十九图合：傀○归圭，这是止摄合口呼的全部，加上齐祭泰的合口呼及灰韵。
第二十图：○乖○○，即蟹摄合口呼的一部分。
关于三十六字母的排列，《切韵指掌图》开始变为分成三十六个直行的办法。
韵图简化以后，仍然沿用《广韵》的韵目，但是《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的韵目似乎用得很随便，时而依照《广韵》，时而依照平水韵，没有一定的标准。《切韵指掌图》则比较严格，206韵的韵目都开列出来了。本来，在《韵镜》和《七音略》里，每一个横行只标一个韵目，现在既然把四十三图并为二十图，每一个横行就常常不止一个韵目了。现在我们举《切韵指掌图》的七八两图（即山摄开口呼与合口呼）为例，如下（见121—124页图）。
关于入声的分配，异平同入是《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切韵指掌图》这三部书的共同特点。在《韵镜》、《七音略》两书里，入声韵只配鼻音韵尾的韵；在《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和《切韵指掌图》里，［k］尾和［t］尾的入声韵除仍配鼻音韵尾的韵以外，还配元音收尾的韵。而这三部书所配又大同小异。试看下面的比较表：
（一）三书相同的：
（1）效摄
一等豪：铎　二等肴：觉　三、四等宵萧：药
（2）遇摄
一等模：屋沃　二、三、四等鱼虞：屋烛
（二）三书不相同的
（3）果摄
等子与指南　一等歌戈：铎
指掌图　一等开口歌：曷　一等合口戈：末
（4）假摄
等子　二等麻：黠　三、四等麻：○
指南与指掌图　二等麻：黠　三、四等麻：月薛屑
切韵指掌图第七图

①《渭南严氏丛书》本溪母去声三等有“谴”字，误（“谴”属四等），今从《中华大字典》所据宋本改正。
②《切韵指掌图》山摄唇音字一律归入合口呼，这一点与他书不同。

①喉音影晓匣喻的次序与《韵镜》、《七音略》相同。
②“辢”即“辣”字。
③此图韵目有缓、换两韵，与《广韵》不合。这是根据《集韵》，因为《集韵》中的缓换两韵有开口呼的字。
④产韵下面应补一个潸韵。虽然图中未收潸韵字，但是应该承认有它的位置。
切韵指掌图第八图

①娘母合口三等去声原有“辗”字，与开口图重复，误。今依《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删去。

①“抉”，《渭南严氏丛书》本误作“扶”。
②“”即“沿”字，“”即“软”字。
③“篆”是澄母字，误作床母字；船是床母字，误作禅母字。大约当时澄床禅三母已有混乱情况。《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不误。
④此图韵目，平声二等删山先应是删山先仙之误，因为“”是先韵字，而“跧”是仙韵字。
（5）蟹摄
等子　一等开口咍泰：曷　一等合口灰泰：末　二等佳皆夬：黠　三、四等祭废齐：月薛屑
指南　一等开口咍泰：曷　一等合口灰泰：末　二等佳皆夬：黠　三、四等开口祭齐：质迄　三、四等合口祭废齐：术物
指掌图　一等开口咍泰：曷　一等合口灰泰：末　二等佳皆夬：黠　三、四等开口祭齐：质迄　三、四等合口祭废齐：术物（按指掌图蟹摄三、四等并入止摄）
（6）止摄
等子　二、三、四等开口支脂之微：职陌昔锡　二、三、四等合口支脂之微：术物
指南　二、三、四等开口支脂之微：栉质迄　二、三、四等合口支脂微：术物
指掌图　一等开口支之（齿头音）：德　二、三、四等开口支脂之微：栉质迄　二、三、四等合口支脂微：质术物
（7）流摄
等子与指南　一等侯：屋沃　二、三、四等尤幽：屋烛
指掌图　一等侯：德　二、三、四等尤幽：栉质迄
由此可见当时入声已经逐渐消失【36】，与《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很相近似。
这样做法，基本上是依照当代语音系统，从而合并四十三图成为十六摄二十图或廿四图。如果另搞一套适合当代语音系统的反切，自然是很合理的。如果是为了配合《切韵》、《广韵》、《集韵》【37】，或者是为了了解古代经典注释中的反切，那么，这三部书就比不上《韵镜》和《七音略》了。举例来说，《四声等子》于山摄注云：“删并山，仙元相助，先并入仙韵。”那么，删和山、仙和元先的界限就不清楚了。例如《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在山摄中有“袁”无“员”，《切韵指掌图》在第八图中有“员”无“袁”，而《韵镜》和《七音略》则“袁”在第廿二图，“员”在第廿四图，各得其所。《四声等子》等三书以“仙元相助”，连平水韵的元先两韵的界限也都打破了。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四声等子》把曾梗两摄合并，叫做“内外混等【38】，邻韵借用”。《切韵指掌图》也是把它们合并了的。于是蒸庚清青混在一起了。这样，要了解古代反切就困难了。例如《诗·大雅·绵》：“削屡冯冯。”注：“冯，扶冰反。”如果查《韵镜》和《七音略》，就能查出“冯”音“凭”【39】，那是合于古音系统的；如果查《切韵指掌图》，查出的是“冯”音“平”，那是不合古音系统的。至少在唐代以前，蒸登与庚耕清青之间（即曾摄与梗摄之间）的界限是绝不相混的。“冯”属蒸韵，“平”属庚韵，不可能是同音字。
韵摄这个术语的提出，是很富于概括性的。如果按照韵摄的原理来区分206韵的大范围，然后在每一个韵摄中间再按《切韵》系统来区别韵部，仍旧维持每一个反切都有它的位置，那就没有毛病了。现在一般的汉语方言调查表格正是这样制定的。
门　法
门法就是按照反切来查韵图的方法。《韵镜》卷首有“归字例”，其中已有一些门法。《四声等子》有“辨音和切字例”、“辨类隔切字例”等，那是门法的进一步。《切韵指掌图》后面附有明邵光祖的“检例”，其中大多数也都是门法。释真空著《直指玉钥匙门法》，提出了“门法”这个名称，共列门法二十条。后人又加以种种解释。“门法”乍看很难，其实大多数是很好懂的。现在我们不照引原文，而把那些主要的门法用较浅显的话加以说明。
（1）音和　音和是反切上字跟被切字同母，反切下字跟被切字同韵、同等。例如登，丁增切，丁和登同属端母，增和登同属登韵、一等。
（2）类隔　类隔虽然反切下字也跟被切字同韵、同等，但是反切上字跟被切字不同母，而只是同类。类隔实际上只指：（甲）端系和知系互相为切。在多数情况下，是以端系字切知系字，如桩，都江切；贮，丁吕切。偶然也有以知系字切端系字的，如爹，陟邪切【40】。总以反切下字的等为准：知系占二、三等，故二等的江字切出来的只能是知系字；端系占一、四等，故四等的邪字切出来的只能是端系字。（乙）重唇和轻唇互相为切【41】。有所谓轻唇十韵，即东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凡遇这些韵的合口三等字，即使用重唇字为反切上字，也要读成轻唇。例如，匹尤切，实际上应读成敷母字。但这种以重唇切轻唇的情况非常罕见。至于以轻唇切重唇，就很常见了。例如卑，府移切；眉，武悲切，等等。开口一、二、三四等，合口除上述十韵外的一、二、三四等，都要读重唇【42】。
（3）内转和外转　依照《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的定义，内转是指韵图中唇舌牙喉四音都没有二等字，只有齿音是有二等字的；外转则唇舌牙齿喉五音都具备四个等，也就是说五音都有二等字。这两本书都说，内转包括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摄六十七韵，外转包括江、蟹、臻、山、效、假、咸、梗八摄一百卅九韵。所举的具体韵摄与定义不尽符合，日本有手写本《韵镜》以臻摄为内转，果摄为外转；臻摄归内转是合于定义的，但是果摄归外转却也不合于定义，因为果摄完全没有二等字。而且，这样移动以后，内转六十七韵、外转一百卅九韵的韵数又不相符了。我们对于这些地方可以不必深究【43】。
这样解释内外转，和门法关系不大。《玉钥匙》对内外转另有解释，以为唇舌牙喉及半舌半齿用作反切上字，照系二等字用作反切下字时，若逢内转，则被切字应该认为三等字，例如姜，古霜切，霜字虽属二等，但姜字则属三等；若逢外转，则被切字仍该认为二等字，如江，古双切，江双二字都属二等。
（4）广通和侷狭　广通指反切上字属唇牙喉音，反切下字属于支脂真谆仙祭清宵八韵中的来、日、知系、照系的三等【44】，被切字应认为四等字。如移，余支切，支字三等而移字四等；标，抚昭切，昭字三等而标字四等。这样，是三等通到四等去了，所以叫做广通。侷狭指反切上字亦为唇牙喉音，但反切下字属于东钟阳鱼蒸尤盐侵八韵中的精系及喻母四等【45】，被切字应认为三等字。如恭，居容切，容字四等而恭字三等；拱，居悚切，悚字四等而拱字三等。在这些韵里，四等字少，三等字多，所以叫做侷狭【46】。
（5）窠切　反切上字属知系三等，下字属精系四等或喻母四等，被切字应认为三等字。这叫做窠切。如朝，知遥切；俦，直由切。
（6）振救　反切上字属精系，下字属三等，被切字应认为四等。这叫做振救。如似，详里切；小，私兆切。
（7）正音凭切　反切上字属照系二等，下字不论是二等、三等或四等，被切字应认为二等字。例如初，楚居切；搜，所鸠切。
（8）精照互用　即以精系字切照系二等字，如斋，姊皆切；或以照系二等字切精系字，如鲰，仕垢切。
（9）寄韵凭切　反切上字属照系三等，下字不论是一等或四等，被切字应认为三等。如，昌来切；茝，昌绐切。来绐都是一等字，但茝应认为三等字【47】。
（10）喻下凭切　反切上字是喻母，如果是喻四，切出来就是四等字，不管反切下字是三等，如余招切遥字；如果是喻三，切出来就是三等字，不管反切下字是四等，如于聿切字。
（11）日寄凭切　反切上字属日母，由于日母只有三等，所以不管反切下字是否属三等，被切字一律认为三等字，如如延切然字。
（12）日下凭韵　这是较古的反切。既然日母只有三等，所以凡遇反切下字属一等（或四等），则应认为泥母字，如羺，仁头切；凡遇反切下字属二等，则应认为娘母字，如铙，日交切。
（13）匣喻互用　匣母一二四等与喻母三等互相补充【48】，匣母作为反切上字，可以切喻三的字，如户归切帏；喻母三等作为反切上字，也可以切匣母的字，如于古切户。这也是较古的反切【49】。
以上所述十三条门法，除内外转和广通侷狭的问题比较复杂外，其余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语音随着历史发展了，反切不变，则不能适应时代，后人不懂历史发展的道理，就拿门法来解释。例如舌头舌上类隔、重唇轻唇类隔，精照互用、匣喻互用，日母字切泥娘，都是因为上古时代这些配对的声母本来就是同一的声母（匣母与喻三，直到隋代及唐初，还是同一声母），无所谓类隔和互用。第二是韵图的等和韵书的类发生矛盾，而反切基本上是和韵书的系统相一致的。古今的矛盾，韵图与韵书的矛盾，在等韵学家看来是同样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凭切，第二是凭韵【50】。
（1）凭切就是以反切上字为辨等的标准。窠切、振救、正音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2）凭韵就是以反切下字为辨等的标准，从而决定它属于什么声母（因为声母和等是有关系的）。类隔、精照互用、匣喻互用、日下凭韵，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可以看出，凭切是为了解决韵图与韵书的矛盾的，凭韵是为了解决后代反切与古代反切的矛盾的。这两个原则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例如日寄凭切与日下凭韵就有矛盾；但是，由于所解决的对象不同，实际上也就没有矛盾了。
注　释
【1】《切韵》、《广韵》与《集韵》的语音系统基本上相同。
【2】这种方法可能是受外来的影响。见下文所引郑樵《通志·七音略》。
【3】关于什么是内外转，还没有满意的解释。参见下文门法一节。
【4】《韵镜》第九、十两图入声格内都有废韵，注云“去声寄此”。《七音略》在此二图入声格内亦有废韵，并在第九图收一个“刈”字，但是，在十五、十六图内又有废韵。应以十五、十六图为准；第九图的“刈”字也应改入第十五图内。
【5】《七音略》误作内转，依《韵镜》改正。
【6】《韵镜》贿下有骇，收“”字，按“”陟贿切，属贿韵，《韵镜》误。
【7】《七音略》在此图内有废的韵目，而格内无字。应将第九图的“刈”字移到此图内。
【8】这里隐只代表臻上声，焮只代表臻去声，没只代表痕入声。参看上文第四章。《韵镜》在此图内不列隐焮两韵目。
【9】霄韵即宵韵。肴，《韵镜》作爻。
【10】《七音略》在此图入声栏内收铎药两韵，与第三十四图重复。今依《韵镜》删去。
【11】覃到乏，这些韵在《韵镜》中移到侵寑沁缉的后面。
【12】《七音略》误作外转，依《韵镜》改正。
【13】《七音略》误作内转，依《韵镜》改正。
【14】《韵镜》迥前有耿，但耿栏无字。
【15】王国维《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见《观堂集林》卷八。
【16】为了适应现在横排的印刷形式，这些图也改为横排。
【17】《音韵阐微》凡例：“依韵辨音各有呼法，旧分开合二呼，每呼四等。近来审音者于开口呼内又分齐齿呼，于合口呼内又分撮口呼，每呼二等，以别轻重。”但是江永在《音学辨微》、戴震在《声韵考》都说：“开口呼至三等则为齐齿，合口呼至四等则为撮口。”他们说合口到四等才算撮口，不知有何根据。
【18】开合，《七音略》称为重轻；重指开口呼，轻指合口呼。又有所谓重中轻，轻中重，重中重，重中轻，则未详所指。后来《四声等子》以轻重开合并存不废。
【19】这里只举平声韵，上去入三声可以类推。下同。
【20】见陈澧《切韵考》。
【21】当然某字属某韵还是要凭硬记的。如果记不清楚，只好多查几个韵图。
【22】“况”字今普通话读kuɑnɡ［k‘uaŋ］，是读入溪母了。
【23】《七音略》误作“”，《韵镜》不误。
【24】今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七音略》“孟”字误在第三格，“命”字误在第二格，当依《韵镜》以“孟”“命”二字的位置对调。
【25】“杏”字原读上声，但现在变了去声，那就跟“士贰其行”的“行”完全同音了。
【26】邵光祖《切韵检例》（附在《切韵指掌图》后面）说：“此乃音和切，万不失一。”
【27】当然还有另一个排法就是把先韵排在元韵下面，让仙韵三、四等共居一图。
【28】除祭泰夬废四韵外，举平声包括上去入声。《切韵》时代实际上没有这样多的韵母（已见上文），但《七音略》及《韵镜》的作者仍然看成是有这样多的韵母。
【29】这里的开口呼与合口呼有个别地方与《韵镜》不一致。这是参照了《切韵指南》以及一般的说法。《七音略》没有开口合口的名称，其所谓“重”“轻”实际上指开合，与《韵镜》不一样，而与《切韵指南》相近。
【30】江韵归合口呼是依《切韵指掌图》。但《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则以唇牙音归开口，舌齿音归合口。
【31】虽然有极少数的例外，但是区别是很显著的。群禅日三母本来只有三等，这里不必再提。照系二、三等分立，喻母三、四等分立，上文讲过，这里也不再讲。非敷奉微在《切韵》时代与帮滂並明未分家，所以不必另列。
【32】《康熙字典》前面附有《等韵切音指南》，大致根据《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但是已经不是刘鉴原书的样子。
【33】摄的名称也跟韵的名称一样，是随便举个代表字。
【34】《切韵指掌图》先排四等，后排四声，这一点与《七音略》、《韵镜》相同。这里举平声概括上去入声，下同。
【35】《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把江摄分为开合两呼，《切韵指掌图》以江摄全部归入合口呼。
【36】《指掌图》甚至以德韵配痕韵。
【37】《指掌图自序》就说是为配合《集韵》而作的。
【38】曾摄属内转，梗摄属外转，所以叫做“内外混等”。
【39】查《四声等子》也能查出同样的结果，但那是碰巧的。
【40】《玉钥匙》为此偶然的情况另立一个门法，叫做“不定之切”。如麻韵不定之切，荠韵不定之切（体，敕洗切）等。《玉钥匙》又以浊干切坛，知经切丁算是类隔，但又不算“不定之切”，有点自相矛盾。
【41】《玉钥匙》不把这乙类算入类隔，而另立一类，叫做“轻重交互”。
【42】通流二摄有例外。如凤，逢贡切，贡字虽属一等，凤字不读重唇；又如谋，莫浮切，浮字虽属尤韵三等，谋字不读轻唇（《切韵指掌图》索性把“谋”字搬到一等去了）。《玉钥匙》为此例外另立一个门法，叫做“前三后一”。
【43】罗常培有一篇《释内外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他以为内转七摄，外转九摄，除臻归内、果归外以外，宕摄也归了外转。宕归外转很不可靠，因宕摄正是只有齿音具备二等字，而唇舌牙喉没有二等字的。至于他以为内转的元音较后而高，外转的元音较前而低，那纯然是以后人的语音学观点来解释，说服力不强。
【44】《切韵指掌图》多举了一个萧韵，应据《四声等子》删去。
【45】《切韵指掌图》多举了登麻之虞齐，少举了东蒸。这里依《四声等子》。
【46】有人以止臻两摄为通，山蟹梗效四摄为广，通宕遇曾四摄为侷，流咸深假四摄为狭。见《创安玉钥匙捷径门法歌诀》。
【47】这些字的读音是不明确的。即以茝字而论，或者应归清母一等入蟹摄海韵，或者应入止摄止韵。既然称为“寄韵”，应以后一说为是。《说文》大徐本：“茝，昌改切。”徐灏云：“改，古音读如己，与芷同也。唐韵切字多用古音，盖孙叔然以来，相沿未改。”
【48】《切韵指掌图》检例说：“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这话是不全面的。匣只阙三等，不阙四等；喻母三等才与匣母互用，与喻四无关。
【49】这种反切，《广韵》中已经不采用了。只剩下一个雄，羽弓切。雄被看成唯一的匣母三等字，而用喻三羽字为切。
【50】等韵学家把反切上字叫做“切”，反切下字叫做“韵”，所谓“上切下韵”。



第七章　古音（上）
古音，在传统音韵学上，指的是上古的语音系统。我们研究古音，必须先具备反切、韵书、字母、等韵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上文已经分章叙述过了，这里我们可以来讨论古音了。
关于上古的韵部（简称古韵），前人研究的成绩较好；至于上古的声母系统，前人研究得较差。我们在这一章里把古韵部和古声母分别加以叙述；上古声调系统则在叙述古韵部时，同时加以叙述。
一　上古的韵母系统
《诗经》三百篇是研究古韵的最好的根据，可惜前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利用了《诗经》来研究古韵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懂得语言是发展的，缺乏历史观点，以为古音和今音是一致的，不过在做诗时为了押韵的需要，临时改读某些字音罢了。宋人把这种虚构的情况叫做“叶音”【1】。朱熹在他所著的《诗集传》中大量地应用了叶音。同是一个“家”字，他在《豳风·鸱鸮》、《小雅·常棣》、《我行其野》、《雨无正》、《大雅·绵》都注云叶古胡反（在《小雅·采薇》注云叶古乎反），在《召南·行露》注云叶音谷，又云叶各空反，只有《周南·桃夭》、《桧风·隰有长楚》两个地方未注叶音，大约就是照宋代的读音。这样临时改读是没有理论根据的，特别是叶音谷、叶音各空反，更是荒唐。叶音之说，到明代才被陈第批判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遵守叶音的办法。这有待于音韵学的普及，从而做到最后廓清。
跟叶音说相似的，则有通转说。宋吴棫（字才老）著《韵补》，他就是主张通转说的。我们依照他的书来分析一下，按平声说，古韵大致可以分为九部：
（1）东部（冬钟通，江或转入）
（2）支部（脂之微齐灰通，佳皆咍转声通）
（3）鱼部（虞模通）
（4）真部（谆臻殷痕庚耕清青蒸登侵通，文元魂转声通）
（5）先部（仙盐添严凡通，寒桓删山覃谈咸衔转声通）
（6）萧部（宵肴豪通）
（7）歌部（戈通，麻转声通）
（8）阳部（江唐通，庚耕清或转入）
（9）尤部（侯幽通）
吴棫照顾的时代太长了，他甚至引欧阳修、苏轼、苏辙的诗为证。虽然他把古韵大致分为九部，有些散字仍然是两三部兼收的，几乎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吴棫的书是缺乏科学性的。
宋代有一个郑庠，把古韵分为六部，比吴棫的九部分得合理些【2】。他的六部是：
（1）东部　包括东冬江阳庚青蒸【3】（韵尾是-nɡ）
（2）支部　包括支微齐佳灰（韵母是i或韵尾是-i）
（3）鱼部　包括鱼虞歌麻（韵母是u，ü，o，a）
（4）真部　包括真文元寒删先（韵尾是-n）
（5）萧部　包括萧肴豪尤（韵尾是-u）
（6）侵部　包括侵覃盐咸（韵尾是-m）
我们说他比较合理，只是从语音学的观点上看的，因为他把-nɡ，-n，-m三分，界限分明。但是他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从原则出发，不从材料上概括，所得的结论当然是不可靠的。
陈第以前，讲古韵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从叶音上看问题，从通转上看问题。从叶音上看问题，则字无定音；从通转上看问题，则韵无定类。由于方法不对头，所以分韵虽宽，仍有出韵。例如郑庠的第五部既与第二部分不开（《诗·鄘风·载驰》四章以“尤”押“思”“之”），又与第三部分不开（《载驰》一章以“侯”押“驱”）；第二部与第三部分不开（《诗·鄘风·柏舟》以“仪”押“河”），又与第四部分不开（《诗·小雅·庭燎》以“辉”“旗”押“晨”）；第一部与第四部分不开（《诗·小雅·十月之交》以“令”押“电”），又与第六部分不开（《诗·邶风·绿衣》以“风”叶“心”）。如果专从后代韵部的通转着眼，势非把六部混为一团不可!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历史观点，直到陈第著《毛诗古音考》，这种糊涂观念才得到澄清。
陈第的旗帜是鲜明的。他的重要理论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有了时间概念和地点概念，古韵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他批评叶音说：“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按指《诗经》），何‘母’必读‘米’【4】，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偪’，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耶？”陈第以为唯一合理的答复就是古人对于每一个字都有固定的读音，因此诗人们不约而同，都读这个音，并非凭个人主观临时改读，以求“叶音”。不过古音与今音有所不同，后人“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了。
如果说陈第是开路先锋，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就是古韵学的奠基人。顾氏把古韵分为十部：
（1）东部【5】　包括东冬钟江。
（2）脂部　包括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又支半，尤半。去声祭泰夬废。入声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屑薛职德，又屋半，麦半，昔半。
（3）鱼部　包括鱼虞模侯，又麻半。入声烛陌，又屋半，沃半，药半，铎半，麦半，昔半。
（4）真部　包括真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5）萧部　包括萧宵肴豪幽，又尤半。入声屋半，沃半，药半，铎半，锡半。
（6）歌部　包括歌戈，又麻半，支半。
（7）阳部　包括阳唐，又庚半。
（8）耕部　包括耕清青，又庚半。
（9）蒸部　包括蒸登。
（10）侵部　包括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入声缉合盍叶帖洽狎业乏。
顾氏最大的功绩是离析唐韵。他不再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单位，而是仔细审查每一个具体的字，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押韵情况来证明它应该属于哪一个韵部。离析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离析俗韵（平水韵），回到唐韵。例如把尤侯幽三分，而不是从俗韵混而为一，然后知道侯韵应入第三部，幽韵应入第五部，而尤韵则半属第二，半属第五；把支脂之三分，而不是从俗韵混而为一，然后知道脂之两韵应入第二部，而支韵则半属第二，半属第六；把庚耕清三分，而不是从俗韵混而为一，然后知道耕清两韵应入第八部，而庚韵半属第七，半属第八。这是他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例如析支麻庚尤各为两半，又如析屋为三，析觉为二，等等。甚至个别的字重新归韵。这是他所谓“一变而至道”【6】。
他的离析工作，直到今天还是大家所公认的。现在我们拣比较重要的加以叙述。
（甲）平上去声
（1）支韵　猗锜掎椅仪议牺靡皮陂为吹离罹哆侈宜施池驰罴等字改归歌部【7】。
（2）麻韵　舍野者车且华瓜葭瑕暇家稼巴牙邪马祃寡下夏斝等字改归鱼部。
（3）庚韵　虻英觥庚景羹盟彭亨享兵兄行衡庆炳梗永泳竞等字改入阳部。
（4）尤韵　否谋邮丘牛又右有囿旧久玖疚妇负裘等字改入之韵【8】。
（乙）入声
（1）屋韵　分为三韵：（a）谷屋独读毂谷樕鹿禄族卜木霂沐等字应配侯韵；（b）淑菽俶祝六陆复覆腹宿夙肃潇畜慉鞫蓫匊育穆穋蓼薁燠等字应配幽韵；（c）福辐葍彧伏服牧等字应配之韵。
（2）沃韵　分为两韵：（a）沃毒笃〔督〕〔酷〕等字应配宵幽韵【9】；（b）仆〔褥〕〔耨〕等字应配侯韵。
（3）觉韵　分为两韵：（a）襮驳濯翯等字应配宵韵；（b）渥浊角等字应配侯韵。
（4）药韵　分为两韵：（a）龠虐谑爵药跃等字应配宵韵；（b）若〔略〕〔脚〕〔却〕〔攫〕等字应配鱼韵。
（5）铎韵　分为两韵：（a）萚各落阁雒恪濩获咢错橐壑诺藿鞹廓度作酢柞等字应配鱼韵；（b）乐凿等字应配宵韵。
（6）麦韵　分为两韵：（a）〔责〕箦鹝厄谪〔画〕麦革应配支之韵；（b）获〔脉〕愬等应配鱼韵。
（7）昔韵　分为两韵：（a）昔舄夕石斁绎怿奕席蓆射等字应配鱼韵；（b）益易锡蜴适刺〔役〕辟璧〔积〕蹐等字应配支韵。
（8）锡韵　分为两韵：（a）锡晳〔析〕〔击〕惕剔绩〔敌〕〔历〕狄甓等字应配支韵；（b）的溺栎翟〔激〕〔檄〕〔迪〕〔惄〕〔戚〕应配宵幽韵【10】。
由上文可以看出，顾氏认为入声一般是应该配阴声的。顾氏只承认《广韵》歌戈麻无入声、侵覃以下九韵有入声是对的，其余入声配阳声都是配错了的，应该改配阴声【11】。古音学家除非认为入声应该独立；如果要与平上去声共成韵部的话，顾氏的话是对的。
顾氏所定古韵十部当中，后代成为定论者共有四部，即（1）歌部；（2）阳部；（3）耕部；（4）蒸部。其他各部也粗具规模，只是分得不够细罢了。后来江永分为十三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江有诰各分为廿一部，章炳麟、王力各分为廿三部，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分出来的。我们不必详细叙述各人怎样分部，只要把各人的特点提出来说一说，也就了如指掌了。
江永（字慎修）的特点是：（1）真元分部；（2）侵谈分部；（3）宵幽分部；（4）侯鱼分部。前三部分成六部的理论根据是弇侈分立。所谓弇，就是比较闭口；所谓侈，就是比较开口。假定真是［en］，侵是［em］，幽是［eu］，主要元音都是［e］，就是弇；假定元是［an］，谈是［am］，宵是［au］，主要元音都是［a］，就是侈。他的理论得到了事实的证明；除了极少数合韵的情况以外，弇侈的界限是很明显的。
（1）真元分部。真部包括真谆臻文殷魂痕，元部包括元寒桓删山仙。江氏析先韵为二：（a）先千天坚贤田阗年颠巅渊玄等字归真部；（b）肩前戋笺豣跹燕莲妍研骈鹃涓边笾县等字归元部。
（2）侵谈分部。侵部以侵韵为主，另收覃韵的骖南男湛耽潭楠、谈韵的三，盐韵的（纤）潜僭、东韵的风枫；谈部则有覃韵的涵、谈韵的谈惔甘蓝、盐韵的詹、严韵的严，咸韵的谗、衔韵的岩监。
（3）幽宵分部。幽部以尤侯幽三韵为主（尤部除去归入之韵的字），另收萧韵的萧潇条聊、宵韵的陶儦【12】、肴韵的胶呶怓茅包苞匏炮、豪韵的牢鼛櫜滔慆骚袍陶绹敖曹漕叟（上声）。宵部以宵韵为主，另收萧韵的恌苕蜩僚哓、肴韵的殽郊巢、豪韵的号劳高膏蒿毛旄刀忉桃敖。
（4）鱼侯分部。鱼部包括鱼模，侯则归入幽部。江氏把虞析为两韵：（a）虞娱吁盱芋夫肤等字归入鱼部；（b）禺儒须需诛邾殊俞踰羭臾区躯朱珠符凫瓿雏郛输厨拘等字归入幽部。由于侯韵并非独立分出，只是转入幽部，所以江氏只比顾氏多了三部。
江氏另把入声分为八部。顾炎武虽没有把入声独立分部，而实际他的入声只有四部【13】。这样，江氏的入声就比顾氏多了四部。江氏的入声八部如下：
（1）屋部　以屋烛为主，另收沃韵的毒笃告，觉韵的角椓浊渥，锡韵的迪戚，去声候韵的奏字【14】。
（2）质部　以质术栉物迄没为主，另收屑韵的结节噎血阕穴垤耋瓞，薛韵的设彻，职韵的即字。
（3）月部　以月曷末黠薛为主，另收屑韵灭截等字。
（4）铎部　以药铎为主，另收沃韵的沃，觉韵的较驳藐濯，陌韵的貊白伯柏戟柞绤逆客赫格宅泽，麦韵的获，昔韵的昔舄踖绎奕怿斁尺石硕炙席蓆夕借，锡韵的栎的翟溺，去声御韵的庶，祃韵的夜【15】。
（5）锡部　以锡韵为主，另收麦韵的箦谪适厄，昔韵的脊蹐益易蜴辟璧。
（6）职部　以职德为主，另收麦韵的麦馘革，屋韵的福辐葍伏服彧牧穋【16】，去声队韵背，代韵载，平声咍韵来。
（7）缉部　以缉韵为主，另收合韵合，叶韵楫厌，洽韵洽。
（8）叶部　以叶韵为主，另收业韵业，狎韵甲，乏韵法乏。
江氏主张数韵共一入。依照他所著的《四声切韵表》，入声与阴声、阳声的配合如下：
	阳声 	入声 	阴声 
	东一 	屋一 	侯 
	东三 	屋三（菊） 	尤（鸠），幽 
	冬 	沃 	豪（鼛） 
	钟 	烛 	虞（劬） 
	江 	觉 	肴 
	清 	昔（易） 	支 
	真，先（坚） 	质 	脂开 
	谆 	术 	脂合 
	臻 	栉 	

	蒸 	职 	之 
	殷 	迄 	微开 
	文 	物 	微合 
	阳 	药开（脚） 	鱼 
	阳 	药合（矍） 	虞（衢） 
	唐 	铎 	模，豪（高） 
	先（肩） 	屑 	齐 
	仙 	薛 	祭 
	寒 	曷 	泰开，歌 
	桓 	末 	泰合，戈 
	耕 	麦（策，革） 	佳 
	删 	黠 	皆 
	山 	
	夬 
	魂 	没 	灰 
	登 	德 	咍 
	元 	月 	废 
	青 	锡（戚）屋（肃） 	萧 
	阳 	药开（虐） 	宵 
	耕 	麦（哑，获） 	麻二（加，瓦） 
	庚 	陌 	麻二（家，瓜） 
	清 	昔（夕） 	麻三 
	
	屋三（福） 	尤（丘） 
	侵 	缉 	

	覃 	合 	

	谈 	盍 	

	盐 	叶 	

	添 	帖 	

	严 	业 	

	咸 	洽 	

	衔 	狎 	

	凡 	乏 	


江永精于等韵之学，他从数韵共一入的搭配来说明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段玉裁（字若膺，一字茂堂）在他的《六书音均表》中【17】，把古韵分为十七部。他继承了江永的研究成果，而又加以发展。他的特点是：（1）支脂之分为三部；（2）真文分部；（3）侯部独立。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1）支脂之分部。段氏以为《广韵》支脂之分为三韵不是偶然的，实在因为这三个韵部在上古时代是截然分开的。（a）支部以支佳为主（应入歌部的字除外），另收齐韵的提携觿圭，霁韵的髢帝缔系睨，祭韵的揥。（b）脂部以脂微齐皆灰为主，另收咍韵的哀，海韵的恺，代韵的爱溉逮，纸韵的毁迩沵尔泚砥坻，佳韵的柴，果韵的火，轸韵的牝【18】。（c）之部以之咍为主，另收尤韵的尤邮谋丘裘牛，有韵的有友否右玖久妇负秠，宥韵的疚又富旧祐，厚韵的母亩，脂韵的龟伾，旨韵的否洧鲔鄙，至韵的备惫，皆韵的霾薶，怪韵的戒怪，灰韵的梅媒，贿韵的每悔晦，队韵的佩背诲痗，轸韵的敏。之部入声以职德为主，另收屋韵的服辐福牧彧囿伏葍，麦韵的麦革馘。
（2）真文分部。（a）真部以真臻先为主，另收蒸韵的矜，青韵的苓零令，径韵的佞，映韵的命【19】，仙韵的翩偏。真部入声以质栉屑为主【20】，另收至韵的至毖，霁韵的曀疐替，薛韵的设彻。
（3）侯部独立。江永分虞韵之半属侯，已经做对了，可惜他又把侯归到幽部去了。段氏开始把侯独立起来，既不入鱼部，也不入幽部，后人都公认这是对的。侯部以侯为主，另收虞韵之半（与江永同），又收宥韵咮昼二字。
段氏的古韵十七部，是按音的远近排列的。他说：“玉裁按十七部次序出于自然，非有穿凿。”他把古韵分为六类：
第一类　1．之部
第二类　2．宵部　3．幽部　4．侯部　5．鱼部
第三类　6．蒸部　7．侵部　8．谈部
第四类　9．东部　10．阳部　11．耕部
第五类　12．真部　13．文部　14．元部
第六类　15．脂部　16．支部　17．歌部
关于声调，段氏认为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又认为宵部平声多转为入声，脂部入声多转为去声。最后的结论是古无去声。他按照《诗经》的押韵情况来归纳，有些韵是具备平上入三声的，有些韵是只有平上两声的，有些韵是只有平入两声的，而许多韵只有平声，如下表：
（a）具备平上入三声的：1．之部　3．幽部　5．鱼部　15．脂部
（b）只有平上两声的：4．侯部
（c）只有平入两声的：7．侵部　8．谈部　12．真部　16．支部
（d）只有平声的：2．宵部　6．蒸部　9．东部　10．阳部　11．耕部　13．文部　14．元部　17．歌部
这样分配虽然未尽恰当【21】，但是他所根据的事实是有参考价值的。
孔广森（字众仲，一字约，号顨轩）的古韵分部的特点是东冬分立。孔氏以冬声、众声、宗声、中声、虫声、戎声、宫声、农声、夅声、宋声的字独立成为冬部。这个冬部所收以冬为主，另收东韵三等大部分的字以及江韵中的降字。东冬分立没有得到段玉裁、王念孙的同意，但是后人一般都同意了。此外还有冬侵合并的说法，下文还要讨论。
孔广森还建立了阴阳对转的理论。他把古韵十八部分为：（1）阳声九部，即元部（他叫原类）、耕部（他叫丁类）、真部（他叫辰类）、阳部、东部、冬部、侵部、蒸部、谈部；（2）阴声九部，即歌部、支部、脂部、鱼部、侯部、幽部、宵部、之部、叶部（他叫合类）。从他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出，所谓阳声就是以鼻音收尾的韵，所谓阴声就是以元音收尾的韵【22】。他所谓阴阳对转，指的是阴声和阳声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转化。对转的情况如下：
1．歌元对转；
2．支耕对转；
3．脂真对转；
4．鱼阳对转；
5．侯东对转；
6．幽冬对转；
7．宵侵对转；
8．之蒸对转；
9．叶谈对转。
除了叶谈对转不算阴阳的关系，宵侵对转不合理，幽冬的关系比较模糊以外，其他六类对转关系都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的。从《诗经》押韵看，《邶风·北门》押敦遗摧，是脂真对转【23】。从谐声偏旁看，难声有傩，是歌元对转；禺声有颙，是侯东对转；寺声有等，乃声有仍，是之蒸对转。从一字两读看，能读奴来切，又读奴登切，是之蒸对转。从古音通假看，亡字假借为无，是鱼阳对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孔广森阴阳对转的理论，对古音拟测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它使人们知道各部元音的对应关系【24】。
王念孙（字怀祖）的古韵分部的特点有五：（1）质部独立（王氏称为至部）；（2）月部独立（王氏称为祭部）；（3）缉部独立；（4）叶部独立（王氏称为盍部）。（5）侯部有入声。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1）质部独立。王氏以为此部既非脂部之入声，亦非真部之入声，而应独立自成一部。在去声至霁两韵、及入声质栉黠屑薛五韵中，凡从至、从疐、从质、从吉、从七、从日、从疾、从悉、从栗、从桼、从毕、从乙、从失、从八、从必、从卪、从节、从血、从彻、从设之字，都算是质部的字。他这一部的独立，没有得到江有诰的同意，但是后来一般人都同意了。
（2）月部独立。《广韵》中的去声祭泰夬废四韵不跟平上声两承，却跟入声月曷末黠屑等韵相配，戴震早已注意到这个事实。但是戴氏仅仅说去入相配而已，明确地提出去入同韵的乃是王念孙【25】。
（3）缉部独立；（4）叶部独立。缉部从侵部分出；叶部从谈部分出。王氏以为顾炎武以入声承阴声，“可称卓识”，惟有缉至乏等九个入声韵仍从《广韵》以缉承侵……以乏承凡，那又成为“两歧之见”了。顾炎武以为《诗·秦风·小戎》以骖合邑念为韵，《诗·小雅·常棣》以合琴翕湛为韵，其实《小戎》是以中骖为一韵，合邑为一韵，期之为一韵；《常棣》是以合翕为一韵，琴湛为一韵。孔广森也曾主张缉以下九韵独立，不过合为一部，不像王氏分为叶缉两部。
（5）侯部有入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侯部没有入声，这是错误的。王氏以屋谷欲秃木沐卜族鹿读朴仆禄束速狱辱琢曲玉蜀属足局粟角珏岳谷等字为侯部入声。这与顾炎武的归类大致相同；不过由于顾氏没有把侯部从鱼部里分出来，所以也没有明白指出这些字是侯部入声罢了。
王氏对于声调，跟段玉裁也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二十一部应分为两类【26】：（a）东蒸侵谈阳耕真谆元歌十部为一类，有平上去而无入；（b）支质脂月叶缉之鱼侯幽宵为一类，或四声皆备如支脂之鱼侯幽宵，或有去入而无平上如质月，或有入而无平上去如叶缉。这个（b）类的特点是每一部都有入声。
江有诰（字晋三）的古韵分部，没有什么特点；但也可以说王念孙的四个特点中，有三个特点也是江有诰的特点，因为江有诰与王念孙不谋而同地都主张祭叶缉三部从平声韵部里分出来。江有诰没有采用王念孙的质部，但是采用了孔广森的冬部（改称中部），所以仍是廿一部。
章炳麟（字太炎）把古韵分为廿三部，这是采用了王念孙的廿一部，加上孔广森的冬部，再加上他自己建立的队部。他的队部是从脂部分出来的，本来也收一部分平上声字，如崔嵬鬼等【27】，但是他说：“队脂相近，同居互转，若聿出内术戾骨兀郁勿弗卒诸声谐韵则《诗》皆独用，而佳靁或与脂同用。”【28】到了后来，他又认为崔嵬等字是脂部正音，而队部只是去入韵了【29】。如果队部只是去入韵，那就等于我们所谓物部（参看下文）。队部从脂部分出以后，脂部就不再有入声了。
王力早年也把古韵分为廿三部，但是跟章炳麟的廿三部不尽相同。第一，他采用章氏晚年的主张，把冬部并入侵部【30】。本来严可均在他的《说文声类》中早已把冬部归入侵类，但是一般人拘泥于-nɡ，-m的界限，不容易接受冬侵合并的主张。王力以为冬部本来收音于-m，而为侵韵的合口呼（侵：əm，iəm；冬：uəm，iuəm）。第二，他主张脂微分部【31】。他的微部是以微灰为主，另收脂韵的合口呼构成的，比章氏队部的平上声字多得多。章氏队部的去入声字，王力称为物部。这样，王力所分的古韵，是比章氏少了一个冬部，多了一个微部，仍然是廿三部。
说到现在为止，音韵学家们把古韵的韵部越分越多，如果从分不从合，以章炳麟的廿三部加上王力的微部，就共得廿四部如下【32】：
1．之部
2．幽部
3．宵部
4．侯部
5．鱼部
6．支部
7．脂部
8．质部
9．微部
10．物部
11．歌部
12．月部
13．元部
14．文部
15．真部
16．耕部
17．阳部
18．东部
19．冬部
20．蒸部
21．侵部
22．缉部
23．谈部
24．叶部
之幽宵侯鱼支六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元文真耕阳东冬蒸侵九部都有平上去而无入，脂微歌三部都只有平上而无去入【33】，质物月三部都只有去入而无平上，缉叶两部则仅有入声。
以上所述诸家，代表着古音学上最重要的一派。这一派比较地注重材料的归纳，“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王国维语）。推重这一派的人往往主张廿二部之说，夏炘著《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所集的是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五家，他的结论是“窃意增之无可复增，减之亦不能复减，凡自别乎五先生之说者，皆异说也”。王国维也说：“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34】但是章炳麟、王力在廿二部的基础上也不过作了小小的补充：章炳麟承认“脂队相近，同居互转”，王力也说：“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氏或章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他们二人所坚持的不过是要承认“同门而异户”罢了【35】。
另一派的音韵学家以戴震、黄侃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阴阳入三声分立。戴震分古韵为九类廿五部，如下【36】：
	（一） 	1．阿（歌） 	2．乌（鱼） 	3．垩（铎） 
	（二） 	4．膺（蒸） 	5．噫（之） 	6．亿（职） 
	（三） 	7．翁（东） 	8．讴（侯） 	9．屋（屋） 
	（四） 	10．央（阳） 	11．夭（宵） 	12．约（药） 
	（五） 	13．婴（耕） 	14．娃（支） 	15．戹（锡） 
	（六） 	16．殷（真） 	17．衣（脂） 	18．乙（质） 
	（七） 	19．安（元） 	20．霭（月） 	21．遏（月） 
	（八） 	22．音（侵） 	
	23．邑（缉） 
	（九） 	24．醃（谈） 	
	25．（叶） 

戴氏在阴阳入的搭配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不恰当地把歌部看成了阳声，祭泰夬废四韵看成了阴声。
戴氏的古韵廿五部似密而实疏。他自己说：“若入声附而不列，则十六部。”【37】他不肯接受他的老师江永的幽宵分部和他的弟子段玉裁的真文分部。祭泰夬废独立，这是他的创见，但是即使在阴阳入三分的情况下，他也只该像王念孙那样把这四个韵和入声月曷末等韵合成一部（黄侃正是这样做的），而不应该分为两部。
如果按照章炳麟的廿三部，再按照戴震阴阳入三分的原则，把所有的入声都独立起来，那就需要增加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的入声，即职觉药屋铎锡六部，成为廿九部。他的弟子黄侃（季刚）正是走的这一条路。可惜黄侃拘于“古本韵”的说法【38】，以致幽部没有入声，只得到了二十八部，如下【39】：
	1．歌（歌） 	2．元（寒） 	3．月（曷） 	
	

	—— 	4．真（先） 	5．质（屑） 
	6．微（灰） 	7．文（痕） 	8．物（没） 	
	
	

	9．支（齐） 	10．耕（青） 	11．锡（锡） 	
	
	

	12．鱼（模） 	13．阳（唐） 	14．铎（铎） 	
	
	

	15．侯（侯） 	16．东（东） 	17．屋（屋） 	
	
	

	18．幽（萧） 	—— 	—— 	
	
	

	19．宵（豪） 	20．冬（冬） 	21．药（沃） 	
	
	

	22．之（咍） 	23．蒸（登） 	24．职（德） 
	—— 	25．侵（覃） 	26．缉（合） 
	—— 	27．谈（添） 	28．叶（帖） 

黄氏的阴阳入的搭配，比戴氏更为合理。歌元对转，幽冬对转，是继承了孔广森的说法；歌月相配，文物相配，是继承了章炳麟的主张。
黄氏认为上古的声调只有平入两类，因此他的入声韵部实际上包括了《广韵》里大部分的去声字【40】。在这一点上他比戴氏高明。
王力晚年也主张阴阳入三分。他把古韵分为十一类廿九部，即在他早年的廿三部的基础上，增加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的入声，即职觉药屋铎锡六部，如下表【41】：
	（一）1．之部ə 	2．职部ək 	3．蒸部əŋ 
	（二）4．幽部əu 	5．觉部əuk 	—— 
	（三）6．宵部au 	7．药部auk 	—— 
	（四）8．侯部o 	9．屋部ok 	10．东部oŋ 
	（五）11．鱼部a 	12．铎部ak 	13．阳部aŋ 
	（六）14．支部e 	15．锡部ek 	16．耕部eŋ 
	（七）17．歌部ai 	18．月部at 	19．元部an 
	（八）20．脂部ei 	21．质部et 	22．真部en 
	（九）23．微部əi 	24．物部ət 	25．文部ən 
	（十）—— 	26．缉部əp 	27．侵部əm 
	（十一）—— 	28．叶部ap 	29．谈部am 

除了（二）（三）两类不配阳声、（十）（十一）两类不配阴声以外，其余七类都是阴阳入三声相配的。
如果从分不从合，把冬侵分立，阴阳入三声相配可以共有三十部【42】。古韵二十四部和古韵三十部，这是两大派研究的最后结果。
注　释
【1】“叶”即“协”字，不是“枝叶”的“叶”。
【2】郑庠的书已佚。其说见于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和夏炘《古韵廿二部集说》。
【3】郑氏用的是平水韵目。
【4】按，上古“母”与“米”不同音，陈第还不知道这一点。
【5】清代以来音韵学家对于古韵分部，有仅称第几部，未立部名者，如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有以《广韵》韵目作为部名者，如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有另用其他的部名者，如戴震、孔广森。其以《广韵》韵目作为部名者，称名又各不同。现在我们把名称统一起来，必要时附注各家所用的名称。
【6】《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顾氏借此二语表示他分两步走去达到古音。
【7】所举以《诗经》入韵的字为准。下仿此。
【8】附带说说，侯的上声的母亩二字也改入之韵。我们说改入之韵，不说改入脂部，因为后来段玉裁把脂之分开了。余仿此。
【9】加〔　〕号的字是《诗经》不入韵或不见于《诗经》的。下仿此。
【10】所谓配宵幽韵，指有的配宵，有的配幽；所谓配支之韵，指有的配支，有的配之。顾氏当时还未能细分。
【11】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故歌戈麻三韵旧无入声，侵覃以下九韵旧有入声，今因之；余则反之。”
【12】段玉裁以儦归宵部。段氏是对的。江氏也只认为是“方音借韵”。
【13】见于他的《古音表》。
【14】按这一部应分两部。顾炎武以角浊渥等字配侯，以毒笃告等字配幽，可参考。
【15】按这一部实应分为两部。顾炎武以沃濯等字配宵，陌韵等配鱼，可参考。
【16】按“穋”同“稑”，应作幽部入声。
【17】“音均”就是“音韵”。
【18】按，从尔、从此的字，诸家归部不一致。孔广森以从此的字入支部，江有诰以从此从尔的字都入支部。段氏还举了率窜等字，因可疑，未录。
【19】命令等字，江有诰归耕部。
【20】段氏以质栉屑归真部是很特别的。诸家都不依他。
【21】真部不宜有入声，侯部宜有入声。段氏幽部的入声应分一半属侯。段氏晚年在《答江晋三论韵》中，关于侯部入声，接受了江有诰的修正意见。
【22】叶部本是入声，孔氏归入阴声，这是他的缺点。
【23】依王力的古韵分部，应该说是微文对转，见下文。
【24】在孔氏以前，戴震已经讲到阴阳，但还没有像孔氏这样明确地提出阴阳对转的概念来。
【25】黄侃在《音略》中云：曷部（即月部）为“王念孙所立”，这话是对的。
【26】韵部的次序也与段氏不同。
【27】见《文始》二。
【28】见同上。“”即堆字，归追师等字从得声。“隹”，音锥，崔推等字从隹得声。
【29】见《国故论衡》上“二十三部音准”。
【30】章氏本来就说“冬侵相近，同居互转”（见《文始》七）。到了晚年，索性主张冬侵合为一部（见于他所著的《音论》，载于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31】关于脂微分部的标准和脂微分部的证据及解释，参看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见于《汉语史论文集》，第139—144页。
【32】古韵部的名称一律按《广韵》次序，取其在前者，如元部称元不称寒，月部称月不称曷，祭部称祭不称泰。但如果韵目本字不属于该部，则改用下一个韵目，如耕部称耕不称庚。
【33】歌戈韵的去声字都是由平上声转来的；脂微等韵的去声一部分应归质物月，另一部分也是由平上声转来的。
【34】见《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35】王力说：“我们可以断定，脂微在上古，虽也可认为同韵部，却绝不能认为韵母系统相同。”
【36】戴氏以影母字为韵部的名称，括弧内的韵名则依我们所定的名称。
【37】见《声类表卷首》所载的《答段若膺论韵》。
【38】“古本韵”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推理。这里不详细讨论。读者可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第313—319页。
【39】仍用我们所定的韵部名称，而把黄氏的原名放在括弧之内。黄氏拘于“古本韵”之说，韵部以“古本韵”为名，以致韵目本身有不属该部的，如灰部没有灰字，灰字反在咍部；齐部没有齐字，齐字反在灰部；先部没有先字，先字反在痕部。人们即使遵用他的韵部，也不一定用他的韵目，如杨树达。
【40】因此，他有意识地改用入声韵目，如祭部改称曷部，至部改称屑部，队部改称没部。
【41】表中有假定的音值，基本上依照《汉语史稿》，只有鱼歌两部的拟音稍有不同。
【42】能不能加上祭部，成为三十一部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因为去声的祭泰夬废和入声月曷末等韵无论就谐声偏旁说或就《诗经》用韵说，都不能割裂为两部。王念孙、章炳麟、黄侃把它们合为一部是完全正确的，戴震分为两部则是错误的。



第八章　古音（下）
关于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我们想讨论四个问题：（1）为什么各家的韵部越分越多呢？（2）为什么阴阳两分法和阴阳入三分法形成了两大派别呢？（3）如何对待上古声调问题？（4）谐声偏旁和上古韵部的关系是怎样的？
1．为什么各家的韵部越分越多
自从顾炎武以来，音韵学家研究古韵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尊重材料，进行客观的概括，而材料则又都以一部《诗经》为主，同时参照《易经》、《楚辞》及先秦诸子中的韵语。既然材料相同，方法相同，所得的结论就该相同。固然，各家的结论的一致性是很大的，但是，毕竟又各有不同之点。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1】，这是什么缘故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对《诗经》韵例有不同的了解。某字押韵，某字不入韵，某处换韵，其中大有可以研究的余地；第二，是对合韵有不同的看法。讲古韵不能完全不讲合韵，例如“母”字在《诗经》中押韵共十七次，其中十六次入之部，显然应该认为之部字，但也有一次入鱼部（《诗·鄘风·蝃》“母”“雨”相押），连顾炎武也不能不承认“应以满以反为正”【2】。假如只因一次相通，就泯灭了之鱼两部的界限，那就是不善于区别一般和特殊了。段玉裁说得好：“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合韵之说，是音韵学家所公认的事实，至于如何掌握分寸才算得当，那又要看音韵学家是否具有卓越的见解了。
试以顾炎武古韵十部作为出发点，来看后人增添各部的理由。
（a）真元分立　《大雅·崧高》押天神申翰宣，其实是换韵，天神申属真部，翰宣属元部。《大雅·生民》押民嫄是合韵，民属真部，嫄属元部。
（b）文元分立　《小雅·楚茨》押熯愆孙，《秦风·小戎》押群苑，都是文元合韵，孙群属文部，熯愆苑属元部。文元合韵的情况很少。
（c）真文分立　《小雅·正月》押邻云殷是真文合韵，邻属真部，云殷属文部。真文合韵情况很少。
（d）幽宵分立　《邶风·柏舟》押舟流忧游，而髦字不入韵，舟流忧游属幽部，髦属宵部。《小雅·彤弓》押櫜好酬，而弨字不入韵，櫜好酬属幽部，弨属宵部。《十月之交》押卯丑，而交字不入韵，卯丑属幽部，交属宵部。《采绿》押弓绳，而狩钓在单句不入韵，狩属幽部，钓属宵部。《小雅·桑扈》押觩柔求，而敖字在单句不入韵，觩柔求属幽部，敖属宵部。《角弓》押浮流忧，而髦字在单句不入韵【3】，浮流忧属幽部，髦属宵部。《大雅·公刘》押瑶刀，而舟字不入韵【4】，瑶刀属宵部，舟属幽部。《周颂·丝衣》押俅觩柔休，而敖字不入韵【5】，俅觩柔休属幽部，敖属宵部。《卫风·木瓜》押桃瑶报好，其实是换韵，桃瑶属宵部，报好属幽部。
幽宵也有合韵的情况。《齐风·载驱》押滔儦敖，滔属幽部，儦敖属宵部。《豳风·七月》押葽蜩，葽属宵部，蜩属幽部。《大雅·思齐》押庙保，庙属宵部，保属幽部。《王风·君子阳阳》押陶敖，陶属幽部，敖属宵部。《大雅·抑》押酒绍，酒属幽部，绍属宵部。《周颂·良耜》押纠赵蓼朽茂，纠蓼朽茂属幽部，赵属宵部【6】。
（e）侵谈分立　《卫风·氓》押葚耽，段玉裁以为是合韵，因为他认为葚属侵部，耽属谈部。但江永、孔广森、江有诰都认为耽属侵部。我们认为后一说是对的。这样，《诗经》中侵谈没有合韵的情况。
（f）侯鱼分立　《陈风·株林》押马野驹株，《大雅·板》押怒豫渝驱，其实都是换韵，马野怒豫属鱼部，驹株渝驱属侯部。《大雅·皇矣》押祃附侮是侯鱼合韵，祃属鱼部，附侮属侯部。按，侯韵和虞韵相押的地方很多，但是江永分虞之半归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g）侯幽分立　《鄘风·载驰》押驱侯悠漕忧，其实是换韵，驱侯属侯部，悠漕忧属幽部。《唐风·山有枢》首章押枢榆娄驱渝，是侯部；二章押栲杻埽考保，是幽部，两章不同韵。《小雅·南山有台》四章押栲杻寿茂，是幽部；五章押枸楰耈后，是侯部，两章不同韵。《大雅·抑》押仇报，上文的苟字不押韵，仇报属幽部，苟属侯部。
侯幽也有个别合韵的情况。《大雅·生民》押揄蹂叟浮，揄属侯部，蹂叟浮属幽部。
（h）支脂之分立　这三部在《诗经》分用甚严，《楚辞》及群经诸子中的韵语，分用也非常明显。《鄘风·相鼠》二章押齿止俟，是之部；三章押体礼死，是脂部，两章不同韵。《小雅·鱼丽》二章押醴旨，是脂部；三章押鲤有，是之部，两章不同韵。《周颂·载芟》押济秭醴妣礼，而积字不入韵【7】，济秭醴妣礼属脂部，积属支部【8】。《大雅·桑柔》押资维阶，而疑字不入韵【9】，资维阶属脂部，疑属之部。《邶风·静女》三章押荑异美贻，其实是交韵（单句与单句押，双句与双句押），荑美是脂部【10】，异贻是之部。
（i）质脂分立　质部的独立性是很大的，它和脂部很少，所以段玉裁能把它归入真部。王念孙把它独立以后，只承认有三处是质术合韵的【11】：1．《鄘风·载驰》押济，济属脂部，属质部；2．《大雅·皇矣》押类致，类属脂部，致属质部；3．《抑》押疾戾，疾属质部，戾属脂部。王念孙以为《小雅·宾之初筵》二章“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是以两个礼字为韵，而至字不入韵。
王力所定的质部，收字与王念孙稍有不同。他按照语音系统，把脂微分部与质物分部作了对比，于质部增收了器弃辔继计戾涖隶闭季惠穗届阕肄等字。这样，疾与戾相押就不算合韵了。《小雅·节南山》押惠戾届阕，也就跟《大雅·抑》的疾戾系联起来了【12】。
（j）月物分立　月物两部，段玉裁本来把它们都归入脂部。王念孙把月部独立了，章炳麟再把物部独立了，脂部就没有入声了。月物也有几处合韵的情况。《曹风·候人》押荟蔚，荟属月部，蔚属物部。《小雅·出车》押旆瘁，旆属月部，瘁属物部。《大雅·生民》押旆穟，旆属月部，穟属物部。月物的合韵虽然比月质的合韵多些，但是王念孙、江有诰仍旧把月部独立起来。按语音系统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k）脂微分立　《卫风·硕人》押颀衣妻姨私，其实是换韵，颀衣属微部，妻姨私属脂部。《豳风·七月》押迟祁悲归，其实是换韵，迟祁属脂部，悲归属微部。《小雅·采薇》押依霏迟饥悲哀，其实是换两次韵，依霏悲哀是微部，迟饥是脂部。《鼓钟》押喈湝悲回，其实是换韵，喈湝是脂部，悲回是微部。《周南·葛覃》首章押脂部萋喈，而飞字不入韵；三章押微部归衣，而私字不入韵。《小雅·谷风》押微部违畿，而迟迩不入韵。《邶风·北风》押微部霏归，而喈字不入韵。《小雅·巧言》押脂部麋阶，而伊几非韵。《四月》押微部腓归，而凄字不入韵。《谷风》押菲体违死，正如《邶风·静女》押荑异美贻一样，这是一种交韵，菲违属微部，是奇句韵；体死属脂部，是偶句韵。
王力把《诗经》中脂微押韵做了一个统计，在110个押韵的地方，脂微分用者84处，约占全数四分之三；脂微合韵者26处，不及全数四分之一。最可注意的，是长篇用韵不杂的例子。例如《大雅·板》五章押毗迷尸屎葵师资，《小雅·大东》一章押匕砥矢履视涕，《周颂·载芟》押济秭醴妣礼，《丰年》押秭醴妣礼皆，《卫风·硕人》二章押荑脂蛴犀眉，都用的是脂部，不杂微部一字；《齐风·南山》押崔绥归归怀，《大雅·云汉》押推雷遗遗畏摧，都用的是微部，不杂脂部一字。这些都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现象。
（l）缉侵分立　缉部和侵部本来是不相押韵的。《秦风·小戎》二章被顾炎武认为是押骖合邑念，按《小戎》原文是：“骐骝是中，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琼。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这是以中骖为韵，押侵部，合邑为韵，换押缉部，期之为韵，换押之部，念字非韵。《小雅·常棣》七章被顾炎武认为是合琴翕湛押韵，其实这是交韵，单句押合翕，属缉部，双句押琴湛，属侵部。
（m）叶谈分立　按叶部与谈部在《诗经》中并无，只因顾炎武的侵谈不分，他既认为缉侵同部，自然叶谈也同部了。江永、段玉裁拘于平入相配，没有让缉叶独立。孔广森建立一个合部，是独立的先声，但是缉叶混为一部。到了王念孙和江有诰，才把这两部各自独立起来了【13】。
这里我们没有讲职觉药屋铎锡六部的独立，因为那不是从《诗经》概括的结果，而是属于阴阳入三声分立的问题。
2．为什么阴阳两分法和阴阳入三分法形成了两大派别
顾炎武的古韵十部，事实上是阴阳两分法，因为他把入声归入了阴声。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事实上也是阴阳两分法，只不过他以质属真，步骤稍为有点乱罢了。孔广森的古韵十八部，开始标明阴阳，并且宣称古代除缉合等闭口音以外没有入声。而他的“合类”（即缉合等闭口音）是归入阴声去的。王念孙和江有诰虽没有区分阴阳，看来也不主张阴阳入截然分为三类。章炳麟作“成均图”，把月物质三部（他叫做泰队至）归入阴界，缉叶两部（他叫做缉盍）归入阳界，仍然是阴阳两分。
江永把入声另分八部，并主张数韵共一入，这是阴阳入三分的先河。戴震认为入声是阴阳相配的枢纽，所以他的古韵九类二十五部是阴阳入三声分立的。应该指出，戴氏和江永的古韵分部的性质还是很不相同的。江永只分古韵为十三部，而没有分为廿一部（连入声），他还不能算是阴阳入三分，入声还没有和阴阳二声分庭抗礼。到了戴震，入声的独立性才很清楚了。但是，戴震的入声概念和黄侃的入声概念是不同的。戴震的入声是《广韵》的入声，所以祭泰夬废不算入声；黄侃的入声是《诗经》的入声，所以祭泰夬废算是入声。黄侃承受了段玉裁古无去声之说，更进一步还主张古无上声，这样就只剩下平入二类，平声再分为阴阳，就成了三分的局面。用今天语音学的术语来解释，所谓阴声，就是以元音收尾的韵部，又叫做开口音节；所谓阳声，就是以鼻音收尾的韵部；所谓入声，就是以清塞音p，t，k收尾的韵部。这样分类是合理的。
阴阳两分法和阴阳入三分法的根本分歧，是由于前者是纯然依照先秦韵文来作客观的归纳，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按照语音系统进行判断。这里应该把韵部和韵母系统区别开来。韵部以能互相押韵为标准，所以只依照先秦韵文作客观归纳就够了；韵母系统则必须有它的系统性（任何语言都有它的系统性），所以研究古音的人必须从语音的系统性着眼，而不能专凭材料。
具体说来，两派的主要分歧表现在职觉药屋铎锡六部是否独立。这六部都是收音于-k的入声字。如果并入了阴声，我们怎样了解阴声呢？如果说阴声之幽宵侯鱼支六部既以元音收尾，又以清塞音-k收尾，那么，显然不是同一性质的韵部，何不让它们分开呢？况且，收音于-p的缉叶、收音于-t的质物月都独立起来了，只有收音于-k的不让它们独立，在理论上也讲不通。既然认为同部，必须认为收音是相同的：要么就像孔广森那样，否认上古有收-k的入声【14】，要么就像西洋某些汉学家所为，连之幽宵侯鱼支六部都认为也是收辅音的【15】。我们认为两种做法都不对：如果像孔广森那样，否定了上古的-k尾，那么中古的-k尾是怎样发展来的呢？如果像某些汉学家那样，连之幽宵侯鱼支六部都收塞音（或擦音），那么，上古汉语的开口音节那样贫乏，也是不能想象的。王力之所以放弃了早年的主张，采用了阴阳入三声分立的说法，就是这个缘故。
3．如何对待上古声调问题
关于上古的声调，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顾炎武主张四声一贯，他承认古有四声，承认“平声音长，入声音短”，承认“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但是他同时认为“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这样，他是主张歌者可以临时转变声调的。江永说：“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讽诵咏歌，亦自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余歌曲，正杂用四声，诗韵何独不然？”江氏的主张与顾氏颇有不同，他不承认临时变调，而认为异调相押只是四声杂用，其说自比顾氏高出一筹。江永坚持入声不能转为平上去，他说：“入声与去声最近，诗多通为韵，与上声韵者间有之，与平声韵者少，以其远而不谐也。韵虽通而入声自如其本音，顾氏于入声皆转为平、为上、为去，大谬!”段玉裁以为古无去声。他说：“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仔细体会他的语意，似乎《诗经》时代以前只有平声，但到了《诗经》时代已经有了上声。黄侃更进一步，以为《诗经》时代也没有上声，于是只有平入两声。孔广森则以为除闭口韵外，古无入声。王念孙以为古有四声，但是有些韵部是四声俱备的，有些是有平上去而无入的，有些是有去入而无平上的，有些是有入而无平上去的。江有诰在《古韵凡例》中，曾说“古无四声，确不可易”，但是到了《唐韵四声正》里，却又说：“至今反复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王国维别开生面，创为五声之说，因为他看见《诗经》中凡阳声韵都只有一声，就认为是另一种声调，与四声并列则共成阴阳上去入五声。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上古声调问题呢？首先是入声问题需要讨论。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入声：第一，入声是以-p，-t，-k收尾的，这是韵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段氏所谓去入为一类是正确的，《广韵》里的去声字，大部分在上古都属入声；第二，入声是一种短促的声调，这是声调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段氏所谓古无去声是不对的，因为《广韵》里的阴韵去声字虽然大部分在上古收音于-t，-k，但是它们不可能与《广韵》里的入声字完全同调，否则后代没有分化的条件，不可能发展为两声。我们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一种是长入，到中古变为去声；一种是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当然长入也可以称为去声，只不过应该把上古的去声字了解为以-p，-t，-k收音罢了【16】。
我们不能说上古没有上声。依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所载，之幽侯鱼脂等也有上声，甚至在阳声韵中，段氏所认为没有上声的，也不一定真是没有上声。如《小雅·巷伯》押锦甚，《陈风·泽陂》押萏俨枕，《商颂·长发》押勇动竦总，《齐风·南山》押两荡，《小雅·北山》押仰掌，《楚茨》押尽引，《邶风·柏舟》押转卷选，《静女》押娈管，《鄘风·载驰》押反远，《周颂·执竞》押简反反等，也都不能不认为上声。
我们认为江永四声杂用的意见是正确的。不同声调可以押韵，至今民歌和京剧、曲艺都是这样的。甚至入声也可以跟阴声押韵，只要元音相同，多了一个唯闭音收尾还是勉强相押，这叫做“不完全韵”。
我们的结论是：上古阴阳入各有两个声调，一长一短【17】，阴阳的长调到后代成为平声，短调到后代成为上声；入声的长调到后代成为去声（由于元音较长，韵尾的塞音逐渐失落了），短调到后代仍为入声。
4．谐声偏旁和上古韵部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注意到谐声偏旁和古韵部的关系。宋徐蒇为吴棫的《韵补》作序说：“殊不知音韵之正，本之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因其以狸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因其以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痏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18】；皮为蒲麋切，而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江永《古韵标准》也常常讲到谐声偏旁，例如以晖入真部，注云军声。到了段玉裁，更明确地提出：“同声必同部。”江有诰因古韵分部及具体归字都与段氏有所不同，所以他又作《谐声表》。孔广森在《诗声类》中，也开列各部偏旁之见于诗者，以与《诗经》用韵相印证。
我们认为谐声偏旁与上古韵部的关系实在是非常密切的。但不是像徐蒇所说的上古的音读“本之字之谐声”，而是相反，字的谐声偏旁是根据上古的字的读音。因此，谐声偏旁能够反映古韵部的一些情况，即“同声必同部”。但是《诗经》时代离开造字时代已经很远，语音已经有了发展，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仍当以《诗经》为标准。例如颙字，《诗经》既拿来押公字（《小雅·六月》），就不必再归入侯部；傩字，《诗经》既拿来押左瑳，就不必再归入元部。这叫做阴阳对转：颙从禺声而入东部是东侯对转，傩从难声而入歌部是元歌对转。阳声和入声也可以对转，如《小雅·大田》以螣贼相押，螣字就不必再归入蒸部，而应该直接归入职部。《齐风·甫田》以桀怛相押，怛字就不再归入元部，而应该直接归入月部。阴声和入声也可以对转，如《唐风·扬之水》以凿襮沃乐相押，《小雅·隰桑》以沃乐相押，沃字就不必再归入宵部。
这里我们也作一个谐声表，以偏旁之见于诗者为准。同时在每部附列一些散字，表示这些字已经从谐声偏旁所属的韵部转到这个韵部来了。
（1）之部　声【19】　声【20】　丝声　其声　声【21】　里声　才声【22】　兹声　来声　思声　不声【23】　龟声　某声　母声　尤声　邮声　丘声　牛声　止声　喜声　己声　巳声　史声　耳声　子声　士声　宰声【24】　采声　咅声　又声【25】　旧声　久声　妇声　负声　司声　事声　佩声　而声　台声　疑声
散字：裘
（2）职部　戠声　弋声【26】　亟声　塞声　備声【27】　北声【28】　畐声　直声　力声　食声【29】　敕声　息声　则声【30】　畟声　色声　棘声【31】　或声　奭声　声　匿声　克声　黑声　革声　伏声　服声　牧声　戒声　异声【32】　意声
散字：特螣
（3）蒸部　丞声　徵声　夌声　应声　朋声　仌声【33】　黾声　升声　声【34】　兢声　兴声　登声　曾声　ㄥ声【35】　弓声　瞢声【36】　亘声【37】　乘声
散字：陾
（4）幽部　幺声【38】　求声　九声　声【39】　卯声【40】　酉声　流声　秋声　斿声　攸声　由声　翏声　收声　州声　周声　舟声【41】　舀声　孚声　牟声　忧声　囚声　休声　叟声　矛声　雔声【42】　寿声　咎声　舅声　叉声【43】　缶声【44】　声【45】　牢声　包声　裒声　丑声　丂声【46】　韭声　首声　手声　阜声　卣声　受声　秀声　鸟声　昊声　早声【47】　枣声　呆声【48】　声【49】　帚声　牡声　戊声　好声　簋声　守声　臭声　褎声　售声　报声　冃声【50】
散字：椒
（5）觉部　尗声【51】　祝声　六声【52】　复声　宿声　夙声　肃声　畜声　学声【53】　毒声　竹声【54】　逐声　匊声　肉声【55】　穆声　告声　就声　奥声
散字：穋（稑）迪涤
（6）宵部　小声【56】　朝声　麃声　苗声　要声　票声　爻声　尞声　劳声　尧声　巢声　声　夭声　交声　高声【57】　敖声　毛声　刀声　兆声　ㄐ声　喿声　到声　盗声　号声　吊声　少声　焦声
散字：呶
（7）药部　卓声　声【58】　勺声【59】　龠声　弱声【60】　虐声　乐声　翟声　暴声　皃声【61】　鹤声
散字：沃
（8）侯部　侯声　区声　句声　娄声　禺声　刍声　需声　俞声　殳声　朱声　取声　豆声　口声　后声　後声　厚声　斗声　主声　臾声　侮声　奏声　声　屚声　具声　付声　馵声　壴声【62】
散字：饫
（9）屋部　谷声　屋声　蜀声　賣声【63】　声　束声　鹿声　族声　菐声　卜声　木声　玉声　狱声　辱声　曲声　足声　角声　豕声【64】　局声
（10）东部　东声【65】　同声　丰声【66】　充声　公声　工声【67】　冢声　囱声　从声　龙声　容声　用声【68】　封声　凶声　邕声【69】　共声【70】　送声　双声　庞声
（11）鱼部　鱼声　余声【71】　与声【72】　旅声　者声【73】　古声　车声　疋声【74】　巨声　且声　去声　于声【75】　虍声【76】　父声【77】　瓜声　乎声　壶声　无声　图声　土声【78】　女声【79】　乌声　叚声【80】　家声　巴声　牙声【81】　五声【82】　圉声　宁声【83】　卸声【84】　鼠声　黍声　雨声　午声　户声【85】　吕声　鼓声　股声【86】　马声　下声　寡声　夏声　吴声　武声　羽声　禹声　兔声　素声　亚声　斝声　声【87】
（12）铎部　睪声　各声　蒦声　屰声【88】　昔声　舄声　夕声　石声【89】　壑声　若声　霍声　郭声　百声　白声　声【90】　乇声【91】　尺声　亦声【92】　赤声【93】　声　戟声　庶声【94】　乍声　射声　莫声
散字：薄
（13）阳部　羊声　量声　畺声　昌声　方声　章声　商声香声　襄声　相声　向声　昜声　亡声【95】　长声　爿声【96】　声【97】　尚声【98】　上声　仓声　王声　声【99】　央声　桑声　爽声　网声【100】　声【101】　卬声　光声　黄声　亢声　庚声【102】　京声　羹声　明声　象声　亨声　兵声　兄声【103】　行声【104】　皀声【105】　庆声　丙声【106】　永声　竞声
（14）支部　支声　斯声　圭声　巂声　卑声　虒声　氏声　是声　此声　只声
（15）锡部　益声　易声　厄声　析声　狊声【107】　狄声　辟声　帝声【108】　脊声　鬲声　解声　朿声【109】
（16）耕部　丁声【110】　争声　生声【111】　赢声　盈声　声　贞声　壬声【112】　殸声　正声【113】　名声　顷声【114】　骍声　巠声　声【115】　寍声　冥声　平声　敬声　鸣声　甹声
散字：刑屏
（17）歌部　可声【116】　左声　差声　我声【117】　沙声　加声　皮声　为声　吹声　离声　罗声　那声　多声【118】　禾声　它声　也声【119】　瓦声　呙声　化声　罢声【120】
散字：傩
（18）月部　兑声【121】　世声【122】　彗声【123】　丰声【124】　万声【125】　匄声【126】　乂声　大声【127】　带声　外声　会声　介声　祭声【128】　拜声　贝声【129】　吠声　喙声　最声【130】　卫声　欮声　戌声【131】　列声　舌声　声【132】　折声【133】　伐声【134】　巿声【135】　月声　戊声【136】　声【137】　声【138】　末声　寽声【139】　叕声【140】　舝声　截声　桀声　热声　祋声　夺声　声【141】　彻声　设声
散字：怛
（19）元部　泉声【142】　袁声【143】　亘声【144】　爰声　声【145】　樊声　繁声　半声　言声　干声　倝声　吅声【146】　難声【147】　安声　声　苋声【148】　戋声　元声【149】　丸声　专声　丱声【150】　厂声【151】　反声　官声　山声　閒声　闲声　声　犬声【152】　延声　丹声【153】　廛声　连声　肙声　鬳声　夗声　展声　巽声　宪声　柬声　虔声　衍声　焉声　肩声　奂声　乱声　段声　曼声　毌声【154】　弁声　羡声　散声　见声　燕声　鲜声　声
（20）脂部　二声【155】　匕声【156】　夷声　弟声　饥声　氐声　犀声　屖声【157】　尸声　厶声【158】　示声【159】　矢声【160】　米声　齐声　妻声　美声　声　死声　履声　豊声【161】　声【162】　皆声　眉声　癸声　伊声　师声　岂声
（21）质部　一声　七声　至声【163】　必声【164】　疐声　日声　乙声【165】　疾声　实声　桼声　匹声　吉声【166】　栗声　血声　穴声　逸声　卪声【167】　抑声　毕声　季声　隶声【168】　弃声　替声【169】　惠声　戾声　肄声　畀声　四声　兕声　利声
散字：涖届【170】
（22）真部　因声　臣声【171】　人声【172】　信声　申声【173】　频声【174】　声　粦声　真声　尘声　民声　身声　旬声　匀声　命声　令声　千声【175】　田声　声　玄声　天声　扁声　声【176】　引声　卂声【177】
散字：矜
（23）微部　声【178】　隹声【179】　畾声【180】　贵声【181】　虫声【182】　回声　鬼声　畏声　褱声　韦声　尾声　辠声【183】　微声　非声　飞声　几声　希声　衣声【184】　水声　毁声　妥声【185】　枚声　威声　委声
散字：火
（24）物部　勿声　卒声【186】　殳声【187】　孛声　聿声　朮声　出声　弗声　鬱声　气声【188】　旡声【189】　退声　内声　对声　未声　胃声　声【190】　位声　类声　尉声
（25）文部　文声　囷声　分声　屯声　胤声　辰声　巾声　殷声　声【191】　先声　西声　门声【192】　云声　员声　焚声　尹声【193】熏声　斤声【194】　堇声　昆声　孙声　飧声　存声　军声【195】　川声眔声【196】　刃声　允声　昷声　豚声　壸声【197】　免声　卉声【198】　亹声　昏声【199】　垔声　典声
（26）缉部　咠声　合声　声　执声　立声　入声　及声　邑声　集声
散字：

（27）侵部　声　兂声【200】　林声　品声【201】　罙声　甚声　壬声　心声　今声【202】　音声　彡声【203】　三声　南声　男声　冘声【204】　声【205】　声　凡声　臽声　占声　覃声　冬声　众声　宗声　中声　虫声【206】　戎声　宫声【207】　农声　夅声　宋声【208】
散字：贬
（28）葉部　枼声　业声　疌声　涉声　甲声　厭声
（29）谈部　炎声　甘声　监声　詹声　敢声【209】　斩声　兼声　佥声
二　上古的声母系统
在汉语音韵学中，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比不上上古韵母系统的研究成绩来得大，主要原因在于材料比较缺乏。关于上古韵部的研究，我们有先秦韵文作为根据；关于上古声母的研究，我们就没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音韵学家一般只能根据五种材料来研究上古的声母【210】：第一是谐声偏旁；第二是声训【211】；第三是读若【212】；第四是异文；第五是异切（不同的反切）【213】。
中国音韵学家对于上古声母的研究，总不外是在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合并工作。他们总以为上古的声母较少。他们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上古声母问题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所发现的情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现在先叙述他们的意见，然后加以评论。这些意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来安排的。
（1）古无轻唇音　钱大昕（晓徵）首先提出了古无轻唇音的说法【214】。他提出了古读负如背，古读附如部，古读佛如弼，古读逢如蓬，古读文如门……等例子。
（2）古无舌上音　钱大昕同时提出了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的说法。他以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古音陟如得，古音直如特，古音竹如笃，古音陈如田，古音枨如棠……等。
（3）娘日归泥　章炳麟主张娘日二母在上古都归泥母【215】。从谐声偏旁看，涅皆从日声，而涅属泥母，属娘母（音尼质切）。从声训上看，《白虎通德论》和《释名》都说：“男，任也。”男属泥母，任在日母。从异文看，然又作，而从难声，应是泥母字。
（4）照系二等归精系　这是黄侃的主张【216】。这是很有道理的。照系二等与精系近，三等与知系近（亦即与端系近）。从谐声偏旁看，宗声有崇，衰声有簑，疋（胥）声有疏，刍声有趋，不胜枚举。从一字两读看，参字既读仓含切，又读所今切，数字既读所矩切、色句切、所角切，又读趋玉切【217】，这种例子也不少。
（5）喻三归匣　这是曾运乾的研究结果【218】。他把喻母三等称为于母。他的例子是：古读营如环，古读援如换，古读羽如扈，古读围如回，古读员如魂……等等。
（6）喻四归定　这也是曾运乾的主张。他把喻母四等仍称为喻母。他的例子是：古读夷如弟，古读易如狄，古读逸如迭，古读轶如辙（澄母字），古读遗如……等等。
以上所述六点，都是值得参考的【219】。应该指出，所谓某字古读如某，不能认为完全同音【220】。假使完全同音，后代就没有条件发展成为差别较大的两个音了。至多只能认为在某一方言里同音，不能认为在多数方言里同音。
上述的六种上古声母，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声母完全一样，只是韵头不同（由于韵头不同，影响到后代声母的分化）。（1）轻唇字原是某些韵的合口三等字，与其他呼等有别，但是在上古读p，p‘，b‘，m；（2）舌上字原是二、三等字，与一、四等字的韵头有别，但是在上古读t，t‘，d‘，n；（3）泥娘在《切韵》中本来就是同一声母，只是娘母多是三等字；（4）于母（喻三）在隋代唐初还与匣同母（见上文），匣母只有一、二、四等，于母只有三等，所以它们是互相补足的。第二种情况是声母相似而不相同。（1）日母在上古可能是读［］，跟泥母读［n］很相近似；（2）照系二等在上古可能是［tʃ］等，跟精系的［ts］很相近似；（3）喻四在上古可能是［d］，跟定母的［d‘］很相近似【221】。所谓“日母归泥”、“喻四归定”等，这个“归”字不能看得太死。
现在根据上面所论，初步列出一个上古声母表，如下：
（一）唇音
1．帮（非）p
2．滂（敷）p‘
3．並（奉）b‘
4．明（微）m
（二）舌音
5．端（知）t
6．透（彻）t‘
7．喻d
8．定（澄）d‘
9．泥（娘）n
10．来l
（三）齿头音
（甲）11．精ts
12．精ts‘
13．从dz‘
14．心s
15．邪z
（乙）16．庄tʃ
17．初tʃ‘
18．床ʤ‘
19．山ʃ
（四）正齿音
20．照t
21．穿t‘
22．神d‘
23．审
24．禅
25．日
（五）牙音
26．见k
27．溪k‘
28．群ɡ‘
29．疑ŋ
（六）喉音
30．晓ｘ
31．匣（于）Ɣ
32．影〇
注　释
【1】这是章炳麟的话，见《国故论衡》上。
【2】满以反，就是之韵上声的止韵字。
【3】关于《桑扈》、《角弓》的韵例，从江有诰说。
【4】段玉裁认为舟瑶刀合韵，江永、江有诰皆认为不入韵。今从二江。
【5】参照江有诰说。
【6】关于《思齐》、《抑》、《良耜》的韵例，依段玉裁、江有诰说。
【7】依江有诰说。
【8】积字属支部入声，入声独立则属锡部。
【9】依江有诰说。
【10】段玉裁未以荑美为韵，此依江有诰说。
【11】术即物部，当时物部尚未独立，只作为脂部入声。
【12】但是因此又产生一些质物合韵和质月合韵的新情况。质物本是同门异户，合韵是很自然的。质月合韵只有一例：《小雅·雨无正》押灭戾勚，灭勚属月部，戾属质部。
【13】戴震也把这两部独立起来，那是从阴阳入三分的角度来看的，与王念孙、江有诰不同。
【14】孔氏同时还否认上古有收-t的入声。这里不牵涉到收-t的问题，所以只谈收-k的问题。
【15】例如西门（Walter Simon）和高本汉（B．Karlgren）。西门做得最彻底，六部都认为是收浊擦音Ɣ；高本汉顾虑到开口音节太少了，所以只让之幽宵支四部及鱼部一部分收浊塞音ɡ。
【16】有小部分去声字在上古应属平声或上声。例如庆字在上古读平声，济字在上古读上声。
【17】上文说过，元音的高低长短都是构成声调的要素。这里强调了长短，并不是说上古声调就没有高低的差别了。
【18】有属之部，轨属幽部，徐蒇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分别。顾炎武改为羽鬼切也不对，鬼属微部。
【19】即之字。蚩寺等字都从得声，时恃等字又从寺得声。
【20】即以字，亦即己字。似矣台等字从得声。能字也从得声。
【21】即颐字，姬熙等字从臣得声。
【22】哉载在从才声。
【23】否丕等字都从不声。
【24】梓从宰声。
【25】右友有灰都从又声。
【26】弋声有忒式。式声有试。
【27】備即具備的備字。
【28】北声有背。
【29】食声有蝕。
【30】贼字也从则声。
【31】棘声有穑。
【32】异声有翼。
【33】仌即冰字。
【34】字有勝勝縢。
【35】ㄥ即肱字。ㄥ声有弘雄。
【36】瞢声有梦薨。
【37】亘声有恒。
【38】幺声有幽。
【39】即古文酉字。声有劉留柳茆。
【40】卯声有昴聊。
【41】舟声有朝。
【42】雔声有雠。
【43】叉即爪字。叉声有蚤骚等。
【44】缶声有寶。
【45】声有曹。曹原作。
【46】ㄎ音苦浩切。ㄎ声有考栲朽。
【47】早声有皁草。
【48】呆即古文保字。
【49】声有鸨。
【50】冃即帽字。冃声有冒。
【51】尗即菽字。尗声有俶戚蹙。
【52】陆从六声。
【53】学声有觉。
【54】竹声有笃鞫。鞫本作。
【55】肉声有育。
【56】小声有肖，肖声有消悄。
【57】高声有喬，乔声有骄等。
【58】声有凿。
【59】勺声有的。
【60】弱声有溺。
【61】皃即貌字。
【62】壴声有樹厨，蹰声有櫉橱。
【63】賣音余六切。賣声有讀續等。
【64】豕声有琢等。
【65】东声有童重。童声有僮等，重声有鐘動衝等。
【66】丰声有邦逢等。
【67】工声有江，江声有鸿。
【68】用声有庸诵勇等。
【69】邕声有雝。雝即雍字。
【70】共声有巷。
【71】余声有舍，舍声有舒。
【72】与声有举。
【73】者声有书。
【74】疋即雅字，或云胥字。疋声有胥楚。
【75】于本作亏，亏声有华。华本作。
【76】虍声有虎虚卢豦等。
【77】父声有甫，甫声有浦等。
【78】土声有徒。
【79】女声有奴如。
【80】叚即假字。叚声有瑕葭等。
【81】牙声有邪。
【82】五声有吾，吾声有语等。
【83】宁即古貯字。
【84】卸声有御，御声有禦。
【85】户声有所顧等。
【86】股声有羖。
【87】是古瞿字。
【88】屰是古逆字。屰声有朔，朔声有愬。屰声又有。即咢字。
【89】石声有柘橐。
【90】即臄字。声有绤。
【91】乇声有宅托等。
【92】亦声有夜。
【93】赤声有赫。
【94】庶声有度席等。
【95】亡声有良丧。
【96】爿，音墙。爿声有將臧莊牀等。
【97】即创字。声有梁粱。
【98】尚声有堂常等。
【99】，音皇。往匡狂皆从声。
【100】网声有冈，冈声有刚纲等。
【101】即兩字。
【102】庚声有唐康等。
【103】兄声有贶况。
【104】行声有衡。
【105】皀，音香。皀声有乡卿。
【106】更从丙声，原写作。
【107】狊，古阒切。狊声有阒。
【108】帝声有揥适蹢等。
【109】朿就是芒刺的刺字。朿声有刺，又有责。责声有绩箦等。
【110】丁声有成。
【111】生声有青。
【112】壬，音挺。壬声有廷庭听酲程等。
【113】正声有定。
【114】顷声有颍颖颎等。
【115】，音灵。灵从声。
【116】可声有奇。
【117】我声有義羲，義声有儀議等。
【118】多声有侈哆移宜。宜本作。
【119】也声有地施驰池等。
【120】罢声有罴。
【121】兑声有脱说阅等。
【122】世声有泄勚等。
【123】彗声有，即雪字。
【124】丰，音介。丰声有害，害声有辖等。
【125】万声有厉迈虿等。
【126】匄即丐字。匄声有曷，曷声有渴竭等。
【127】大声有达，达本作。
【128】祭声有察。
【129】贝声有败。
【130】最声有撮。
【131】戌声有岁，有烕。
【132】，音括。声的字隶书都写作舌旁。声有活括佸等，活声有阔。
【133】折声有逝晢晰。
【134】伐声有蔑。
【135】巿，音肺。巿声有肺芾旆。
【136】戊即钺字。戊声有越钺。
【137】声有髮拔等。
【138】音拨。声有發，发声有撥。
【139】寽即捋字。
【140】叕即古缀字。叕声有掇惙辍等。
【141】音臬（niè）。薛蘖从声。
【142】泉声有原，原声有嫄愿等。
【143】袁声有還環遠等。
【144】亘声有垣宣等。
【145】是古辨字。声有番，番声有蕃燔藩等。声又有卷，卷本作。
【146】吅是古喧字。吅声有單（单），单声有瘅蝉等。
【147】難声有嘆熯漢等。
【148】苋声有宽。
【149】元声有完，完声有冠。
【150】丱古文卵字。關从丱声。
【151】厂音呼旱切。彦颜雁都从厂得声。
【152】犬声有然。
【153】丹声有旃。
【154】毌即古贯字。
【155】二声有次，次声有茨资等。
【156】匕声有旨，旨声有指等。匕声又有比，比声有妣等。匕声又有尼，尼声有泥。
【157】屖声有穉，即稚字。
【158】厶即古私字。
【159】示声有祁视。
【160】矢声有翳。
【161】豊声有禮體等。
【162】即古文尔字。
【163】室从至声。
【164】必声有瑟密毖等。
【165】乙声有失，失声有秩瓞等。
【166】吉声有壹，壹声有噎懿等。
【167】卪即节字。卪声有即，即声有節，节声有栉。
【168】隶声有肆。
【169】段玉裁云：“替古音铁。”
【170】从季声以下不属于王念孙的至部。又王氏至部尚有彻设二字，今从江有诰归月部。
【171】臣声有堅賢。
【172】人声有仁。
【173】申声有神陳电。
【174】频声有賓。
【175】千声有年，年本作秊。
【176】声有盡（尽），尽声有烬。
【177】卂，息晋切。卂声有讯迅等。
【178】是古堆字。声有追歸。
【179】隹音锥。隹声有崔唯隼等。
【180】畾声有雷累。
【181】贵声有遗匮等。
【182】虫，许伟切。虫声有虺。
【183】辠即罪字。
【184】衣声有哀。
【185】妥声有绥。
【186】卒声有醉萃瘁等。
【187】殳声有没。
【188】气声有仡。
【189】旡，居未切。旡声有既，有爱。爱本作。
【190】声有隊遂等。
【191】，隶书写作享。，音纯。声有犉敦。
【192】门声有闻问。
【193】尹声有君，君声有群。
【194】斤声有旂祈颀。
【195】军声有辉翚等。
【196】眔声有鳏。
【197】壸，同阃。不是壶字。
【198】卉声有奔。
【199】昏声有缗痻。
【200】兂是古簪字。兂声有僭谮潛等。
【201】品声有临。
【202】今声有念含金锦陰等。今声又有饮，饮本作。
【203】彡，音衫。彡声有参，参声有骖。
【204】冘音淫。冘声有枕耽沈。
【205】，乎感切。声有函，函本作圅。
【206】虫声有融。
【207】宫声有躬，躬本作躳。躬声有窮。
【208】从冬声到宋声，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入东部；孔广森、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入冬部。
【209】敢声有嚴，嚴声有巖儼。
【210】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可惜这方面工作进行的还少，还没有得出一些满意的结论。
【211】声训是拿声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如：“天，颠也。”
【212】“读若”是一种注音法，如：“冲，读若动。”
【213】研究上古韵部也可以根据这后四种材料，但因韵文的材料多了，这些材料就处于次要的地位了。
【214】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215】《国故论衡·上》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216】见于钱玄同《文字学音篇》。
【217】此音见于《集韵》。两读虽见于后代的韵书，但也反映了上古的音系。
【218】见曾氏所著《喻母古读考》。下面喻四归定之说也见于同一篇文章。
【219】其余如章炳麟并喻于影，黄侃并为于影，并群于溪，并审于透，并禅于定，并邪于心，都是不合理的。
【220】在古韵方面，道理也一样。古人说家读如姑，只能认为家姑古音相近，但是不能认为完全相同。
【221】喻四在上古还可能分为几类。像羊声等等可能是某种［z］，不一定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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